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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説明

陸宗達、俞敏兩位先生所著《現代漢語語法》，是一部獨具特色的漢語語法論著。本書以北京口語爲材料，發掘並闡發了重音格式、重疊式、輕聲與兒化、語流音變等漢語獨有的詞彙現象和語法形態。兩位先生都有極深的傳統語言學造詣，並對北京話口語爛熟於口，精審於心，憑藉對漢語言語感覺的鋭敏性，將一些在書面語中被忽略的語言現象細緻地描寫出來並加以解釋，語例典型，論述精准，具有極强的説服力，在研究方法上也給後學作出了榜樣。

本書由俞敏先生執筆，行文採用一種從北京口語中提煉出的白話，親切、生動、通俗、流暢，風格獨特。陸宗達先生曾以本書爲教材，給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57—58届的本科生開設過現代漢語語法課程。

本書寫成於1954年，同年由群眾書店出版，原書書名後有“（上）”的標記，作者原計劃分上下兩册對現代漢語語法加以論述。上册偏重詞法，下册偏重句法。但在上册出版後，由於多種原因，未能繼續出版下册。去年與今年，相繼爲陸宗達先生誕生110周年和俞敏先生誕生100周年紀念日，由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建議，並受陸、俞二位先生家屬的委托，再版此書。

此次出版，我們對全文進行了覆核，改正了初版時排版的錯字，並請北京師範大學王寧教授對全書進行了審校，又請聶鴻音、孫伯君兩位教授專門覈訂了拼音部分。

由於原來預設的下册未能出版，本書又具有獨立、完整的結構，故將書名中“上册”的標記删除，正文則完全依照原文。書中的拼音符號爲作者習慣的用法，爲保留歷史原貌，此次出版一律不做改動。爲便於理解本書的有關内容，特將俞敏先生的《什麽叫一個詞？》《“了”跟“着”的用法》《漢語的愛稱和憎的來源和區别》《北京話本字札記》等四篇關於現代漢語語法的論文附在書後，供讀者閲讀本書時參考。

中華書局編輯部

2016年10月



序

這部書是兩個著者在學校裏教語法的講稿，一共十七章（將來也許有變動），要是按每章講兩個禮拜的速度進行的話，正好够講一個學年的。

我們用北京話作材料（也用客、粤、閩、吴四系方言跟古漢語跟他比較），比平常的語法書用的材料範圍窄。因爲我們的主張是先講自己真懂得透澈的、内部相當一致没有多少矛盾的材料，然後再吸收進些别的材料去。我們的志願是，先把北京話講明白了，再講厦門、客家、廣州、上海幾種方言的語法，合起來以後，再擴充到别的材料上去。憑兩個人的力量，也許得作個十年二十年的也説不定。但盼我們能“抛磚引玉”，引得同道的人各人由自己運用得熟的方言動起手來，那就快多了，漢語語法的真相也可以早點兒求出來了。這麽作自然慢，可是切實得多，講出來的東西也就真正跟老百姓嘴裏説的話血肉相連，不致於再像目前是的讓人學了一套語法，得了好些知識，可是跟自己説的話没什麽關係，過些日子又忘了。按理説，會説漢語的人本就會漢語語法，不過只是感性的認識，等語法學家把他組織起來，整理出來，再正正經經的學一遍，就提高到理性認識的水準上了，决不該有學了又忘的事；可是要是語法書裏組織起來的材料根本不是他的感性認識裏的東西，那他怎麽能懂，怎麽能記得住，怎麽能用呢？我們認爲方塊字寫下來的材料，把語言的真相都給弄歪曲了（比方咱們寫文章，常寫“家中”、“便好”，誰嘴裏真説他？），非得重新回到嘴裏説的話上去，講不出什麽來，所以寧肯多費些事。我們的材料都是先翻成標音譜，分析完了再翻成方塊字的。誰要肯跟我們一樣，也費這麽些力氣，誰也就越能得出跟我們的見解差不多的結論來。

也許有人説我們光講北京“口語”，不講“提高”以後的“加工”的寫的文章，是一種“鑽冷門”的意思。我們倒不這麽想。第一，“提高”也罷，“加工”也罷，都只影響到“詞彙”跟“表達的方法”上，决不致於連基本詞彙跟語法都給改了。高爾基的作品裏頭的話，總得算加過工了吧，可是他的語法跟俄語會話書裏的語法是一樣的（自然嘍，他也許有一兩個特别點兒的習慣，好比在陰性單數第五格上多用幾次-ою詞尾那一類的，不過那-ою也不是根本不能説的。除了這類細節以外，我們看不出來高爾基在哪兒連語法也給“加了工”了）。第二，我們自己説北京話，懂北京話，我們講北京話的意思是拿北京話當典型例子求漢語的語法。有一個著者教的學生本來是預備出去調查西南少數民族語言去的，在作實習的時候發現我們整理出來的語法體系跟西南台系的話的語法精神極接近，因爲我們抓住的是漢台語系語法的精神。就這一點也可以説明我們不是“好奇”了。

我們判斷一串聲音是一個詞不是的辦法也許有人不同意，認爲我們把“重音”當唯一的標準太“偏”了。我們要聲明一聲兒，我們並不是完全不管他們在句子裏擔任職務的情形跟講法這些現象，不過我們只用“重音”這個標準當最主要的有决定性的標準，並且拿他説服别人去罷了。這麽作也並不是“好奇”，這是材料讓我們作的。誰也不能不承認“葡萄”、“旯旮兒”、“薩其瑪”、“黑咕□咚”是詞，那麽假定跟他們重音格式一樣的單位也是個詞不是最近情近理嗎？至不濟也比拿“我覺得”、“我以爲”作標準好吧？

也許有人説我們給“形態變化”下的定義跟印歐語裏的定義不一樣，太細了，好像故意給漢語“凑”出形態變化來是的。我們説，這太有點兒“深文周納”了。我們的材料是標音譜，這上頭只要有一個元音變了，有一個重音號挪了，並且還“表示
 ”點兒什麽的，我們没法兒不管。誰聽見説過講俄語語法的不管окнa
 跟óкнa
 的分别？爲什麽一講起中國事來就光許馬虎不許認真了呢？説真的，除了六朝人的話不敢保險，要説古漢語跟宋元以來的漢語没形態變化還不如説因爲方塊字記那些東西不方便就都給漏下去了妥當。至於跟印歐語不一樣就更不奇怪了：要真一樣了，漢語不就成了印歐系的話了嗎？科學的名詞自然應該講法確定點兒，可是要想一點兒變動没有的話，就連自然科學那一類學問也難作得到。比方中國生理學者講起“眼球”來不也跟歐洲學者説的不是一種（色的）東西嗎？現代數學裏的“方程”代表的那門學問也是從阿剌伯人、歐洲人那兒學來的，跟《九章》裏的“方程”並不一樣，咱不也用了一個名字了嗎？

我們的文章用的文體也許有人看着不順眼，賞給一個“土話”的頭銜。其實這就是我們在講堂上説的話，不過别人不肯記得這麽忠實罷了。非用文言不可的，我們就打上引號，大大方方的用。不是非用不可的時候就乾脆一點兒不用。要説方言的味兒重，還趕不上周立波的五分之一哪！等將來改用拼音字的時候，我們的“昨兒清早兒坐飛機回到北京了”一翻就得，誰看也懂，比“昨晨乘機返京”好一百倍也不止。那“昨晨……”倒不是不能翻，是翻了没多少人念得懂。

比較的材料零碎點兒。這是因爲著者的學力不够，吴語自己不能説，只憑找人請問，别的方言也説不好。要是讀者肯寫信指教，那就太好了。

寫出書來跟在班上講書不一樣。在班上講，靈活得多，寫出來就只可儘量縮緊，免不了有不够“痛快”的地方，還希望讀者多指教，等再版的時候改正。

我們的體系跟别的語法書不一樣的地方都隨處説明了，可是並不詳細。將來也許再加一個單篇論文，附到書後頭，這都得等下册寫好以後再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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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論

一

這本書名字叫《現代漢語語法》。内容講的是現代漢民族的人民大衆説話的規矩，用文一點兒的話説，就是語法規律
 。説話還有規矩嗎？有！可是説話這件事讓人覺着太平常了，平常得跟使筷子、邁步一樣，一個人不注意作這個事的規矩，也可以作得不錯，或者錯得不利害。講語法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讓會説這種話的人把不注意變成注意，把不知不覺的暗跟規矩相合變成有意守規矩。這麽一來可以讓個人的行動（在這兒當然是指着説話説的）更跟全社會的共同習慣相合，更不容易犯錯誤，更容易把自己的意思表達明白了。這個社會的共同習慣就是語法規律
 。咱剛才提起社會
 跟習慣
 來了，這種東西跟别的科學法則一樣，不是以個人的意志爲轉移的。這兩樣東西都是語言（説話）的特性，所以底下咱先把他們説説。

二

1．這一節裏，咱把題目放大點兒，談談語言的特性。語言是什麽呢？是一種工具
 。人用嘴、鼻子這類器官發出聲音來，穿成串，用他表達自己的意思，好讓同一個社會裏的人能了解；或者再進一步，接着自己的意思作事情。由這兒可以看出來，他這工具跟斧子、刀子什麽的不一樣，他是個社會上全體的人公用的工具
 。人要想在一個社會裏活着，算這個社會裏的一份子，就得學會這個社會裏公用的工具。剛生下來的小孩兒没這個本事，過四五年或者七八年，他在媽的懷裏學，跟哥哥、姐姐、保姆、鄰居學，跟先生、同學學，慢慢兒學會了。别人説的話他全懂了，他有什麽意思也能説出來了。不光説得出來，還能讓别人完全聽明白了。這陣兒，别人就往往説，“你看這孩子，什麽話全都懂，什麽都會説，跟個大人是的”。這也就是説，他已經學會了怎麽使這個工具，並且取得了在這社會裏作一份子的十足資格了。要問他到底學會了些什麽呢？他學會的是照着社會全體的規矩使這個工具。不過這回學本事並不是在學校裏學的，又没什麽一定的教學計劃、課本兒，也没有一定的教室、教員，所以是不知不覺的學會的。正因爲不知不覺，所以誰也不注意他學的是媽、哥哥、先生……這些人代表的整個兒社會。等他一搬家，搬到另外一個社會裏去住去，他就發現了，敢情人家這個社會裏跟他原來住的那個社會不使一樣的工具：人家的聲音，穿成串的穿法兒可以差得很多。這陣兒他才覺出來語言的社會性
 ，才覺出來自己要在這個新搬進去的社會裏作一份子頂少還欠一項資格哪。上頭説的話光是理論，現在咱可以舉個具體的例。比方有一個人生在北京，從小兒學的就是北京話。在北京話裏管那個頭上長着倆犄角，蹄子分瓣兒，四條腿着地，後脊樑朝天，叫起來們兒們兒的能種地拉車的大牲口叫“[image: ]
 ”（牛）。他也學會了這麽叫他。他從來也没想到過，這個東西還能叫别的，也没想到過他是照著整個兒北京社會的習慣叫的。等他一搬到莫斯科去，他就發現人家管這個牲口叫“бык
 ”。這陣兒他才鬧明白了，第一，他早先用的那個叫法不過是北京整個兒社會的叫法，並不是天底下就這一種；第二，在莫斯科，别管什麽人都是他的老師。由這兒他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來：第一，只有在某一個社會裏才談得到某種語言；第二，在某一個社會裏，所有的人用的話大致是一樣的。這一來，他就把語言的社會性的要點抓住了。要是他念過斯大林的《論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這本書的話，他就可以回想起來底下這兩段話：“語言是屬於社會現象之列的，從有社會存在的時候起，就有語言存在。語言是隨着社會的産生而産生，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語言也將是隨着社會的死亡而死亡的。社會以外無所謂語言。”“語言的創造不是爲了滿足某一個階級的需要，而是爲了滿足全社會的需要，滿足社會所有各個階級的需要。正是因爲如此，所以創造出來的語言是全民的語言
 ，對於社會是統一的，對於社會所有成員是共同的。”

2．在第一節裏，咱還提起過習慣
 這個字眼兒。咱説過，個人説話得跟全社會的共同習慣相合。什麽叫習慣
 呢？這裏頭包括兩層意思。第一，凡是一種習慣，都是常常重複的。還拿上頭那個例説，一個北京人管牛叫牛並不是偶然叫一次就完了，下次再换個别的稱呼。他是一回管他叫牛，回回老叫牛，一直叫一輩子。整個兒北京社會管他叫牛就可以一輩一輩望下傳，一直傳下三千年、五千年去也没準兒。將來的事咱不知道，過去的歷史咱可以查。漢民族管牛叫牛已經有三千五百年了（聲音有些變化）。正因爲有這種固定的習慣
 ，才談得到規律
 。這個例子可以説明語言的習慣
 往往維持多少年，可以説是相當保守的。這是第一層。第二，説他保守，並不是説他就永遠不變，因爲習慣總是後天的，用人爲的力量培養出來的，可以改變。語言
 ，尤其是詞彙
 ，差不多一直變。抗戰以前，北京人數錢還常論“弔”，現在可是論“元”了。不光可以改，還可以同時養成兩套或者好些套習慣
 。比方一個武清人跟一個廣州人都住在北京，都學北京話。武清人就改去他自己的方言的幾個語音
 特點——像把“可愛”説成“可耐”，“板櫈兒”説成“板特兒”……——就够了。廣州人可得一字一句的學。這還不算，他並不是就着廣州話改哪幾點，他差不多是整個兒學一套新東西，學會了以後，他就會兩套了。這説明在一個人這一生裏，他的習慣老是改。這是第二層。這兩層並不衝突，語言的變總是逐漸變的。咱也可以引斯大林的話結束這一節：“……語言……是許多時代的産物，在這許多時代中，它形成起來，豐富起來，發展起來，精鍊起來。所以語言的生命是比任何一個基礎，任何一個上層建築的生命都長久得無比。”“語言，主要是它的詞彙
 ，是處在差不多不斷改變的狀態中。”

3．語言是一個整體，本來不容易拆開講。可是爲講着方便起見，還是可以分成幾方面。平常的分法是1．聲音
 ，2．詞彙
 ，3．語法
 。講聲音的學問就叫發音學
 。講詞彙的學問就叫詞彙學
 、字典學
 ，有一部分修辭學
 也是專講詞彙的。講語法的學問就叫語法學
 。要是講的就是一種語言呐，咱就加上那種語言的名字，比方北京話發音學
 ，俄語語法學
 什麽的。要是把好些種語言總起來講呐，咱就加上“普通
 ”兩個字，比方“普通發音學
 ”什麽的。最近這五十年，凡是講某一種話的語法的書，往往都用一兩章把那種話的發音學
 的概要講一講。這麽辦有一種實用的好處，那就是讓看書的人真學會了説這種話
 ，不是光知道
 這種話是個什麽樣子。除了這一項，還有一項好處是理論性
 的，那就是强調語言本來是説的，説的語言可是用聲音穿成的，不應該讓筆底下寫的語言給弄迷糊了。這一點非常要緊，下一節裏咱還要説。咱這本書也是講説的語言的語法的，所以也單有一章講聲音。

三

上一節咱説的語言跟寫的語言有分别。在所有的有文字的社會裏，這種差别總多多少少的有一點兒。可是在漢族的文章裏，這種差别就大到不可容忍的地步了。照理説，文字是記録語言的符號。用文字記録下語言來，就變成成段兒的文章。既然是記録，就不該跟原來的東西有什麽大差别。可是文字這個記録的工具並不是十全十美的，他很容易失真。比方咱平常説話的時候，常常因爲在某一個詞上加重口氣，把聲音念得特别響，讓全句的意思都變了。請看底下這個例子：

我給你一杯酒

重音在“我”上表示“不是他給的”

重音在“給”上表示“不是賣的，不要錢”

重音在“你”上表示“不給他”

重音在“一”上表示“不給兩杯”

重音在“杯”上表示“給的不是一瓶”

重音在“酒”上表示“不是白開水”

這本是六個意思完全不一樣的句子，可是一寫到紙上，這分别就全丢了，往往得靠着從上下文推，有時候推也推不出來。咱可以説，這記録把原來那句話的“味兒
 ”給弄走了。這種走味兒的情形，哪一種文字也免不了。可是漢族的文字的毛病最大。還不光是這一點。因爲這種方塊兒字極容易把古今語言的差别給蓋起來（比方周朝人的話裏的“兄弟”跟現代北京話的“兄弟”，連聲音帶意思都不一樣，可是寫到紙上就没有分别了），人就極容易拿他當媒介把古人説話的習慣全給吸收到自己的文章裏頭來。這一來弄得流行的文章完全跟嘴裏説的話脱節，嘴裏明明説的是“快到上海了”，寫到紙上變成“即將抵滬”。這種玩藝兒又不是古漢語，又不是白話，僅僅可以叫擬得極壞的電報稿子。這裏頭可以有周朝漢語的語法（像“寫於北京”），宋朝元朝人的語法（像把“就”寫成“便”），日語的語法（像把“工科大學學生林貴”寫成“工科大學學生的林貴”），俄語的語法（像把“他著的這部書”寫成“他的這一著作”），……五花八門，一團混亂。要想給他整理出一套規矩來，並且教給人學會他，真是個勞而無功的事。這不爲别的，就因爲他違反了説的語言的規矩，歪曲了説的語言的真相。講語法的人只該先求出説的語言的規矩來，然後再拿他當把尺，量量寫的語言裏哪些是跟規矩相合的，哪些是錯的。他决不該妄想從這種東西裏求出規矩來，再拿他量説的語言來，因爲這種玩藝兒本身就没一套内部完整的規矩，學的人只可以慢慢兒摩仿，到别人挑不出什麽毛病的時候就算會了。原没經過什麽分析、傳授，因爲這東西本來禁不住分析。一個語法學家應該有勇氣把這個事實揭開蓋兒給人看，並且把語法體系建築在説的話上頭，不該隨便抹稀泥，馬馬虎虎的八面兒圓。平常管寫的語言叫文語
 。工人同志們叫字兒話
 。説的語言平常叫口語
 。咱講的語法，不用説，是建築在口語上的。

四

1．上兩節説的是語言是什麽，現在咱把範圍縮小點兒，講講漢語
 。漢語是漢民族説的話，這誰都知道。可是漢語這個字眼兒包括的東西太多，還得細説説。有歷史以前的漢語是個什麽樣子，咱不十分明白。有歷史以後一直到今天的漢語，可以分成三期。在這三期分界的地方還可以分出過渡的期來，請看底下的表：



	名字
	朝代
	代表當時語言的文學作品



	上古期
	殷周秦
	《論語》《孟子》《詩經》《左傳》……



	過渡期
	兩漢
	樂府（？）



	中古期
	魏晉南北朝隋
	《世説新語》，史書裏的對話，吴聲歌



	過渡期
	唐
	語録，變文……



	近世期
	宋元明清
	小説，戲曲，語録……




這三期裏，漢語的特性變了幾次。在上古期裏，漢語聲音並不複雜，不過有些排聲音的法子是現代人没有的，像管“筆”叫“不律”，代表一種pr-的聲音（西藏人管寫字叫bris）。各地方的方言的差别也不大。用的詞多數是單音綴的。語法跟現代的漢語差不多：詞頭比現在發達，像“無念爾祖”當“想着你祖宗”講，那個“無”是代表念ma的詞頭
 ，並不是否定的副詞
 ，這個詞頭
 後來常跟後頭的詞根
 粘起來，像“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名詞“命”原是動詞根
 “令”加詞頭
 變成的。詞尾
 也可能有，因爲有些字的收尾可以有兩三種，像“内”、“答”，至少有念-a跟念-uei（現代音）兩種。中古期的漢語的聲音比上古跟現代都複雜，這些聲音安排成好些個可以分辨的音綴。因爲同音的字比任何時期都少，用的詞就絶大多數是單音綴
 的。各地方方言的差别只於是聲音的差别。語法跟上古比起來没什麽大變化。要是遇上上古語法跟近世語法有差别的地方，中古期常是跟近世相合。詞頭詞尾
 可以説幾乎没有了。這是漢語極端缺乏形態的時期
 。近世期的漢語的特點是聲音比前兩期都簡單了。因爲可以分辨的音綴少了，詞彙裏就添出多音綴的詞
 來了。語法大致跟中古期一樣，可是句型
 複雜多了。各地方的方言，差别越來越大，顯著的分成國語區
 、客語區
 、粤語區
 、閩語區
 、吴語區
 五個大方言區。代表的城市是北京、梅縣、廣州、厦門、上海五個地方。這五個區域的聲音差得很多。日常生活裏常用的基本詞彙
 差别倒不大。語法
 大致相仿，只有國語區的形態變化
 （詞頭詞尾）比較發達，粤語區
 因爲受了泰族的影響有些特别的句法。拿國語作起點，跟他最近的是客語，挨着排底下是粤、閩、吴。

2．在這五種方言裏頭，北京話最佔勢力。這有三個原因。第一，北京話用的聲音比較少，排法也較比簡單，别的方言區的人學北京話可以就着自己的方言歸併，較比有效。這話太抽象，還是舉個例好。廣州人管“男”念nam、“籃”念lam；管“難”念nan、“闌”念lan，看看這些音綴最後的收尾音，明明是分成兩套。在北京話裏就一概都是-an。要是北京人學廣州話，他就得一個一個的死記，哪些個後頭是-am，哪些後頭是-an。要是廣州人學北京話呐，他就記住“-am跟-an不分，全念-an”就够了，這自然容易得多。第二，北京話代表的國語區原來就包括整個長江以北的地方，再加上西南的四川雲南那幾省，面積最大，人口最多。因爲明清兩朝在北京建都，用北京話當政府裏辦公事的話（官話），近代人用北京話演電影、演話劇、廣播，所以别的地方懂得這種話的人極多。第三，近幾百年有幾部極好的文學作品，或是用北京話寫的，像《紅樓夢》（這實在只代表南京旗人説的話）、《兒女英雄傳》；或是用跟北京話差不多的國語區方言寫的，像《水滸》、《西游記》、《儒林外史》什麽的。别管説什麽方言的人，只要看過這幾部書，就不知不覺的知道了些北京話了，也不知不覺的引用些個字句。因爲這三個原故，北京話的勢力就凌駕到别的方言上頭了，所有大方言區裏的方言没有不受他的影響的。比方“傻”原是北京跟北部國語區的方言，可是現在厦門話裏也有。最近這幾年，因爲人民政府在北京建都，各地駐防的解放軍軍人有多一半兒説的是跟北京話極接近的東北方言，北京話的勢力就更大了。所以咱説現代漢語有五個大方言區，並不是説這五個全同等重要，勢力全一邊兒大。這裏頭北京話的地位最突出。所以咱講起現代漢語的語法
 來，自然也是以講北京話的語法爲主，用别的方言區的方言跟他比，把他的特性陪襯出來。

3．也許有人想：要講北京話的語法就乾脆講北京話好了，何必又拉上好些别的方言作陪呢？這話可不是這麽説法。有些個問題，别看是北京話的問題，可在北京話裏解决不了。比方北京話裏常説“熱də要命”、“吃də真飽”，這個də的作用是什麽呢？要在北京話裏解决怎麽辦呢？頭一個辦法最省事，也最不負責任，那就是照着方塊字寫出來的字面講，因爲平常寫“得”，那麽就照“得”的意思講，或者講成複合詞，或者講成别的。可是問題馬上又來了，有人寫“的”怎麽辦呢？於是乎辯論起來就没完了。第二個辦法是把所有的“də”的用法都查出來，分成多少項，留出一項給上頭舉的那兩個例，並且用别項的用法把這項陪襯明白了，再細緻點兒還附上兩句説明。可是這麽辦也不中用。爲什麽單分一項呢？因爲他跟别的項不一樣，合不上。既然合不上，别的項也就幫不上忙。加的説明又往往挺抽象，説了跟没説差不多，專家用不着，平常人看不懂。所以這個辦法也没什麽用。要是跟别的方言一比較，就好懂多了。客家話把“熱də要命”説成“熱到會死”，厦門話把“吃də真飽”説成“食及真飽”。那麽咱把這個də解釋成“到”就很正確了，因爲北京話説“掉到地下”也是説成“掉də地下”。這種講法能讓讀者覺着親切得多。除了這個好處以外，咱還想讓他有更現實的意義，就是幫助客粤閩吴四區的人學會説北京話。説這四系話的人學北京話，主要的是學聲音，比方廣州人學北京話“我不知道”只要把他的“我唔知道”的“我”“知”“道”的聲音改過來就是了。可是也有時候得改正他的語法。他要想説“除了生魚片兒，還要添點兒什麽呢？”决不可以光把他的“除□魚生，重要的乜野添呢？”的聲音改了就算完。因爲他這個句子的造句法
 ，不光北京話裏没有，簡直就不是漢語的句法，是泰語的語法留下來的殘餘。這種差别，越比越容易看得明白。這就是咱北京話的語法可同時還用客粤閩吴系的話比的原故。

五

咱的書講北京話的語法，用别的方言比，有好些好處。可是語法書並不全都是這個樣子的。有些種語法書是命令式的，那裏頭全是用命令式的口氣寫成的規則，裏頭規定了怎麽怎麽造句子就對，怎麽怎麽就不對。平常教外國語的語法教本就往往是這個樣子的。這有個好處是讓讀者覺着乾脆、清楚。可是也有毛病，就是説這些規則人造的氣味太重。事實上，幾乎每條規則都有好些例外，不説罷，心裏不安；説出來吧，那規則也就不成個規則了。另外還有一種語法書號稱描寫的
 語法書。意思是説，想把語法體系
 裏各種現象忠實的記録下來。這個主張的好處是態度老實，看見了就是看見了，懂了就是懂了，没看見没懂就是没看見没懂。可是也有短處。第一，材料是平擺着的，只要是一種現象，哪怕是一萬句話裏才碰得上一回的，也得給他個地位，弄得瑣碎得要命。第二，記録忠實容易作，可是在記録以先，觀察的時候還是可以戴有色眼鏡觀察，那麽那忠實倆字就得打點兒折扣了。又受過足够的訓練，有獨立觀察能力，可又没受過任何别的現存系統的影響，一點兒成見也没有的語法學家可是不怎麽容易遇上。第三，光能回答讀者“什麽樣子？”這個問題，不能回答“爲什麽”？要想連“爲什麽”都回答得上來，就該再加上一道説明的工夫。説明用什麽法子呢？或者把古一點兒的話裏的類似的現象引來，往往可以説明現代話裏爲什麽用這個説法。比方北京話裏用詞尾“子”表示“小”或者從别的詞造名詞，或者用他跟不加“子”的詞分開，這是通行的。可是爲什麽作飯的人叫“厨子”呢？這得把古漢語的“樵子”、“舟子”，跟“子也者，男子之美稱也”引來才好説明。除此以外把同族的語言或者方言，有文化交流關係的外族語言引來比，也往往可以説明。同族方言的例，上頭咱講過了。外族的例呢？咱可以泰系的話説明廣州話的“你行先（先走）”、“重要的乜野添呢（還添點什麽）？”不過平常説起“比較”來，總是指着同語族的話説的。把這兩種法子合起來，就是語言學家常説的歷史比較法
 。要是寫語法書，能用歷史比較法
 把所有的不好懂的現象都説明了，那真太好了。可惜這得等歷史語法學
 跟比較語法學
 很發達以後才談得到。咱們這部書還作不到這一步。那麽咱用什麽法子呢？咱用描寫的法子，可是稍微剪裁一下兒，把太瑣碎的現象省下去。該説明並且能説明的地方，咱也用歷史的方法或者比較的方法説明。因爲著者的學力有限，這種材料自然不能説完備，分量當然也不多。在這兩樣兒裏頭，比較的材料又比歷史的材料充足點兒，這是因爲咱希望這部書能幫助人學北京話的緣故。

六

引論寫完了。要是著者能够達意達得好的話，讀者應該看出來了，咱這現代漢語語法是講現在漢民族的國語區的代表方言——北京口語——的語法的，除了叙述以外，還加上用從古漢語跟其餘四個大方言區引來的材料説明。這是咱這部書的性質。



第二章　聲音

一

所有説話用的聲音都用肺裏呼出來的氣作生材料。這股兒氣從氣管裏上來，從嗓子眼兒穿上來經過嘴或者鼻子到外頭去。他在半路兒上常碰上各種限制或者阻礙，所以得出好些種聲音來。氣從聲帶當間兒穿過去的時候，聲帶要是併緊了，氣望外擠，聲帶就顫起來（拿手放到“頦拉嗉”〔喉結〕上或者□腦門兒上可以摸得出來）了，這種聲音就叫濁音
 ，像“阿”a、“日”r、厦門話“無”的前一半b。氣出去的時候要是聲帶鬆鬆的分開，氣望外走，聲帶不阻礙他，也不顫動，這種聲音就叫清音
 ，像“夫”的前一半f、“鋪”的前一半p。要是氣出去的時候是從鼻子出去的呐，就叫鼻音
 ，像北京話的“我們”m、廣州上海話的“五”ŋ。發這種音的時候，從嘴到鼻子去的道開着，嘴裏的道可是閉着。發别的音（鼻音以外的）的時候，小舌望上一貼就把這道給關上了。要是嘴跟鼻子兩下裏都能出氣，那種聲音就叫鼻化音
 ，像厦門話的“饀”ã。

二

氣從肺裏出來並不像噴漆或者電焊那樣，一氣噴出來，力量匀。他出來的時候倒像機器脚踏車的管子噴氣的樣子，是一小節兒一小節兒的噴出來的。上一小節兒跟下一小節兒當間兒倒並不一定不連着，可是力量有起有落，並不匀。每一個小節兒，就叫一個音綴
 ；寫到紙上，就是一個方塊兒字。像“你多咱來的？”這句話裏就有五個音綴，寫到紙上自然也是五個字。在一個音綴裏頭，平常總是一上來力量大，越望後力量越小，因爲肺裏存的氣少了點兒了，肌肉也鬆了點兒了。

三

1．要是把一大串音綴拿來，觀察觀察他們的力量大小的話，咱就可以發現，這些音綴上帶的力量也不是都一邊兒大的。五個大方言區裏，國語區裏這個現象特别顯眼。拿北京話舉例，在“看不見”這三個音綴裏頭，力量最大的是“見”，咱管它叫重音綴
 。其次是“看”，咱管它叫普通音綴
 或者中音綴
 。最末了兒是“不”，咱管它叫輕音綴
 。這種分别，没受過訓練的人倒並不是觀察不出來，可是他往往把它跟調子的高低混到一塊兒。調子跟力量的重輕原不是没一點兒牽連，比方所有的輕音綴
 ，就都没有顯著的調子
 。可是這兩件事究竟不可以混起來。最好的辦法是用耳語（打喳喳兒）的聲音説話，再觀察力量，那陣兒可以清清楚楚的聽出來，重音
 響得多，輕音
 不響。其餘四個大方言區的方言，輕重音都不顯眼。可是這不等於説，在這些方言裏，所有的音綴全都是重音。差不多每種方言都有幾個虚字兒或者别的詞，因爲用得次數太多，就不帶重音了。比方厦門話原是没什麽輕重音的，可是在“紅e”、“無去”、“與伊”這些話裏的“e”（＝的）、“去”、“伊”就都是輕音綴。廣州話客家話的“嘅”、上海話的“格”都跟厦門話的“e”、北京話的“的”用法一樣，平常也不帶重音。像厦門的“紅e”這兩個音綴的重輕音格式就跟北京話的“紅的”大致相當。不過北京話在“葡萄”、“饅頭”、“韭菜”、“豆腐”這些詞裏也用這種格式，厦門人可是用兩個重音。現在只要他用“紅e”的格式説“饅頭”就改過來了。這個話在粤客吴三系話上頭也照樣適用。

2．北京話的重音格式
 一共有四種最基本的。第一種是重輕
 ，像上頭舉的那些例。第二種是中重
 ，像“旯旮兒”。第三種是中輕重
 ，像“薩其瑪”（這個詞是從蒙古話裏借來的）。第四種是中輕中重
 ，像“稀里胡都”。頭兩種是給雙音綴的詞用的，三一種是給三音綴的詞用的，四一種是給四音綴的詞跟成語用的。底下咱列一個簡單的譜：

重輕類：房子、坐着；張家、甘肅；哥哥；朋友；買賣；廢物；看看；得罪。

中重類：旯旮兒；天天，人人兒；長短兒，輕重；茶葉；當院兒；小李兒；搗亂。

中輕重類：薩其瑪；胳連瓣兒；冷孤丁；搬不倒兒；黑忽忽；磨洋工；看不見；天津衛。

中輕中重類：胡胡都都；胡里胡都；稀里胡都；黑不溜秋；走不出去；狗仗人勢；阿彌陀佛。

别的格式都是由這幾個格式加上點兒别的造出來的，比方“伙計”重輕，“伙計們”重輕加輕。

3．在用對比的口氣説話的時候，那兩個對比的音綴帶的重音比平常的重音還重，叫特重音
 ，像“我
 都不生氣，你
 幹嘛生這麽大氣呀？”、“敢情你不冷，我穿的是夾
 大衣。你穿的是皮
 大衣！”裏頭的“我”“你”“夾”“皮”都是特重音。客粤閩吴四種方言裏也有這個現象。這現象可以説在漢語裏自然就有的（别的話也一樣，不過跟咱没關係），不學就會。

4．凡是新從古漢語、别的方言、外國語裏吸收來的字眼兒，别管本身的結構是什麽，一概全用重音，像“歡欣”、“皮弁”、“醫無閭之珣玗璂”；“颱風”、“鳳梨”；“列寧格勒”、“羅曼諾夫斯基”等這些詞在口裏流行些日子以後，老百姓接受了，就給它加上固定的重音格式，這些字眼兒才真正算是北京話的一部分了，像“封建”（重輕）、“西江月”（中輕重）；“（金）戛子”（上海話“戒指”，重輕）、“蠔油”（廣州話，中重）；“瞎摸海”（海州話，中輕重）、“塌絲蜜”（回族的話，中輕重）、“薩其瑪”（蒙古話，中輕重）、“甲克”（英語，重輕）、“薩辣子”（德語，中重輕）。

5．記輕重音的法子是：重音綴在前頭加一個竪道兒，中音輕音什麽都不加。因爲中音有顯著的調子，輕音没有，所以也亂不了。寫出來就像底下這個樣子：

“看不見”kàn bu 'ziàn。

四

1．頭一節裏咱説過，發濁音
 的時候聲帶顫動
 。這話不够詳細的。原來聲帶這種東西跟胡琴兒的絃一樣（從肺裏出來的氣也多多少少的有點像胡琴兒弓子），不光能顫，並且還能鬆能緊。要是鬆呢，發出來的聲音就調門兒低
 ，要是緊呢，調門兒就高
 。聽高低的本事不用訓練。隨便找個什麽人來，把“東方紅”唱給他聽，他準能聽出來“他爲人民謀幸福”這句裏“他”比“爲”高、“爲”比“人”高、“人”比“民”高。可是只有學過發音學的人或者音樂家才注意聲帶的肌肉也越來越鬆。

2．唱歌的時候聲音一陣高一陣低，人人都知道。可是説話的聲音也不是平的。日本人講究把話説得越平越好，這是一種社會風氣，事實上也没人作得到絶對的平。一個人高興或者生氣的時候，就容易把聲音提高了，累的時候，聲音就容易低。就是心境没什麽變化的時候，一句的頭兒上聲音容易高點兒，後尾兒上容易低。

3．（1）可是一個音綴裏（北京人平常説話，一個音綴大概佔1/4秒到1/2秒的時間）的調子
 也不全是平的。有時候先低後高，咱叫升調
 ，像北京“人”、客家“天”、廣州“馬”、厦門“糖”、上海“樹”。有時候先高後低，咱叫降調
 ，像北京客家“去”、廣州“文”（一文銀）、厦門“馬”。還有先高再低隨後又高起來的降升調
 ，像北京“馬”。也有升降調
 。

（2）拿好些音綴放到一塊兒比，有些音綴的調門兒比别的音綴高。别管什麽人説，也别管心境怎麽樣，有些個音綴老是比别的音綴高。這種高低，非得比看不出來的叫相對的高低
 。比方廣州話“因”、“印”、“人”三個音綴都念ian。可是别管誰説，也别管心境怎麽樣，只要在同一段兒話裏，“因”老比“印”高，“印”也老比“人”高。這三個都是平調，咱就按它們的相對的高低給它們起名字叫高平調
 、中平調
 、低平調
 。照這個樣子推，自然也有高升
 、低降
 、低升
 、中升降
 各種可能的調子。

（3）把一個音綴的相對高低跟升或是降或者是平的形式規定出來，就叫調值
 。漢語的習慣是，要是兩個音綴的聲音完全一樣可是調值不一樣的話，他們的意思也不一樣。這一來，調
 這個東西在漢語裏的意義就比在歐洲的語言（瑞典不算）裏重大多了。這是亞洲大部分語言的特性，國内的彝、苗……族，國外的泰、越南的話裏都有這種情形；藏族的話在一千年以前本没這種情形，現在也有了。

4．（1）北京話的重音中音一共有四種調子。頭一種是高平調
 （其實是先平後降，不過那麽講太瑣碎了），像“衣”，大致等於廣州話的“衣”，客家話“意義”裏的“意”（也就是説，不是單念的“意”，底下都是這麽講），厦門話“椅仔（a）”的“椅”。第二種是高升調
 ，像“姨”。第三種是降升調
 ，像“椅”，大致等於廣州的“椅”，厦門的“姨”。第四種是高降調
 ，像“意”，大致等於客家的“意”，廣州“呢個”的“呢”的後一半兒，厦門的“椅”。輕音綴的調子没固定的形式。只有相對的高低。要是前頭的音綴是升降調的話，它就高。要是前頭的音綴是别的，它就低。

（2）一個音綴的調子，常因爲受後頭的音綴影響，變個樣子。這種情形叫變調
 。“變調”現象，各方言區都有，最厲害的是閩語。厦門話裏每一個音綴都有兩種調值，要是後頭有一個語法有關係的重音綴的話用一種調子，不然的話用另外一種，比方單説“頂”像北京話“定”，可是“頂頭”像北京話“丁討”。國語區裏的方言也不簡單，比方天津話單説“姓”本跟北京差不多，可是“姓麽？”像北京“醒駡”。這前頭要再有個“他”，就又根據變出來的“醒”再變，所以“他姓麽”像北京話“塔醒駡”。北京話算是較比簡單的，該注意的只有一條：降升調後頭要是加上别的調子的重音綴跟一般的輕音綴，就把後尾兒半截丢了，變成一個低降調
 ，像“好天”、“好人”、“好事”、“好的”裏頭的“好”。要是後頭加上另外一個降升調的重音綴的話，它就變成高升調
 ，像“好馬”＝“豪馬”。要是有一串降升調的話，就像底下這句的樣子：“我給你兩碗老酒，你給我找點兒好米。”這裏頭變調的是“給”“老”“給”“找”“好”。降升調後頭要是加上一個本來是降升調的輕音綴怎麽樣呢？本來是用低降調的，像“老子”（父親，不是書名、人名）、“手裏”。可是除了在“子”前頭以外，也可以用高升調。這多少帶點兒知識分子氣。這種變調是有規律的，所以也不必改符號或者加符號。

（3）要學北京話的調子可以仿效北京小學生拿着調兒念書的念法，像：

[image: ]


5．過去的書裏常提到四聲
 這個詞兒。它本是指着調子説的。北京話的高平
 、高升
 、降升
 、高降
 四種調子，用舊名詞兒叫就是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記調子的方法是在元音上加符號，上頭那四種調子的符子就是â、á、ǎ、à。這麽記可以把繞口令的各部分都分得很清楚，像má mâ ma mà má mǎ就是“麻媽媽駡麻馬”。

五

1．氣從肺裏出來，從聲帶當間兒過，把它擠得顫動起來，然後再從嘴裏出去，没受什麽阻礙，也没在什麽别的地方磨擦出新聲音來，這種聲音叫元音
 。元音有好些個，聽起都不一樣。這是因爲嘴的空膛兒的樣子不一樣。拿樂器比，笛子跟喇叭的聲音也不一樣。這空膛兒的樣子怎麽作成的呢？全看舌頭望前
 伸，還是望後
 縮，望高
 下裏抬，還是在低
 處呆着，嘴唇圓
 起來還是開着。給元音作説明的時候，就用上頭括弧裏那幾個字。北京話裏用的元音不多，咱把它們排到底下：

a）i，像“衣”[image: ]
 、“夜”iè、“雅”iǎ。

b）u，像“烏”û、“我”[image: ]
 、“洼”uâ。

c）y，像“雨”[image: ]
 、“月”yè、“雲”ýn。

d）a，像“阿”â、“哀”âi、“□”âu。

e）ə，像“鵝”[image: ]
 、“我”[image: ]
 、“歐”[image: ]
 。

f）e，像“呃”é、“喂”uèi、“恩”ên、“夜”iè。

g）i，像“子”[image: ]
 、“雌”[image: ]
 、“絲”[image: ]
 。

爲省符號，也爲印刷方便，咱在這部書裏把f g兩項合起來，都寫e，所以底下遇上“子”“雌”“絲”寫zě、cé、sê。咱把c項的“y”寫成iu。所以底下遇上“雨”、“月”、“雲”寫iǔ、iuè、iún。這還不純粹爲省符號；北京話的y後頭一有别的音就容易分裂成iu，像“元”iuán，“雍”iûŋ。

2．這些聲音學起來都不難。只有客家人跟厦門方言區（也叫閩南）的人該練練iu。練的法子是先照鏡子説u，看那嘴唇是什麽樣子。熟了以後想法子用這種嘴唇的形式説i。這個元音是個前高圓唇元音
 。廣州人説ze、ce、se有困難，可是那關鍵在輔音z c s上，看底下。

六

1．氣從肺裏出來，從聲帶當間兒過，或者把聲帶擠顫動了，或者没有，然後再在嘴裏遇上阻礙，或者先堵住了道，氣再衝出去，或是把氣逼得從鼻子裏出去，或是留一條小窄縫兒讓氣擠出去並且摩擦出響聲兒來，或是堵住當間兒讓氣從兩邊兒出去——這種聲音都叫輔音
 。上頭説的那四種就叫塞音
 、鼻音
 、擦音
 、邊音
 。遇上阻礙的地方也有好些處。這麽一來可以發出來的輔音也挺多，可是北京話裏用不了多少。咱現在按遇上阻礙的地方把它們排到底下：

a）上下嘴唇　b玻、p坡、m摸

b）上牙下嘴唇　f佛

c）舌尖上牙背　d得、t忒、n哪、l樂、z滋、c雌、s絲

d）舌尖上牙膛前頭　z°知、c°吃、s°詩、r日

e）舌尖後頭上牙根　z'基、c'欺、s'希

f）舌根上牙膛後頭　g哥、k磕、ŋ上海“五”、x喝

2．爲節省符號，咱把e項跟c項後三個合起來，都寫z、c、s。所以底下遇上“基”、“欺”、“希”就寫[image: ]
 。人一看見i就知道z c s這回代表的是舌尖後頭跟上牙根子那兒的音。有一種北京話，在i前頭也用舌尖跟上牙背發的z、c、s。可是只在藝人（唱大鼓的藝人最多）跟女學生裏頭流行過一陣子，没能變成全市的風氣。客家人常用舌尖上牙背的音説北京的“基”、“欺”、“希”，正跟這種風氣相合。這麽説並不妨礙傳達意義。除此以外，咱把d項的z°、c°、s°寫成zr、cr、sr。所以底下遇上“知”、“吃”、“詩”就寫成[image: ]
 。

3.（1）這裏頭的輔音都不難。客家廣州人該注意c、d、e三組。練的時候先練擦音。説s的時候應該記住舌尖得頂住上牙的背後。要是再拿不準，就索性把舌尖伸到上下牙當間兒去一點兒，拿牙咬着舌尖兒。這麽得出來的聲音是最地道的北京音，可是給人一種土話
 的印象，因爲在知識分子圈兒裏不用。要是練牙背音没困難，就不必學這個。説si的時候應該記住一定得用舌尖頂住下牙的背後，不許它碰上牙，然後再把舌尖半寸以後那部分舌頭平着望上貼。説sr的時候，應該把整個舌頭望回縮，舌尖望上望裏捲起來，再望上牙膛上貼。這組音客粤閩吴四區裏都没有，可是學起來倒並不困難。好些個説不好這組音的人都並不是不會發音，他們是不記得該在哪兒使。

（2）厦門人應該特别注意l。厦門話的“老”lau、“來”lai乍一聽上去跟北京話差不多。可是厦門的l一上來是邊音，頂到快念完的時候變成塞音，北京話没這個習慣。

七

ŋ後頭要是一加r，它本身就丢了，前頭的元音變成鼻化的，像“腔”ciaŋ，“腔兒”ciãr，“燈”dəŋ，“燈兒”[image: ]
 ，“蟲”cruŋ，“蟲兒”crũr。爲印刷方便，咱不用“~”這個符號，還直接寫ciaŋr，dəŋr，cruŋr。

八

咱把“滋”算ze，後頭有一個元音，可是“知”zr後頭没元音，看起來挺矛盾。其實這是照北京話的精神處理的，因爲北京話拿ze當有元音的音綴，拿zr當r輔音收尾的音綴，請看感嘆詞“a”那一條。

九

符　號　表




	重音號：
	'a



	調號：
	â，á，ǎ，à



	元音：
	i，u，a，ə，e



	輔音：
	b，p，m，f



	 
	d，t，n，l，z，c，s



	 
	zr，cr，sr，r



	 
	g，k，ŋ，x






用這些符號跟注音符號對照，就是底下的表

[image: ]




第三章　語法的材料跟部門

一

1．研究語法，自然是拿説話作材料。這材料怎麽搜集呢？這有兩條路。一條是把平常自己説的話跟聽見别人説的話記録下來。另外那一條是上文學作品
 裏採集去。要是講口語
 ，前一條較比好，因爲用方塊字寫下來的文學作品老跟嘴裏説的話有個距離。咱們這部書裏的材料是用前一種法子搜集來的佔多一半兒。因爲兩個著者平常都説北京話，所以搜集起來較比容易。我們敢衝讀者保證兩點：第一，我們引的句子都是真正在嘴裏説的，並不是爲牽就某一種理論生造出來或者修改過的句子。我們的理論也是從這些材料上歸納出來的。我們的理論也許有錯誤，别人可以批評，修改，可是我們的材料是真實的。誰要能用别的理論把這些材料解釋得更透徹，我們就不能不承認這個説法比我們的好。第二，我們引的例子我們都完全懂得他的意義，並且知道上頭還帶着什麽感情，因爲我們一天到晚就説這些東西。這乍一看好像是廢話，可是不了解口語，光仗着由打文學作品裏引例子的人就免不了犯一種毛病，就是講了半天，並不是作者的意思，無的放矢。比方有人把《紅樓夢》的“相看個媳婦兒”的“相”了解成“互相”的“相”，把“相”解成“看”的修飾語，大講什麽交互的動作；其實這個“相”是十足的動詞，可以説跟“相面”的“相”是一回事（聲音倒不完全一樣）。他講了半天，算白講了。

2．把材料搜集來以後，就該觀察了。觀察些什麽呢？比方材料裏有一處把“關門”説成guâm'mén，這頭一個音綴跟别處的説法都不一樣（别處説guân）。這種不一樣的地方語法管得着管不着呢？這本是一種機械
 的聲音變化（同化現象
 ），雖然有資格進咱的第二章，可是實在是發音學裏的問題，還不是語法現象。因爲聲音變倒是變了，可是並没表示
 什麽。偏巧咱的書篇幅又有限，所以連第二章也擠不進去了。再比方材料裏有一處用了一個詞兒[image: ]
 ，寫到紙上該是“梭子”。可是一看上下文，敢情他指的不是織布機子上的東西，指的是輕機槍上的子彈夾子。這種地方語法管得着管不着呢？也管不着！這是一個實體詞的意義擴大的例子，是詞彙學裏的問題，該歸編字典辭典的學者們處理去的。那麽語法該管的倒是什麽呢？底下咱一樣兒一樣兒的説。

二

語法頭一樣兒管詞的聲音起變化，可是得“表示
 ”點兒什麽的變化。用專門名詞來説，就叫形態學
 。這種變化也有好些個樣子，底下請讀者跟着我們一條一條的看。

1．會説北京話的人都知道“姐姐”、“奶奶”、“姥姥”怎麽講。翻成文一點兒的話，就是“姊”、“祖母”、“外祖母”。也知道他們的聲音是'ziězie、'nǎinei、'lǎulau。這是正常的念法。可是有時候可以聽見另外一種發音：ziě'ziê、nǎi'nêi、lǎu'lâu。這種變化並不是什麽都不表示，所以不算發音學的問題。這三個詞意思都没變，所以也不算詞彙學的問題。那麽他們到了兒表示什麽呢？稍微注意北京話的人都知道前三個是背地稱呼某某人用的，比方“我有三個姐姐'ziězie，大姐姐'ziězie長的像我奶奶'nǎinei，二姐像我姥姥'lǎulau，就是三姐像我媽”。可是當面叫的時候用後三個。這兩種説法合着用的例像“姐姐ziě'ziê！大嫂子的姐姐'ziězie來了”，用語法學的專門名詞説，這是一種格
 的變化。背地稱呼用主格
 或者普通格
 ，當面叫用呼格
 。印歐系的話裏有得是這種變化。比方拉丁文的“神”叫deus，可是叫他也的時候説dea，＝“老天爺！”咱們可以把漢語的例的規律用一句話説出來：雙音綴的名詞用把重音挪到第二個音綴上去的辦法造成呼格
 。要是這個現象在名詞裏普遍的流行，或者别看眼下不普遍，可是一天一天地加多，咱的語法書裏就得寫進去（上頭舉的那三個例没這個資格，所以咱也不收，因爲太零星了，實際上只有重疊降升調語根造成的雙音綴名詞而且表示親屬名稱的才守這條規律，咱這短短的小書裝不下這些東西）。這是形態變化裏頭的一種：重音的變化。

2．漢語裏還有一個現象，就是把一個詞連着説兩遍，並且把其中一遍的聲音給改了。比方單説“看”，聲音是kàn，意思自然是拿眼睛看。可是還有一個重疊的説法是kànken。這後一個音綴不光把重音跟調形丢了，並且連元音都變了。這種情形並不等於乾脆連着把一個詞説兩遍。語言學家管這種手段叫重疊
 。在這兒他表示什麽呢？表示“看一下兒”、“試試”的意思。“看”是原來的意思，“一下兒”、“試試”是重疊這個手段表示出來的。凡是勸人作事，總是先勸他作一下兒試試，所以命令句裏常用，像“你先别急，先坐坐，等等，等他回來，聽聽他説什麽”。要是單就這個例説，咱就可以説動詞的命令式用重疊法造
 。除了北京話以外，各大方言區都有重疊式
 。最不發達的是客系。粤系裏有，而且也變聲音，比方廣州話“行”念haŋ，低平調，可是“行行”裏頭一個音綴用高升調。厦門話最發達，像“紅”aŋ可以重疊成“紅紅紅”。上海話也發達，一般動詞都能重疊，重疊以後還可以加詞尾，所以有“看看看”這種説法。印歐語系古一點兒的語言裏也有這種情形，比方梵文“給”的動詞根是dā，“他現在真給”是dadāti；希臘文pempo“我送”的完成式是pepompha“我送了”，都不是把原詞乾脆説兩遍。重疊算是一種很重要的形態變化。

三

語法第二樣管造新詞
 。造新詞用什麽法子呢？也可以利用聲音的變化，可是這次變化表示的不是加上
 一點兒什麽意思，是表示又造出一個新詞來。除了利用聲音變化
 以外，還可以加東西
 ，底下咱一條一條的看。語法學家管這種事兒叫構詞法
 。

1．漢語的單音綴詞個個兒都有固定的調子。可是用來用去，他常在某些種上下文兒裏出現，産生了一種新意思，離原來的意思稍微遠點兒了，老百姓就想把他的説法變變，好跟原來的詞分開。有一個法子就是變調子
 。比方“瓦”原來念uǎ，這是從古來就有的，他代表房子上的瓦。别管是“琉璃瓦”、“硯瓦”、“瓦隴子”，還是形容帽子的話“四塊瓦兒”裏頭的“瓦”，意思都没變。可是在泥瓦匠的話裏他産生了一個新用法：“房頂子都好了，就欠把瓦瓦上了。”這後頭的“瓦”，意思等於“擺”，變成動詞，這就跟原來的uǎ不一樣了，於是人就把他的調子變變，念uà。這種事情，語言學管他叫孳乳
 ，就是説，從一個舊詞生出一個新詞來。再比方“凉”liáŋ這個形容詞本來代表“不熱、不燙”的意思。可是另外有一個用法是“把他放到那兒，讓他慢慢兒變成不燙的”意思，像“茶太燙，先凉一會兒再喝”裏頭的“凉”。這是個使動詞
 。爲跟原來的詞分開，就把他的調子變成高降：liàŋ。這種變化在現代漢語裏只是個剩下的殘餘。各方言裏都有幾個。像廣州話説“講話”的“話”這個名詞的聲音是uá，用高升調，可是“我話你聽”裏的“話”這個動詞的調子可是中平
 。不過各方言裏這種現象都是極零散的。上頭咱舉那兩個例好像挺有規律是的：凡是新造成的動詞都用高降調——去聲
 。可是這是偶然的現象。在“鋪pû上毯子，放上褥子、枕頭、被，鋪pù就算搭好了”這句話裏，動詞用陰平聲
 高平調，名詞倒用去聲
 。在“你把斧子磨[image: ]
 好了，就幫着我磨[image: ]
 豆腐漿來”這句裏兩個都是動詞，一個用陽平聲
 ，一個用去聲
 。這些都没規律可尋。可是一翻古漢語的書，就知道這是一個大量造新詞的手段，一切新意思，需要分出一個詞來的，都用去聲來幫忙。唐朝的陸德明作了一部《經典釋文》，他的《序録》裏説：“夫質有精麤，謂之好[image: ]
 ；心有愛憎，稱爲好[image: ]
 。當體即云名[image: ]
 ，論情則曰毁[image: ]
 。及夫自[image: ]
 敗[image: ]
 之殊，自[image: ]
 壞[image: ]
 之異：此等或近代始分，或古已爲别，相仍積習，有自來矣。”這就是説，利用變調子、變起頭音、變收尾音的法子表示
 新造的動詞或者使動詞的手段，在第一個過渡期跟中古期的漢語裏是條極流行的語法規律。一直傳到今天，各地方言還給保留了好些破音字
 的痕跡，像北京話的“看守kân看見kàn之殊，枕着zrèn枕頭zrěn之異”就從唐朝以上就有了。上頭咱舉的“瓦”、“凉”、“鋪”是新造的，可是比起陸德明的時代來差得太多了。所以最好算中古語法的殘餘，不算現代漢語裏的東西。

2．還有一種造新詞的辦法是變收尾音
 ，這是國語區裏獨有的，别的大方言區没有。比比底下這兩套例：




	片piàn
	片兒piàr



	乾gân
	乾兒gâr



	尖ziân
	尖兒ziâr



	眼iǎn
	眼兒iǎr



	白麪báimiàn
	白麪兒báimiàr



	小人siǎurén
	小人兒siǎurér






右邊兒這組都是新分化出來的名詞，也許變了詞類了，也許没變，可是意思全變了。這又是一種造新詞的手段。在印歐語言裏，跟“兒”一樣的東西叫“愛稱”或者“細小格”的詞尾，比方俄語“帽子”叫шляпa
 ，“小帽兒”叫шляпкa
 ，“書”叫книгa
 ，“小書兒”叫книжкa
 。國語區以外的四個大方言區裏都有細小格，可是他們都是加上
 整個兒音綴
 ，請看下一節。

3．還有一種造新詞的法子是加詞尾
 。有些個語法書把上一節“由乾造出乾兒來”的事也叫加詞尾
 。這是讓方塊字弄迷糊了。單看方塊字，乾＋兒＝乾兒，自然可以説加上個“兒詞尾”。要是一問嘴裏的聲音，那麽gân＋er＝gâr，還有一説，我們造這類詞的時候並不是心裏想着“現在我拿個‘乾’來，加上個‘兒’，讓他們合成‘乾兒’”。我們造這類詞的經過可以用個數學公式表示出來：

黑xêi：黑兒xêr＝乾gân：？

？＝乾兒gâr

我們並没加什麽，也没減什麽，我們直接把原來的音换一個。這一節裏講的可不一樣，這是直接望上加東西。加的東西不只一種，這一節裏先講詞尾。什麽叫個詞尾呢？第一，他老放在一個詞的後尾兒上，决不能在一個句子的頭兒上出現。這用不着説明。第二，他不能獨立
 傳達意義。這句話也得放到嘴裏説的聲音上講去。要光看紙上寫的東西，那就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來，就是漢語没詞尾，因爲没一個不能講的方塊字。漢民族的語文教育有一個特點，就是讓學生能給語言裏向來不獨立的音綴找出講法兒來，很像梵文的人認語根。所以知識分子最難承認語言裏有“不能獨立”的音綴，他只承認有“目前已經暫時不獨立或者還没獨立”的音綴。咱們社會上流行的文章裏拼命吸收文言成分，更給這種看法助勁兒。可是要擱到口語裏，這些麻煩都没有。比方兩個著者的朋友就很有不少人不贊成把“上”算動詞詞尾，理由是“上怎麽不能獨立，怎麽不能講呢？”其實是他們説的是sràŋ，這個我們也没説他不能獨立。可是我們講的是sraŋ，他又没重音，又没調形，有時候説成srəŋ，連元音都變了。這東西可實在不能獨立。第三，這東西也代表一點兒什麽，可是不像那個跟他同語根的十足的詞的意義那麽明確。比方“裝上
 一車皮木頭”、“帶上
 幾個錢”、“倆人吵上
 了”、“着上
 皮膚病了”、“説上
 話了”裏頭的“上”意思非常抽象，非常空洞，絶對跟“上樓”、“上山”的“上”不一樣。“上樓”、“上山”的反面兒是“下樓”、“下山”；就連抽象點兒的“上班”、“上課”的反面兒也是“下班”、“下課”。可“裝上”的反面並不是“裝下”，“帶上”的反面也不是“帶下”，“吵上”、“着上”、“説上”的反面更不是“吵下”、“着下”、“説下”。這一來就把詞尾跟多音綴詞的後半截兒分清楚了。比方“拆洗”的“洗”si，也没重音，也没調形，可是他跟同語根的“洗”[image: ]
 講法完全一樣。所以“拆洗”不是“拆”加上詞尾“洗”，是一個古漢語裏留下來的複合詞，因爲年頭兒多，把後頭的重音磨掉了。再比方“豆腐”的“腐”，fu也没重音調形，可是他本身一點兒意思也没有，就連他同語根的“腐”fǔ現在也死了，所以也不是詞尾。第四，一個本地人能利用他跟别的詞合成從來没人用過的詞。比方解放以前北京話裏壓根兒没這麽個“搞”，自然更没有那麽個“搞上”，可是現在有了。從前壓根兒没這麽個“垮”，自然更没那麽個“垮下去”，可是現在也有了。由這兒可以看出來，“上”、“下去”是能“孳乳
 ”新詞的詞尾。别的大方言區，輕重音的現象不顯著，所以判斷他用的哪幾個音綴是詞尾就費事費得多。可是也不是没有。比方客家話説“火烏忒
 咧”、“賣忒
 咧”的“忒”，廣州話的“正在睇緊
 ”、“佢今日搬緊
 屋”的“緊”就都是動詞尾。底下咱講詞尾的地方挺多，現在不細説了。

4．加到後頭的叫詞尾，加到前頭叫什麽呢？當然叫詞頭
 。北京話的詞頭很少，只有“老”、“小”什麽的。就這幾個還有人不承認，説“老王”、“老張”究竟不能叫十歲以下的人，還有“老頭兒”的意思。咱暫且不必辯論人活到多少歲才算“老”，因爲那意見很難一致。咱光指出一件事來就够了：同鄉叫“老鄉”，秃子叫“老美”，外處來的商人叫“老客兒”都是北京話，哪兒有“老”的意思？别的方言都有“阿”，吴語裏更多，連“阿貓阿狗”都有。古漢語裏詞頭更多。《詩經》説“無念爾祖”是説“想着你祖宗”，《禮記》説“不在此位也”是説“站這兒來吧！”劍囊叫“夫襓”，龜子叫“不若”，“無”“夫”“不”都是詞頭，不過咱不怎麽明白他們的用法就是了。

5．加到前頭叫詞頭，加到後頭叫詞尾，加到當間兒呢？新近有人用詞嵌
 這個詞，倒也不錯。北京話説“聽見”是'tiŋzin，“見”不獨立。不能聽見的説法是“聽不見”，“不”是插進去
 的。河北山東方言裏還有“知不道”。這種情形古漢語跟别的大方言區裏没有。印歐系裏的語言裏很多，比方俄語“臉”是лицо
 ，“小臉蛋兒”是личикo，ик
 是插進去的。

6．還有一種造新詞的法子是用兩個現成的詞合成一個，並且光給他們一個重音。比方，用“電”diàn的力量説“話”xuà，就是“電話”diànxuà。“眼”iǎn上帶的“鏡兒”[image: ]
 叫“眼鏡兒”[image: ]
 。這麽造出來的詞叫複合詞
 。這些事兒誰都知道，用不着細説。咱這兒就交代一檔子事：有人判斷幾個音綴是一個詞不是靠着“意義
 ”判斷的。要是只有一個
 “意義
 ”，就是一個詞
 ，要是有兩個“意義
 ”，就不是。這個法子可不好。因爲某幾個音綴裏倒是有幾個“意義
 ”，往往是可以辯論一萬年的題目。比方“鷄蛋黄兒”包括四個方塊字，三個音綴。有幾個意義
 呢？説東西只有一個，可以説有一個意義嘍！不過那就得承認説話的人想不到“鷄”、“蛋”、“鷄蛋”、“黄”這些“意義”，這明明不是真事。這辯論就永遠就完不了了。咱的方法最乾脆：先問聲音是什麽。是[image: ]
 。只有一個重音。好！那就是説，老百姓用一股兒勁説他，也就是説，拿他當一個單位，那麽咱的結論也可以説“這是一個詞”。要是各部分本是獨立的詞，那他就是複合詞。

四

語法第三樣兒管虚詞
 的用法。虚詞是什麽，下一章咱還細説，現在光説一句：“是些個在句子裏起作用可不代表意義的獨立單位。”漢語語法學學者拿手的本事是講這個東西。就連這名字也是漢語學者起的。清朝有個學者叫王引之，寫了一本《經傳釋詞》，把古漢語的虚詞講的很好。直到現在還有人學他。這種工夫當然不能説就是全部語法學，可是是漢語學家成績最好的那部分。這是民族形式的語法學
 。爲什麽古代的學者這麽注意這一部分呢？這自然有好些理由。可是有一個理由就是漢語的虚詞特别的發達，而且在句子裏起的作用非常大。常常有一個句子，换一個虚字，整句的意思全變了。比方“你們老師來啦！”跟“你們老師來嗎？”真是差一天一地了。各大方言區裏這東西都發達。

五

1．語法第四樣兒是管把許多詞安排成句子的辦法。這裏頭又分成兩項。第一，句子裏頭的詞跟詞都發生什麽關係，哪一部分排到前頭哪一部分排到後頭。比方“不大好”這三個音綴裏有幾部分？哪兩個音綴關係緊點兒？這關係是什麽關係？“大不好”裏頭也用這三個音綴，意思有什麽分别？這一次變動，又有一種什麽新關係没有？“不好”跟“看書”，都是雙音綴的單位，裏頭的關係一樣嗎？要是我懷疑，是説“嗎不大好？”還是説“不嗎大好？”還是“不大好嗎？”這些都是問得着的。各大方言區在這方面大體差不多，可是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比方廣州話“我畀睇吓”跟北京話“給我看看”的次序，關係全不一樣。

2．第二項，可以造出來的句子多得没數兒，可是那些句子的格式
 總少得多。“我打你”跟“你打我”意思差多了，可是句子的格式正好一樣。漢語的句子，最常用的格式有哪些個？怎麽分析他們？怎麽給他們歸類？這些問題都是句型論
 裏的問題，也歸到造句子的方法這項底下。各方言區常用的句型絶大多數是一致的，可是也有差别。比方廣州話“你中唔中意呢？”跟西南方言的“曉不曉得”、“漂不漂亮”那種格式北京話裏就没有。湖南方言的“講的講師，副的副教授了”更是出奇。北京話的“我這回非糟不糟”、“都十二點了，還去什麽去呀？”也都是别處没有的。

六

把上頭説過的這些材料總起來，一共有四大類：形態學
 、構詞法
 、虚字用法
 、造句法
 。流行的語法分類是形態學算一部，虚字用法造句法算一部，構詞法算一部。蘇聯的語法教材常把形態學跟構詞法合成一部。這個辦法有個好處，就是所有的講某一類詞（比方名詞）怎麽變、怎麽造的話都放到一塊兒，省得拆成兩下。咱現在也用這個法子，把形態學跟構詞學合成造詞法
 ，算第一部。虚字用法跟造句法總名字叫造句法
 ，算第二部。因爲漢語的虚字用法份量極重，就讓他自己成一個單位，叫“第二部上”，正經的造句法算“第二部下”。

七

咱們的分法，也許有人不滿意，認爲太保守了。這跟歐洲一千五百年以來流行的辦法簡直没分别。爲什麽不學歐洲的革新派Jespersen，或者跟漢語同語族的西藏的端美三菩提呢？這兩個人處理的語言，不是跟漢語接近得多嗎？回答是那流行一千五百年的辦法不可以抹殺，因爲他也是從實際裏頭歸納出來的。這也就是説，他反映客觀。毛病呢，自然不能一點没有，可是究竟還是“瑕不掩瑜”。就連紅印度話那種詞跟句子没什麽分别，用構詞法辦别造句法的那種語言裏，也不能説這兩個部門的界限就没有了。我們與其自創一種什麽“獨出心裁”的玩藝兒，還不如老老實實的好。請看斯大林怎麽指示咱們吧：“文法規定詞的變化規則及用詞造句的規則，這樣就使語言具有一種有條理的可理解的性質。文法（詞形變化法、造句法）是詞的變化規則及用詞造句的規則的綜合……文法把詞的變化和用詞造句的基本共同之點綜合起來，並用這些共同之點組成文法規則、文法定律。”



第四章　詞的分類

一

1．什麽叫一個詞呢？詞是成段兒的話裏頭能活動替换的單位
 。比方拿“我告誦你”這個句子當例子，“我”可以調到“你”的地方去，“你”也可以調過來，所以咱説“我”、“你”都是詞。可是“告誦”兩個音綴不能調换成“誦告”，單是“告”或者“誦”也不能跟“我”、“你”調换，所以“告誦”只是一個詞。再比方“合作社賣倭瓜嗎？
 ”這句子裏，“合作社”可以調换成“土産公司”、“家裏”，“賣”可以换成“收”、“醃”，“倭瓜”可以换成“韭菜”、“烟葉兒”，“嗎”可以换成“啦”、“哪”。所以咱們説“合作社”、“賣”、“倭瓜”、“嗎”都是詞。也許有人問，“倭瓜”裏的“瓜”不是個詞嗎？咱就説“瓜”代表兩個東西，一個是guâ，這是問話的人心裏想的，當然是個詞。另外那個是guə，這才是“倭瓜”[image: ]
 那後一半兒，不是詞。這兩個東西的語根，或者説歷史的來源是一個，也用一個方塊字寫，可是並不是完全相等的。也許還有人問，“合作社賣烟葉兒哪！”裏頭，“烟”跟“葉兒”不是兩個詞嗎？咱就説，在别的成段兒的話裏“烟”也可以是詞，“葉兒”也可以是詞，所以很可能是兩個，像“你種的這二畝烟怎麽不好生長葉兒啊？”可是在這段“合作社賣烟葉兒哪！”裏頭，它就是一個詞。農民跟合作社的職員决不懷疑這句話，因爲在他們的帳上只記一筆。咱也不懷疑，因爲“烟葉兒”在嘴裏説，聲音是iân'ièr，只有一個重音。咱還可以再舉個例：“合作社賣花椒xuâ'ziâu、鹽ián、秦椒[image: ]
 、油[image: ]
 ”這句話裏，在“賣”後頭的，一共有四個詞。可是“合作社賣花椒鹽兒xuâ'ziəuiár，秦椒油[image: ]
 ”這句裏頭，“賣”後頭就有倆詞，因爲只有倆重音。

2．用重音
 ，或者擴大一點兒，用音規定什麽是一個詞並不光是在北京話上有用。咱定出來的重音格式
 淮河以北的國語區方言多數可以用。西南的國語方言也用重音
 ，不過在那些方言裏，力的强弱
 不如元音的長短
 顯著。比方四川成都話跟湖南長沙話裏都用加長
 “皮”字裏的i表示“皮鞋”是一個單位，是一個詞。武昌的方言也是用長元音
 表示重音，而且最妙的是這個方言的重音格式幾乎完全跟北京音一樣，只有四音綴詞（像“胡——裏胡塗”）的重音在第一個音綴上是個區别。重音不顯著的方言也有表示詞的單位的方法。閩語最顯著。比方厦門話單説“皮”用高升調，可是在“皮鞋”裏他變成中平調。福州話單説“家”是“ka”，單説“庭”是“tiŋ”，可是連起來念“kariŋ”。這些現象説明漢語的多音綴詞有他的語音基礎
 ，在北京話跟國語區方言裏用重音
 ，而且這重音可以是力
 的成分獨立的顯著，也可以是跟元音長度結合起來。

二

把詞分成多少類是語法學家很關心很喜歡講的事。可是實在説，把詞分多少類這個題目該是字典學裏的事，因爲編字典的人應該告訴查字典的人，哪一個詞在哪一類裏。語法學家講詞的分類，爲的是有些時候整個一類詞或者一類裏的一部分都受一條語法規律支配
 。比方説動詞加上詞尾“子”可以造出名詞來
 就是一條很好的語法規律，這比説“搬、鑿、攏、夾……加上子可以造出搬子、鑿子、攏子、夾子……來”就好多了，因爲第一，“文法的特點就在於它給以詞的變化的規則，不是指全體的詞，而是指没有任何具體性的一般的詞”；第二，這種例子太多，真要不給它們歸類，偏去一個一個數去，那麽連話都没法兒説了。講語法的人講形態學，非先把詞分成類不能講，因爲一類詞有一類詞的形態變化。講到虚字的用法的時候，勢必得一條一條的講，那分類的用處就較比差點兒了，所以咱們的民族形式的語法書就成了《經傳釋詞》那種樣子。有人不明白這個道理，就説《釋詞》的内容不是語法，那就是把分類的作用誇大得太厲害了。

三

語法學家意見不一致，這是常情：一門學問裏頭要没矛盾，它也就不能再進步發展了，不是嗎？可是要説起意見差得天懸地殊來，得數詞的分類的意見。分八類九類都不算什麽了不得的差别。最大的分别還是在主張分類的人以外還有一種主張漢語的詞根本没法兒分類的人。現在咱先説明詞可以分類，然後説怎麽分法，再説咱分出來的結果。

1．爲什麽説詞可以分類呢？這可以分成理論實證
 兩方面説。先説理論
 的。詞是幹什麽的呢？是代表或者反映客觀存在的宇宙裏頭的東西跟事情跟這些東西的關係的。反映的對象能分類不能？能！好！那麽反映它們的詞也必然能分類，對不對？也許有人説，既是這麽着，那麽各種語言裏的詞類應該是一樣的，因爲它們反映的客觀是一個。這話又不對了。天底下的東西、事情、關係到底有多少類，没人能説。有一個英國人叫Roget，作了一本書叫The Sauru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先把天底下的概念
 分成一千類，然後再把英語的詞分到各類裏去。他這一千類怎麽分的呢？他是拿一種唯心哲學打的底子。咱現在先不用管他的哲學基礎，咱光説，他漏的東西太多了！一種語言裏用的詞類，頂多也不過一二十種。要拿這一二十種包括一千類以上的對象，自然可以有好些種歸法。所以説，各語言裏詞的分類不能完全一致。再反過來説，各語言裏詞的分類有一部分（也許是很大的一部分）相合也就不稀罕了。拿漢語跟國内念得最多的兩種外國語，俄語英語説，詞的分類法並不一樣，可又差不太多，就是這個原故。過去有些學者，光注意這“差不多”，就拿拉丁或者英語的分類法楞往漢語上套，當然不怎麽妥當。可是最近二十年又有個矯枉過直的説法是漢語無詞類
 ，那就太重視“不一樣”，弄得意氣用事了。

2．再説實證
 的。一個詞身上有好些特點，等它跟别的詞合起來加入到成段兒的話裏頭去的時候又表現出好些特點來。要是有兩類詞，它們的特點不一樣的話，自然該分兩類。比方“快”跟“可是”這兩個詞的特點就全不一樣。説“快”的時候，閉上眼睛一想，總有個影子，别管是火車還是飛機走，還是輪子轉，還是好鋼刀切豆腐（咱這次故意選這個例子。要是選的是“老虎”的話，那影子還更清楚）。還有，要是把“快”kuài一重疊，它就成了kuài kuâr，後一個音綴變成高平調，换了一個音。還有，“快”裏頭可以加上“太”，後可以加上“馬”。再看“可是”吧！你閉上眼睛，一點兒影子也没有。你就是把它重疊上一百遍（有些人喜歡這麽説話，也有重疊“這個”、“那個”的。這其實是好説“帶口語兒”的毛病，不是語法），也還是[image: ]
 或者kər。你要把“可是”前頭加上“太”，聽話的人就要抗議了：“你説什麽？”由這兒可以看出來，誰也不能説“快”跟“可是”不能分成兩類。

四

1．詞可以分類，肯定了。怎麽分呢？用什麽標準
 呢？過去有人用過好些種標準，咱可以先查查看能用不能。頭一種是用“拉丁文（或者英語）裏是這樣兒”這個標準。這不用批評了，準不能用：拉丁文没有“啦”、“嗎”、“呢”……，這些東西又不便打到語法外頭去。二一種是用意義
 或者概念
 作標準。這個也乾脆要不得。説實話，要是語言裏實際的分類能跟概念相合的話，世上就没有詞類的轉變
 了。第一，憑概念分，分出一兩千類來一點兒也不爲難。比方“有”、“不”、“是”、“無窮”、“零”這幾個詞代表的概念都是没法兒找伴兒的（也許有人勉强辯論，説“無窮”跟“零”都該歸到“數”的概念底下，那麽咱也可以説，所有的詞都可以歸到“詞”的概念底下）。説這個話的人並没真照着他的主張作。要是作下去，他很可能得出唯心論的“十二範疇”那一類東西來。他往往是偷偷兒的用底下那一着兒。第二，他説的那概念是從他念得最熟的外國語那兒拿來的。爲什麽有人一口咬定“紅”代表的“概念”一定得是形容詞的概念呢？因爲英語的red、德語的rot是形容詞。其實每種語言處理這類事有他自己的法子，一樣講兒的詞在兩種話裏不一定是一類。比方“欠人錢”這個概念，讓漢人看起來非是個動詞
 不可，可是在俄語裏是形容詞
 。還回到上頭那“紅”去吧！古漢語裏“紅”的“概念”是名詞性
 的，現代漢語裏，“色”是名詞
 ，爲什麽“紅”的概念就得是形容詞？三一種是憑一個詞在句子裏起的作用
 分。這個稍微好一點兒。可是這麽作得出來的不應該是名詞
 、形容詞
 、動詞
 這種類，應該是主詞
 、謂語
 、附加詞
 、補足詞
 那種類。説這個話的人也没認真的把自己的話執行到底。他要真作下去的話，就能發現名詞
 跟稱人詞
 怎麽也分不開，形容詞
 跟動詞
 怎麽也分不開。有一個著者犯過這種傻氣，作過案概念分跟案作用分的事，可讓這種説法給害苦了。除此以外還有一種主張是各種標準隨便用或者臨時挑着用。説這個話的人有一個地方看對了，那就是，没有一個法子或者標準能用到一切詞類上去。可是他作的結果也不怎麽好，因爲他犯“任意取舍”這個毛病的機會比誰都多。

2．咱用什麽標準呢？也不只一個，可是並不同時用。頭一步，咱接受漢語學者的民族傳統，把詞分成虚詞
 、實詞
 兩大類。原來人學這兩大類詞的時候用的不是一種法子。比方説一個北京小孩兒學“牛”這個詞是這麽學的：一上來他不知道這個牲口叫什麽，可是他倒看見牠頭上長着倆犄角，蹄子分瓣，肩膀上有個肉崗子掛着韝頭，拉着犁在地裏走了。這時候大人指給他看，説[image: ]
 ！底下他老聽見[image: ]
 這組聲音，也常看見那牲口，他才慢慢兒學會“牛”這個詞，[image: ]
 是他的聲音，那牲口是他的意義。這麽學出來的詞，只要一聽見聲音，再一回想，那“意義”的影子就又來到眼前了。這麽學出來的實詞
 。那麽他學“可是”這個詞的是怎麽學的呢？這回没人指給他看説：“瞧那匹大可是！”自然也没人叫他拿鼻子聞聞或者嘗嘗“可是”。他只好注意大人們説話，在哪種上下文裏用“可是”，用了以後口氣怎麽不一樣了，效果怎麽樣，歸類包堆一句話：注意“可是”的“作用”——怎麽樣影響一個句子。日子一多，他也就學會了自己用“可是”這個“虚詞”了。要是咱把“意義”這個名詞兒的講法限制到上頭説的那種範圍裏頭的話，咱就可以説，“虚詞没意義
 ”。

3．分開虚實兩大類以後，咱再望下分。實詞怎麽分類呢？咱的主張是案形態
 分。這是個新主張，過去没人用過，因爲他們的對象是寫到紙上的東西，那一個一個的方塊兒上實在看不出什麽形態來。可是咱們對付的是嘴裏説的話，這裏頭形態變化豐富着哪！爲什麽單選這個標準呢？因爲這個標準直接反映全社會的人的感覺。舉個俄文的例吧：爲什麽咱説дeлo
 是名詞дeлaтъ
 是動詞？這不是憑意義或者概念定的，因爲這兩個詞的主要意義或者概念本是一個。咱説它們不是一類，是因爲一個帶o尾子，並且可以變六種格，另外那個帶тъ尾子並且變過去現在將來式。光一個o就反映説話的人覺着
 它是個名詞。這種證據最强。要是用别的證據都没這個明確。在漢語裏情形也一樣。不光意義、概念不能説服人，就是直接把兩個著者親身的感覺説出來，也不能證明“紅”是形容詞，因爲很可以有位北京人走過來説，“您二位别説了！我怎麽没覺乎出來呢？”可是要指出“紅”xúŋ重疊以後是xúŋ'xûŋr，怹就没話説了，因爲全北京的人，除了因爲受的教育太多，喪失了一部分説話能力的知識分子以外（這部分人光會説“無比的紅”），都這麽説。咱也可以用同樣的法子證明“跑”又是一類，因爲它重疊起來不是pǎu pâur，是pǎu pəu。

4．虚詞又怎麽分呢？這自然得按作用
 分。比方“可是”跟“嗎”都是虚詞，但是不能在一類裏。用“可是”的時候，多半在句子頭上，並且得有上文。這也就是説，他是表示下頭這句跟上頭那句的關係的。用“嗎”的時候一定得放到句子後尾兒上，用不着什麽上下文。這也就是説，它的作用是表示本句子的感情的。那麽，這倆詞不在一類。

5．讀者可以看出來，咱的分類標準
 很像動物學或是植物學的分類標準：不只一個，可是一回只許用一個。這麽作才能抓住各類最能表現本質的特點。再加上點兒輔助的證據，咱就可以把詞類分得很清楚。

五

1．現在咱就按咱的標準作。一上來咱先按有意義
 没有把全體詞分别成虚實
 兩大類。這很容易作。“人”、“好”、“飛”、“三”都是實詞，“只”、“可是”、“嗎”、“哎”都是虚詞。只有一類東西叫咱爲難：就是“我”、“你”、“誰”、“這”、“那”這種詞，平常叫代詞
 。“他”有意義没有？要是單説起來，他没意義。可是放到固定的環境跟上下文裏，它的意義就非常確定。這話説得有點兒抽象，咱頂好舉個例。比方一間候車室裏坐着兩個人，裏頭有一個手裏拿着三張票，跟他的伙伴兒説，“再有四分鐘車就開了，他怎麽還没來呢？”您説這個“他”的意義確定不確定？所以咱説，代詞單説没意義，可是放到成段兒的話裏，他的意義可又確定極了。那麽咱倒是把他算哪一類呢？咱把他算實詞
 。不光是根據只有成段兒的話才是真正的語言
 這一個理由。還有一個最强的理由是他可以有形態變化
 、重疊或者加詞尾“們”那一類東西。

2．底下咱把實詞按形態變化分類
 。咱用什麽形態變化分類作尺呢？頂好是找一個各類詞差不多都有的方式（這次用重疊），再看它們變化起來有分别没有，要是有，那麽咱就分開。爲省事起見，咱光舉單音綴的詞。請看底下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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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頭第四行只不過把一個詞説了兩遍就是了，並不是真正的重疊式
 。剩下那三行就有三類變法，所以都分得開。那麽咱攏共分出四類來。每一類咱現在只舉了一個例。這是個“樣子”。咱上材料裏觀察他們的種種“神氣”去，然後再看還有跟他們“神氣”一樣的没有。要是有，就分到各類裏去。這麽一來，整份兒材料裏的實詞，都可分出類來。連上一節裏説的“代詞”，咱一共有五類實詞
 ：

a）名詞，像“人”、“葡萄”、“塌絲密”、“麻婆豆腐”……

b）形容詞，像“好”、“麻煩”、“黑忽忽”、“酸拉巴唧”……

c）動詞，像“飛”、“拾掇”……

d）數詞，像“一”、“二”、“三”……

e）代詞，像“我”、“這”……

每一類裏頭總還有好些小類，有好些“神氣”，總該有條兒詳細的定義跟説明，這都請上本類裏看去。

3．這一節裏，咱再給虚詞分類
 。這個好辦。拿個現成的句子，比方説“你穿褲衩兒”，把幾類虚詞用上，看看他們都起什麽作用，就可以分類了。比方：

a）你只穿褲衩兒。

b）可是你穿褲衩兒。

c）你穿褲衩兒啦？

d）喝！你穿褲衩兒！

頭一個句子裏的“只”起什麽作用呢？它給全句加上一種强調“穿得少”、“没别的東西”的氣味。這個虚詞的影響貫串整個兒句子，跟“穿”的關係稍微密點兒；可是句子裏要有“一條”這兩個詞的話，它又跟“一”發生極密切的關係。二一個句子裏的“可是”的作用就不一樣了。照平常的習慣上頭應該還有一個句子，比方“天這麽冷”或者“人家都穿夾褲了”。换句話説，“可是”的影響不在本句裏，總得放到上下文上頭才看得清楚。咱要把“可是”换成“要（也有人寫若）是”，那就更清楚。這種虚詞是表示幾個句子或者一個句子裏幾部分的關係
 的。三一個句子裏的“啦”的作用又不一樣。它的作用是變换語氣。説“你穿褲衩兒”的時候，説話的人心裏很有把握，他説的是事實，語氣是肯定的。説“你穿褲衩兒啦？”的時候，他心裏就没把握了：他也不知道人家穿了没有，或者爲什麽穿（這個句子有兩種講法），他的語氣是猶疑疑的。四一個句子裏的“喝”就根本不跟句子發生什麽關係，它的作用是發洩説話的人的感情，幫忙兒加重句子的口氣。這四類詞的名字就叫副詞
 、關聯詞
 、語氣詞
 、感嘆詞
 。每一類裏頭當然還可以再分類，也該有個定義、説明。也請上本類裏看去。

六

讀者可以看出來，咱分得的結果跟過去的語法學者分的没有什麽大差别。大致跟《語法修辭講話》裏頭吕叔湘吕先生的分法一樣。只有代詞的處理不一樣：他守着《經傳釋詞》的傳統，咱挪過來爲的是講形態。

七

現在只剩下一個問題還該衝着讀者交代一下子：一個詞只許歸到一類裏頭去呢，還是也可以入兩類三類呢？咱的主張是可以歸到兩類或者三類裏去。底下咱一層一層的説。

1．爲什麽咱説“好”是形容詞，“飛”是動詞呢？因爲“好”重疊起來變成xǎu xâur，第二個音綴帶重音，用高平調，並且加了一個r，可是“飛”重疊起來變成fêi fei，第二個音綴没調形也没重音（但是可以加r）。要是有一個詞，他可以用這兩種格式重疊，那麽他就可以入兩類，請看底下這句：

“您先等等兒，這水不能喝，等他開開兒kâi ker再説，呆會兒我給您來碗開開兒kâi kâr的！”這裏頭的kâi ker是“開一下兒”的意思，kâi kâr是“很開”的意思，前頭的是動詞
 ，後頭的是形容詞
 。您瞧老百姓嘴裏的語言有多麽精密，有多麽細膩呀！這比知識分子那種“乞靈於點畫”的辦法，像弄些個“的”、“底”、“地”、“他”、“她”、“牠”什麽的，不得强一萬倍還不止嗎？

2．口語裏頭，哪一個詞歸哪一類，絶大多數都可以確定。紙上寫的東西裏頭怎麽樣呢？請看這個例子：有一個人翻譯俄語，遇上一個oбoгaтитъ
 （свoй oпыт
 ），他就拿起筆來寫個“豐富（自己的經驗）”。呆會兒又碰上個бoгaтaя
 （жaтвa
 ），就又寫個“豐富”（的收穫）。呆會兒又碰上個бoгaтство
 ，提起筆來又寫一個“豐富”！誰要想從這種詞彙裏找出什麽分類的綫索來，不是自己找釘子碰嗎？看慣了這種東西，怎麽能不産生詞無定類
 的錯覺呢？

3．最末了兒再説幾句詞類變换的話。一個詞本來是名詞，臨時當動詞用一下兒，甚而至於永遠這麽用下去了，這種事情哪一種語言裏都有。可是現在有些語法學者講這種本性
 、變性
 的話可往往是武斷的。有人先自己憑概念
 判斷一個詞該入哪一類，等上語言裏一查，不對了，他不説自己不是，反倒倒打一耙，説他認定的是本性，老百姓用的是變性，這種風氣太壞了。還有人先查這個詞在古漢語裏屬哪類，他管那個叫本性，今天的用法要是不一樣呐，就叫變性。這麽作當然有憑有據，不算武斷，可惜没有什麽用：一個人講現代漢語語法就講現代漢語好了，要不是在幫忙解釋現代現象這一點上有用的話，那些古漢語的材料本該放到另外一本書裏去才對。因爲説話的人向來不管歷史的事實，他光拿起來就説就是了。總得有十足的把握，確實能證明某一個詞變了類是在現代
 變的，這才有講的必要，因爲這也是一種造詞法。最近三十年，北京話裏有一個新動詞是“老
 着他”裏的“老”，意思是暫且放到一邊，等機會成熟再抓過來（比方財物之類），這是由形容詞
 變來的使動詞
 。還有下象棋的説“拿車給他車了”、“給他砲了！”這一類話，才真是有意變换詞類造新詞，才值得叙述。所以咱這書寫的變詞類的話很少，因爲這種材料很難得。其餘的没法子查出誰是本
 ，誰是變
 來，那麽乾脆承認一個詞可以入兩類好了。



第五章　名詞

一

1．名詞就是“人”、“馬”、“太陽”、“德行”這類東西，是稱呼宇宙裏的東西跟事情的詞。單音綴的名詞重疊起來以後，重音在第二個音綴上，表示“每”，雙音綴以上的名詞，平常不能重疊。名詞前頭可以用“有”，也可以用數量詞，可以放到“把_____給＋動詞＋了”，“動詞_____動詞”的空格上去。

2．名詞裏單有一小類叫量詞
 。這些東西帶着名詞的一切特性
 ，就是多出一項來，那就是他們前頭可以直接加上個數目字，造成個複合詞
 ，像“一碗”、“兩塊”、“三斤”。咱們在這一章裏不講數目字跟量詞複合的話，留到第七章裏説去。

二

1．單音綴名詞的重疊式可以用底下這幾句話包括起來：

a）第一個音綴重音丢了。

b）第二個音綴用重音。

c）第二個音綴可以兒化，也可以不必。

現在舉幾個例：

人　　　　　　　　家　　　　　　　　　天

人人（兒）rénrér　家家（兒）ciā ciār　天天（兒）tiân tiâr

2．名詞重疊起來以後，起什麽作用呢？講法有什麽變化呢？主要的是附加了一個“每”的意思，“人人”就是“每人”，“家家”就是“每家”，“天天”就是“每天”。咱説重疊式是表示量
 的。

3．平常説話，並不重疊名詞，可是重疊他前頭的量詞，比方“個個兒人”、“本兒本兒書”、“間間屋子”。因爲量詞比名詞少得多，用得也勤得多，就極容易磨短了，只剩一個音綴，或者故意選用單音綴的格式。比方名詞“罈子”、“瓶子”、“罐子”、“桌子”要當量詞使用的時候就變成“一罈兒酒”、“兩瓶兒醋”、“三罐兒醬豆腐”、“四桌酒席”。既然量詞大多數是單音綴的（也有雙音綴的，像“一骨碌甘蔗”、“一都魯葡萄”），他們就都能重疊，那麽多音綴名詞的重疊式就用不着了。所以要表達“每黄瓜”、“每自來紅”的意思，咱只要説“條條黄瓜”、“塊塊兒自來紅”就够了。

4．重疊式跟用重疊語根造出來的雙音綴詞
 不一樣。那種東西是過去的漢語給咱留下來的，始終就是一個整單位，像親屬稱呼，“爸爸”、“媽媽”、“姑姑”、“舅舅”，還有“娃娃”；東西的名字“蛐蛐兒”、“蟈蟈兒”、“星星”。這都是由習慣固定下來的雙音綴名詞，並不附加什麽“每”的意思，當然不能算是重疊式。

5．古漢語裏有好些重疊的例，比方“人人得而誅之”、“爲元元所歸”。各大方言區裏情形不一樣。吴語裏也説“日日”、“隻隻”，跟北京話一樣。閩客兩系話裏最不發達，比方“天天”在厦門話裏説“逐日”，在客家話裏説“每日”。國語區裏有些方言用三音綴的重疊式
 ，比方山東滕縣的方言就説“天天天進城”、“頓頓頓吃辣椒子”。還有些方言用雙音綴的重疊式當愛稱
 ，或者叫細小格
 ，比方山西、陝西、四川方言都喜歡説“桌桌兒”、“凳凳兒”、“盆盆”、“罐罐”，作用跟北京的兒詞尾
 一樣。滕縣的方言本來屬山西、陝西系統，也許因爲雙音綴的格式當愛稱使了才用三音綴的重疊式也未可知。

三

1．北京話裏名詞詞頭
 並不發達，只有“老”“小”兩個。什麽樣兒的語言單位有資格叫詞頭呢？有下列幾點：

a）他自己没有獨立意義。他永遠跟着别的單位，不能獨立使用。

b）重音在詞根上，他不能帶重音。

c）咱能用他造出新詞來。

2．咱拿這個尺度來量量，北京話裏的“老”跟“小”合這個資格。比方説：

老趙　　老王　　老大　　老二　老鄉　老合

小趙兒　小王兒　小二兒　小末子 miêze

“老”“小”並不表示年紀的意思，比方我的五兄弟也可以説“我們老五”。兩個音綴的重音格式是中重
 。他附加上一個親熱
 的感情。並且還能造出新詞像“老客”、“老岳”。“小趙兒”年紀也不一定小，可是可愛，所以也加“小”。

3．古漢語裏名詞的詞頭是“阿”，歷史的事實最早發現在漢代，樂府《烏生篇》“阿母生烏子”。還有“阿翁”、“阿家”都是親屬稱呼，三國時候吕蒙叫“阿蒙”，孟康小名叫“阿九”是加在名字上，宋書范曄的老婆自稱“阿家”，也就是自稱叫“老娘”的意思。現在吴語區方言還保存了古漢語的“阿”，比如“阿大”、“阿毛”、“阿哥”、“阿嫂”……。閩客粤三系也用這個詞頭。

4．古漢語有個“所”，本來是表示地方的，像“所主”（住的地方），“文王所辟風雨”（文王避風避雨的地方），後來用來表示
 受一件事情影響的人或者東西，像“所學”、“所見”。現在經過寫的文章這個媒介，流到北京話裏來了，平常常跟“的”一塊兒用，比方“所説的”、“他所想的”。這個東西要是生了根的話，北京話的詞頭就又多出一個來了。

四

北京話的名詞詞尾
 很多，表示量
 的只有一個“們”，表示感情的是“兒”跟“子”，平常叫愛稱
 或者憎稱
 ，也叫細小格
 。剩下的全是造新名詞
 用的。咱現在把他們分開講，本節講表示“量”的，第五節講細小格，第六節講别的。

“們”的聲音是men，永遠没重音。凡是加上“們”的名詞都加上“好幾個”的意思，比方“學生們”、“孩子們”。只有稱呼人的名詞才有資格用這個詞尾，别的東西，哪怕是活物兒，也不許加“們”，錯非那些動物的名字是借來駡人的，像“兔崽子們”。有人喜歡把“小張兒跟他的朋友或者伙伴兒”寫成“小張兒們”，那是違反語法規律的，因爲並没有“好幾個小張兒”。

五

1．這一節裏咱講兒
 跟子
 。這兩個東西的作用大致一樣，就是帶的感情不一樣。“兒”最麻煩，所以先講他。

2．嚴格的説，加“兒”並不等於加詞尾，等於變收尾音
 ，比方“盤”是pán，“盤兒”是pár，pár並不是望pán上加什麽得出來的，正好像英語的had不是望have上加什麽得出來的一樣。只有在“馬”mǎ，“馬兒”mǎr，“猴”[image: ]
 ，“猴兒”[image: ]
 那一類例子裏才説得上“加”。咱現在把他寫到這兒就爲得是方便，省得再分出變收尾音的材料去，再立一類了。

3．咱管一個音綴原來的樣子叫原形
 ，管加上“兒”以後的樣子叫兒化
 。兒化以後，聲音起很大的變化，咱把他列成一個表：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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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歲以上的北京市民平常不用aur、əur、ur、aŋr、əŋr、uŋr、iuŋr那些格式，他們喜歡把他説成兩個音綴，比方“這點兒diǎr煤末兒[image: ]
 （或者mèr），留着也没用，又太少，摇不了煤球兒[image: ]
 ，我想拿他换取燈兒[image: ]
 ，也不知道他要不要。”有些個雙音綴的名詞，後頭那個音綴兒化
 以後調子也變了，比方“藍布衫兒”srǎr、“跟前兒”genciǎr、“榆錢兒”iuciǎr……。

4.兒化
 起什麽作用
 呢？咱下面一條一條的説：

（甲）把原詞添上一個“小”或“少”的意思


這是北京話“兒化”最普通的作用，比方説“武松提了刀，下樓來”。因爲武松手裏拿着是殺人的刀，“刀”絶對不能“兒化”，如果説“我在合作社買把鉛筆刀兒”，“刀”就必須“兒化”。下面再拿能兒化的詞跟不兒化的詞做個比較：

他父親已經八十多歲了。他年紀不大，才二十來歲兒。

你病的不輕，得吃藥。這孩子並没多大病，吃點兒小藥兒就好了。

三百六十步算一里。才走幾步兒，你就乏了。

上邊兒用“兒化”的例子，並没有把原來詞類變了，也没有另外一個意義，只是把原來的事物變小了，數量説少了。“兒化”詞類裏常可以添上個“小”，像“小碟兒”、“小碗兒”、“小曲兒”、“小本兒”、“小珠子兒”。這類也有例外的情形，像“大盤兒”、“海碗兒”，“長條兒”；不過這裏頭的“盤兒”……是量詞，“海碗兒”兩個音綴是一個單位。

除了“小”的意思以外，“兒化”也表示親熱，等於俄語的愛稱，比方“三姨兒”、“寶貝兒”、“小伙兒”。



（乙）用旁類的詞製造成名詞


北京話的兒化是造名詞的手段。動詞像“翻兒了”、“攛兒了”、“顛兒了”、“火兒了”、“玩兒”……這一類並不多，實際上是拿名詞作動詞用的。

下面把“兒化”變名詞的，分别舉例：

動詞變名詞

圈（動詞）　圈兒（名詞）　“圈一個圈兒”

塞（動詞）　塞兒（名詞）　“把瓶子塞上個木頭塞兒”

等（動詞）　等兒（量詞）　“你别忙，等一等兒吧！”

唱（動詞）　唱兒（名詞）　“唱一個唱兒”

形容詞變名詞

亮（形容詞）　　亮兒（名詞）　　“你給我找個亮兒”（指燈）

好（形容詞）　　好兒（名詞）　　“你給他帶個好兒去”

零碎（形容詞）　零碎兒（名詞）　“他把小凳兒上的零碎兒一樣一樣的拿起來瞧”

遠（形容詞）　　遠兒（名詞）　　“你繞了遠兒了”

數詞變名詞

三（數詞）　三兒（名詞）

四（數詞）　四兒（名詞）

這類是用數目詞給小孩兒取小名，管末一個孩子叫“老兒”，北京習慣拿“老”當作末一個數目字。

量詞是名詞性質的詞，本來不稱兒化的量詞獨立當名詞用的時候，也可以“兒化”，像“塊兒真不小”、“個兒長高了”。



（丙）用兒化製造新意義的詞


北京話“兒化”最要緊的作用就是用“兒化”分别意義，製造出新詞來。比方“頭”是人的腦袋，“頭兒”就變成首領人物。“字”是文字，“字兒”就是契約的意思。“老的”是一般年歲的人或過於成熟的東西，“老的兒”就變成自叫各各兒的父母的稱呼了。還有：

音（聲音）　音兒（口氣）　　説話得聽音兒。

帽（冠）　　帽兒（最好的）　你把帽兒挑走了，我不賣。

本（根）　　本兒（資金）　　作買賣得有本兒啊。

信（郵件）　信兒（消息）　　你娶媳婦兒怎麽没給我個信兒啊。



5．北京話的“兒化”還有個特點，就是“兒化”雖然在一個音綴上出現，有時候把一個複合詞用“兒化”聯成一個單位。比方説“就手兒”的“兒化”結構跟“猜悶兒”不同，“猜悶兒”裏頭只有“悶”一個音綴“兒化”，咱們可以單説“我給你説個悶兒”，也可以説成“破悶兒”，“就手兒”的“手兒”可不能單説，也不能跟旁的詞聯繫，只能整個兒的説“就手兒”。這種“兒化”也不限定是名詞，比方“就手兒”、“壓根兒”、“愛人兒”、“打穿兒”、“打雜兒”，都是兩音綴的兒化詞
 。

6．北京話“今天”變成“今兒”，“前日”變成“前兒”，“後日”變成“後兒”，“幾日”變成“幾兒”，這個跟“兒化”没關係，只是“日”的變音。還有表示地方的“這里”、“那里”、“哪里”也寫“這兒”、“那兒”、“哪兒”也並不是“兒化”，是變音。

7．跟“兒化”最接近的詞尾
 是子
 ，他的作用有許多地方都跟“兒化”相像：第一，“子”詞尾能把原詞添上個“小”的意思，像“框子”、“刀子”。第二，他能拿别類的詞造成名詞，像“滚子”、“鑿子”、“胖子”、“辣子”。第三，分别意義製造新詞，像“月子”（産後三十天）、姑子（比丘尼）。並且有些“兒化”的詞也能够用“子”詞尾，像“瓶兒”、“罐兒”也可以説成“瓶子”、“罐子”，“老頭兒”、“小孩兒”也可以説成“老頭子”、“小孩子”。這裏頭意義上雖没有任何分别，可是這兩種形態在表達感情
 上很有差異。北京話的兒音綴説起來顯得甜脆生動，非常漂亮。所以“兒化”的詞能把感情表現出親切愉快。“子”詞尾就没這個作用，相反的，有時倒流露出厭惡的情緒。就拿“小孩兒”、“老頭兒”作個例吧，“老頭兒”、“小孩兒”顯得親切，“老頭子”、“小孩子”總有點兒不耐煩跟很厭惡的意思，比方“糟老頭子”。再説“頭兒”可以作首領的尊稱，像“趙頭兒”、“李頭兒”；“頭子”只能在“反動頭子”跟“特務頭子”一類詞裏出現。要説“兒”是愛稱
 的話，“子”就該是憎稱
 了。這種分别正好像俄語的город
 （城）可以説成городушка
 （可愛的小城兒），跟городишко
 （討厭的小城圈子）一樣。另外，“子”詞尾還有一個特别用法，就是説北京話的滿族人，把姓名的頭一個字添上個“子”詞尾，算做人稱，像“全子”、“那子”、“駱駝祥子”。這種習慣跟古漢語的“孔子”、“墨子”、“子也者，男子之美稱”一點兒關係也没有。

8．古漢語裏頭“子”當詞尾的用法像“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還是很零星的材料。近世期的漢語一開頭兒，“子”就大大的發達起來了，比方“常在我儂心子裏”。現代的方言有“兒化”現象的全在國語區裏，别的方言差不多都用“子”，比方客家話管“信”叫“信仔”，廣州話管“刀子”叫“刀仔”。吴語的“子”更發達，要仔細一統計怕是比北京話用得還多，有些詞北京話不加“子”的，吴語都給加上，像“鞋子”、“梨子”、“桃子”。閩語没有“子”，可是有跟他作用一樣的東西。厦門話用的是à，比方“刀子”是“刀ǎ”，“椅子”是“椅à”，平常也寫“仔”。

六

這一節裏講的詞尾全是造名詞用的，咱把他們分成五組。

1．的
 də。這個詞尾跟表示修飾關係的關聯詞“的”是兩碼事。那一個是從古漢語的“之”變來的，比方“君子之交”現在説“君子的交情”。這個“的”是從古漢語的“者”變來的，比方“行者”、“居者”，現在説“走的”、“留下的”；“美者”、“惡者”現在説“好的”、“壞的”。有人管他叫“形容詞詞尾”，大概是受了英語語法的影響了。他們把英語的this is red翻成漢語的“這是紅的”，再用英語的red是形容詞這個證據證明漢語的“紅的”是形容詞，那麽“的”自然該是形容詞詞尾嘍。可是這種講法很不可靠。咱先不必説那翻法兒對不對（實在不對，應該翻成“這個紅”才對哪！），咱光指出一件事來就可以把這種看法駁倒了：加上“的”以後前頭就可以加數量詞來數數兒，像“一個紅的”、“三個跳的”、“五個坐着的”，可是没轉成名詞的形容詞前頭不許加數量詞來數數兒，比方“一個骯髒”、“兩個瘦”、“三個貴”。那麽一來，不是數數兒，成了獨立的句子了。因爲這個，咱不信那些管他叫形容詞詞尾的話。底下咱按原來的詞是什麽分着舉例：

a）名詞　鐵的，金的；木頭的，化學的。這些都説的是用什麽材料作的。

b）量詞　塊兒的，瓶兒的。這些都是説單位的。

c）形容詞　紅的，零的，厚的，老的。這些都是説明特性的。

d）數詞　大的，二的，三的。這是排次序的，跟説老大，老二，老三一樣。

e）代詞　我的，你的。這些光用到財物上頭，比方“這帽子是我的，誰説是你的？要是你的，我的上哪兒去了？”可是親屬不能用這種詞兒，“這兄弟是我的”簡直不像話。

f）動詞　吃的，用的，燒的；寫的，印的。前頭那一組是説用處的，“燒的”就是“柴禾”。後頭這一組是説怎麽作出來的。

g）帶補足語的動詞　住人的，打更的，挑水的，賣菜的。這裏頭多一半兒是説人的行業的。重音形式是“中重輕”。

客家話跟“的”相當的詞尾是“介”，廣州話的是“嘅”，厦門話的是“e”，上海話的是“革”（也寫格）。咱説他們是詞尾，因爲也有點兒形態方面的痕跡，比方厦門話的“e”是輕音
 ，前頭的音綴不變調。

2.巴
 * ba，bə。　這個詞尾已經不再孳乳新詞了。他的用處是造稱呼人的詞，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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啞巴不會説話，吃巴一個音説好些遍，劣巴是外行，催巴是碎催（跑腿送信帶買東西的人）。這都是指人説的。“尾巴”的“巴”也許原是“把柄”的“把”，所以咱不收。這個“巴”跟動詞重疊式的詞尾也没關係。這個詞尾大概是從古漢語的“夫”變來的，比方“呼，役夫！”、“樵夫”、“漁夫”。

3．這一節咱講造方位詞的詞尾
 。

a）上
 sraŋ，srəŋ。咱舉幾個例：

桌兒上，房上；心上；天上；早上，晚上。

頭兩個真是講地方的，桌上就是桌子的上頭。第三個是打比喻。第四個的“上”簡直可以説没意思。後頭那兩個是説時間的。

b）下
 *sia，sie。這個詞尾不再孳乳了。例子：

鄉下，地下；年下，節下。

這裏頭的“下”的意思暗極了，結合得也早，元明人的作品裏就有了。

c）裏
 li，lə。

屋裏，院裏；心裏。

d）處
 cru。

住處，坐處；好處，壞處，益處，害處，用處。

前頭那兩個真是講地方的，後頭那幾個是抽象的比喻，好像説“優點，缺點”是的。

e）下裏
 sieli，裏下
 ləsia（兩種説法）

高下裏，長下裏，寬下裏，深下裏。

咱説“長下裏有兩丈，寬下裏也就是八尺來的”，“長下裏”可以説成“長的地方”。也可以説這是造抽象名詞
 用的，“長下裏”就是“長度”。

f、g）頭
 təu，邊兒
 bier。

前頭，前邊兒；上頭，上邊兒；裏頭；外邊兒。

4．這一節裏咱講造抽象名詞的詞尾。

a）頭兒
 təur。這個詞尾只望動詞上加，比方：

吃頭兒，看頭兒，説頭兒，買頭兒，打聽頭兒。

“吃頭兒”就是“值得吃的地方”、“可吃的價值”，别的例也一樣。這樣造出來的名詞平常常用到“有”跟“没”後頭，像“這個戲太没個看頭兒了”。

b）頭
 təu。這跟上頭那個造方位名詞的“頭”不一樣，這是表示品質的，比方：

膘頭，口頭，水頭。

“膘頭”是脂肪的意思，“水頭”是水份的意思，“口頭”是口味的意思。

5．這一節裏包括兩個不好歸類的東西。

a）家
 zia，zie。

小孩子家，姑娘家，小學生家。

這個詞尾加上“那一類人”的意思，比方“這不是什麽好話，你小孩子家不用打聽這個”。

b）頭
 *təu。這又是一個“頭”，跟上頭那倆全不一樣，這是表示成塊兒的東西的，比方：

木頭，石頭，鎯頭，鎖頭，骨頭，拳頭，手指頭。

這裏“頭”只有手指頭不是成塊兒的，那是比着拳頭類推出來的。這個詞尾已經不再孳乳了。各系方言裏差不多都有“石頭”、“拳頭”。

七

現在講複合
 的方法。造複合詞有四條原則，咱給他們取名兒叫主從式
 ，並列式
 ，對立式
 ，動補式
 ，底下分開講。

1．主從式的複合名詞是這麽造的：先拿一個名詞來當主要的部分，再望前頭加一個别的詞，縮小他的意義範圍。比方“槍”可以包括步槍，這裏又分什麽七九、三八式、水聯珠……什麽的；也包括馬槍、卡賓槍、衝鋒槍……喝！多着哪！範圍可真大。咱要是望前頭加個“鳥”呢，這造出“鳥槍”這個詞兒來，那範圍可窄多了，這就叫縮小
 。現在咱把複合名詞按前後兩部分的詞類畫成一張表。爲清楚起見，原詞都用單音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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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雙音綴複合詞的重音格式都是中重
 。

2．並列的格式是把性質差不多的東西合起來説，比方“兒女”、“來回兒”、“妖魔鬼怪”、“桌椅板凳”、“青紅皂白”。奇怪的是光用雙音綴
 跟四音綴
 的格式，可不用三音綴
 的。這裏頭各原詞當間都可以插進個加號
 去。

3．對立式的複合名詞一定得用單音綴形容詞
 造，造得了是抽象名詞
 。比方“長下裏”或者“長度”就可以説“長短兒”。咱再舉幾個例：

大小兒，好歹兒，深淺兒，鹹淡兒。

這種詞一定得用中重
 格式的重音，所以“利害”、“是非”不在内。那些個是古漢語給咱留下來的現成的雙音綴詞。古漢語就喜歡用這種對立的詞，比方《左傳》就有“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這麽一句，一口氣用十對兒！同系的藏語也管大小或者“體積”叫[image: ]
 （北京音cie ciuŋ），管長短兒或者“長度”叫〔riŋ t‘uŋ〕（北京音liŋ tuŋ）。這是藏語系的特點。各大方言區幾乎没一處不説“大小”、“窮富”、“好壞”這類話的，不過他們的重音格式很不明確，不敢判斷準是一個詞不是罷了。

4．動補式的複合詞原來是一個動詞加上他的補足語變來的。平常這種東西要是粘到分不開的地步就常變成動詞，比方“耍骨頭”、“泡蘑菇”、“打穿兒”、“起鬨”。只有有限幾個名詞，比方“貼邊”（衣服裏子邊兒上襯的一條兒布）、“翻毛兒”（一種月餅）。

八

1．直接拿别的詞當名詞用的事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引用一個詞一個句子的時候，都照名詞處理
 ，比方説“作動詞尾用的‘了’跟‘了架’的‘了’不一樣，這個‘了’老念輕音，那個‘了’老念重音。排佈他怎麽説，我也給他一個‘徐庶進曹營’”。照着這條規矩，只要是語言裏一個單位就可當名詞用，那來源自然多極了，不必再舉例。第二種情形才是真正的把别的詞用成名詞的例，底下咱分開舉例：

a）拿形容詞
 當名詞用的

老　小孩兒拿大銅子兒打老（一種遊戲）。

紅　這辦法看着是個紅（這是由擲色子的話借來的）。

小　這小子是個惡霸地主，愣要娶人家姑娘作小（妾）。

b）拿動詞
 當名詞用的

這類最普通的是動量詞
 。什麽動量詞呢？就是專給動詞作補語的量詞，像“説一遍”、“呆一會兒”、“睡一覺兒”、“見一面”。這跟平常的量詞不一樣，他後頭没有相當的名詞，比方“吃三碗”可以是“三碗飯”、“三碗麵”，可是“睡一覺兒”就不知是一覺兒什麽。動量詞差不多都是表示次數跟時間大小的，比方“回”、“遍”、“陣”、“會兒”；有些個專跟着某幾個動詞，比方“覺兒”跟着“睡”，“面”跟着“見”，“通兒”跟着“打”。除了這些以外，還有個最通用的就是“下兒”或者“下子”。各大方言區全都用這個東西（只有厦門話念得像“霞”，跟“個”相當。）北京話除了用“下兒”以外，還可以直接用前頭的動詞，比方“看了一看”、“動一動就碎了”、“走都走不動了，還跑什麽跑哇？”這種東西跟重疊式
 不一樣，平常都保存原來的調子，也不用輕音，比方“看看”是kànken，可是“看了一看”是kànlə i kàn。這種動量詞也有時候“兒化”，比方“等一等兒”，可是多數的例子不“兒化”。

2．除了這些例子以外，拿别的詞直接作名詞用的並不多，比方鐘上的“擺”，爐子的“擋”。只有寫的文章裏亂，翻譯的文章更厲害。可是那不是漢語的真相。原文也往往有詞尾的變化可以區别，不過一翻過來就丢了罷了。就這麽樣兒，也還是兼入兩類的情形多，直接把别的詞用成名詞的少。説詞無定類
 的人的錯覺倒是從古漢語那兒得來的。



第六章　形容詞

一

1．形容詞就是“好”、“壞”、“大”、“小”、“伶俐”、“胡都”這類東西。平常拿他們代表自然界裏的事情
 ，可是忽略時間
 這個因素。單音綴的形容詞重疊起來，後一個音綴變高平調。雙音綴的分開重疊。平常形容詞前頭可以用“太”、“挺”、“頂”，可以用“發”、“比這個”、“怎麽這麽”……。

2．過去有些個語法學家曾經按形容詞的作用
 分類，結果發現，他們跟動詞分不開了。比方拿“小”跟“睡”作例子，比比他們的用法看看：

睡了　没睡　睡三天　睡不了　睡了才糟哪　就怕睡

小了　没小　小三天　小不了　小了才糟哪　就怕小

睡的（人）多，醒的（人）少

大的（東西）多，小的（東西）少

所以這些語法學家就給他們起個總名字叫謂詞
 。這種主張要拿到古漢語上去，就更顯着强而有力。因爲古漢語裏詞類的界限本來就很難劃，到處都一樣，不光這兩類。拿到現代的寫的話上去，也動摇不了，因爲現代的寫的話本就吸收了極多古漢語成分，可是要放到嘴裏説的話上去，尤其在北京話跟閩、吴方言裏，用形態
 這把尺一量，這兩類詞原可以分得很清楚，比方“睡”的重疊式是“睡睡”sruèi sruei，“小”的重疊式是“小小兒”siǎu siâur。

3．形容詞跟動詞兩類分是分得開，可是形容詞，尤其是單音綴的，絶大多數都兼入動詞類。讀者可别因爲這種情形多，就連分類也疑心起來了。

二

1．單音綴的形容詞重疊的格式可以拿底下這幾句話包括：

a）重音挪到第二個音綴上去

b）第二個音綴用高平調

c）第二個音綴照規矩應該加上兒化

現在舉幾個例：

高　　　gâu　　　　寬　　　kuân　　　　長　cráŋ

高高兒　gâu gâur　寬寬兒　kuân kuâr　長長兒　cráŋ crâŋr

甜　　　tián　　　　好　xǎu　　　　　　小　siǎu

甜甜兒　tián tiêr　 好好兒　xǎu xâur　小小兒　siǎu siâur

大　　　dà　　　　　快　kuài

大大兒　dà dâr　　　快快兒　kuài kuâr

北京的知識分子有照字念的，他們已經把這個語法規律放棄了。

2．古漢語裏最喜歡重疊。最早的文學作品，像《詩經》裏頭就到處是“明明”、“赫赫”這類形容詞。漢朝人編的分類字典《爾雅》裏單有一篇叫“釋訓”，收的差不多整個兒是重疊式（只有少數成語）。經過兩三千年，文學作品裏真是“連篇累牘，波湧雲興”。比方元朝的《貨郎旦》雜劇就浄用疊字，大部分是形容詞，舉在下邊兒做個例：

猶喜的消消、灑灑、斷斷、續續、出出、律律、忽忽、嚕嚕陰雲開處。我只見霍霍、閃閃電光星炷。怎禁那□□飋飋風，點點、滴滴雨，送的來高高、下下、凹凹、凸凸一搭糢糊，早做了撲撲、簌簌、濕濕、渌渌踈林人物，倒與他粧就了一幅昏昏、慘慘瀟湘水墨圖。

方言裏情形不一樣。客粤兩系裏，不知道爲什麽把這個造詞的法子丢了。北京話跟國語區裏别的方言裏當然很發達，吴語跟閩語裏，發達得更厲害。這一節咱用厦門話舉例子，代表閩語：

烏　　　　紅　　　　静　　　　白

烏烏烏　　紅紅紅　　静静静　　白白白

因爲咱的標音符號太少，没法兒把厦門話的調子記下來，只可拿話説。厦門話這種重疊式不是單純的把原詞説三遍就完了，他們也變調子，而且變得挺厲害。比方“静”的聲音原來就跟北京話“經”差不多，可是調子是個“中平調”。這一重疊，頭一個音綴變成“高升調”，第二個變成“低降調”，只有第三個才保持原調。拿北京話比，好像念“景景經”。其餘的也“各有神通”，讀者可以請個厦門人當面問問。

3．好些語法學者光看方塊字，管重疊式叫疊詞
 或者疊字
 。這個名字壞極了，他把語言的真相全給掩蓋起來了。比方xǎu xâur（好好兒）裏頭，頭一個音綴跟第二個音綴聲音全不一樣，xâur不光不是個詞，在北京話裏簡直毫無意義，怎麽能叫“疊詞”呢？厦門話的“静静静”，三個音綴三個説法，怎麽能叫“疊”呢？錯非“疊”的意思是指排鉛字説的，要不然完全没法兒“自圓其説”。

三

1．北京話的雙音綴形容詞一共有兩種重疊式，作用完全一樣。頭一種是：

第一　兩個音綴分開重疊，先重第一個，再重第二個。

第二　重音格式是中輕中重
 ，重音在第四個音綴上。

第三　第四個音綴一定
 用高平調
 ，第三個常
 用高升調
 。

第二種變化是：

第一　别管原詞是什麽，一概連説兩遍。

第二　第二個音綴换上“裏”li或lə。

第三　重音格式跟頭一種一樣。

咱現在拿幾個詞照着這兩條規矩變出來：

原詞　　第一變　　　第二變

胡都　　胡胡都都　　胡里胡都

xúdu　　xúxudûdû　　xúlixûdû

麻煩　　麻麻煩煩　　麻里麻煩

máfan　mámafánfân　málimáfân

囉嗦　　囉囉嗦嗦　　囉里囉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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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張　　慌慌張張　　慌里慌張

xuâŋzraŋ　xuâŋxuaŋzrâŋzrâŋ　xuâŋlixuâŋzrâŋ

頭一種較比通行。第二種用得少一點兒，有些詞不可以用第二變，像“膩煩”[image: ]
 、“乾浄”、“熱乎”、“累贅”léi zruèi。大概説起來，第一變孳乳
 的能力大，凡是新吸收的文言、方言，都可以照這個樣子變，比方“標致”、“標標致致”。别的方言區的人光學這一種就够了。用第二變的詞差不多都古一點兒，兩個音綴也多半没法拆開講，像“邋遢”，lâta“骯髒”âŋzaŋ，都是唐宋的語言裏就有的“聯綿詞”了。據師大同仁馮成麟同志調查，用第二式的形容詞全是表達“不愉快”的事情的，也就是説，這是憎稱
 格式。這個見解非常新，成立的可能性也很大。

2．有幾個形容詞只有重疊以後的格式：“大大咧咧”、“瘋瘋顛顛”、“病病歪歪”、“慢慢騰騰”。

3．吴語裏也有兩種變化。第一變是把原詞兩個音綴分開重疊，第二變是重疊以後把“第二”、“第四”兩個音綴的輔音都换上l。咱拿幾個詞舉例：

原詞　　第一變　　　第二變

迷朦　　迷迷朦朦　　迷離朦朧

劈拍　　劈劈拍拍　　劈歷拍拉

唧喳　　唧唧喳喳　　唧歷喳拉

4．形容詞重疊的作用是加重原詞的口氣，“好好兒”就是“很好”，“胡里胡都”就是“很胡都”。這也表示量
 的。

四

1．這一節裏咱講形容詞的詞尾
 。形容詞的詞尾很特别：第一，光有雙音綴的跟三音綴的。第二，光望單音綴的語根上加。第三，有好些個在北京話裏已經不再孳乳新詞了（方言裏可不同，像孔厥在《新兒女英雄傳》裏學着用河北省中部的方言，就有好些新東西）。底下凡是加*的字尾都是不再孳乳的。現在把他們排在底下：

a）乎乎xuxû（r）造出“黑乎乎”、“爛乎乎兒”、“肉乎乎兒”、“軟乎乎兒”、“熱乎乎”、“粉乎乎兒”。

b）烘烘xuŋxûŋ　造出“臭烘烘”、“鬧烘烘”。

c）絲絲兒sesêr　造出“甜絲絲兒”、“凉絲絲兒”。

d）巴唧（兒）bazi（er）造出“苦巴唧”、“酸巴唧”、“辣巴唧”、“灰巴唧”、“木巴唧”、“滑巴唧”。

e）*梆梆　“硬梆梆”。

f）*虚虚　“青虚虚”。

g）*登登　“英登登”。

h）*噴噴兒　“香噴噴兒”。

i）溜溜兒　“光溜溜兒”、“圓溜溜兒”。

j）*巴巴　“乾巴巴”。

k）*花花　“白花花”。

l）*颼颼　“冷颼颼”。

m）咕□咚　造出“黑咕□咚”、“醉咕□咚”。

n）不溜秋　造出“黑不溜秋”、“灰不溜秋”。

o）不雌咧　“白不雌咧”、“乾不雌咧”。

p）*里呱唧　“儍里呱唧”、“臭里呱唧”、“愣里呱唧”。

q）里咕唧　“暈里咕唧”、“碎里咕唧”。

加了詞尾的形容詞，三音綴的用“中輕重”格式，四音綴的用“中輕中重”格式。

這些詞尾全是表示量
 的，“儍里呱唧”就是“很儍”。雙音綴的詞尾，孳乳
 的能力稍微大點兒，可是整個兒説，全是快消亡的東西了。要是隣近的方言不再給他輸血，北京話的形容詞詞尾恐怕没多少年的壽數了。這道理倒好明白：漢語的習慣是什麽詞都可以作附加語，形容詞的重要性自然就差了，何況他的詞尾呢？

2．雙音綴的詞尾，來源很清楚：是由重疊式變來的。比方一個獅子貓身上可以説是“毛毛烘烘”，也可以説“毛烘烘”；“亂亂烘烘”，也可以説“亂烘烘”。讀者要記得四音綴的重音格式是第二個音綴念輕音並且容易丢（像“弔兒郎當”常念成三音綴，在兒歌裏變成diǎrláŋdâŋ）的話，就可以悟出來這批東西的來源了。在四個音綴都全的時候，像“亂亂烘烘”，“烘烘”只是原詞第二個音綴重疊出來的，原詞本是“亂鬨”，後頭的音綴别看没重音，可是也不能隨便望别的語根上加，當然不能算詞尾。等就剩下“亂烘烘”三個音綴以後，“烘烘”的歷史也弄不明白了（就弄明白了，肯定是“鬨”，語言裏也不容許一個詞用這種格式，比比：“刷洗洗”、“快跑跑”）。不光這個，“烘烘”還可以望别的語根上加，造出新詞來，那他不算詞尾算什麽？

3．閩吴兩個方言區裏雙音綴形容詞詞尾都發達。拿厦門話舉例：

紅　　　　白　　　　烏

紅枝枝　　白蒼蒼　　烏燋燋

4．三音綴詞尾的來歷簡直莫名其妙。也許是蒙古話或者滿洲話也説不定。

5．所有的詞尾都是表示量
 的。“臭烘烘”比單説“臭”口氣重多了。凡是最後那音綴帶“兒”的都表示可愛
 、不猛烈
 的感情，也就是説，這是形容詞的愛稱式
 。

五

有些語法書管“的”叫形容詞尾。咱在第五章裏已經辯明白了。可是加上雙音綴或者三音綴詞尾的形容詞跟本來是四音綴的形容詞倒常帶上個詞尾“的
 ”，比方：

你嘗嘗這栗子粉，甜絲絲兒的，倒有個吃頭兒

他這人向來就這麽弔兒郎當的

這些人就他嘴碎，一天到晚續續叨叨的

六

1．形容詞常跟名詞複合成新形容詞，名詞在前頭，比方粉紅、米黄、棗紅、杏黄、醬紫、水緑兒、鴨蛋青、玫瑰紫。

2．形容詞也跟形容詞複合，像“甜酸兒”、“灰緑”、“紫紅”。

3．形容詞後頭加動詞，就變成動詞補足形容詞了，像“容易懂”。請到講補足關係的地方看去。形容詞前頭加動詞複合成動詞，像“坐穩”，請到動詞底下看去。兩個正反對的形容詞複合成抽象名詞，第五章已經講過了。

4．有些名詞頭裏不直接用形容詞，用形容詞跟量詞複合起來作附加語，比方“小本兒的書”、“長條兒的胰皂”、“大碗兒茶”。這種習慣在厦門話裏特别顯眼。比方“小船兒”是“細隻船”，“大西瓜”是“大粒西瓜”。就是獨立用也帶着量詞，比方“這邊兒的大”，是“隻朋e較大粒”。

5．形容詞的複合不怎麽發達。大方言區裏也是這個樣子。

七

1．直接拿名詞
 當形容詞使的倒有，可是不像古漢語那麽厲害。咱舉幾個例：

他那棋真屎。

你怎麽這麽木頭（不靈活的意思，好像“呆子”）哇？

這種米燜出飯來特别肉頭（這個詞已經完全變成形容詞，名詞已經不用了）。

那也太下三濫了。

各大方言區都有零星的例子。廣州話有一個很有趣兒的例子：“咪整得咁化學噃！”（＝别弄得那麽不結實）。

2．直接拿動詞
 當形容詞使的倒也有，比方“這小孩兒説的話逗極了”，裏頭的“逗”本來是個動詞，常用到“逗着你玩兒”、“逗個樂兒”這些話裏頭，最近十五年才發展成形容詞，意思是“好玩兒”。這一條的歷史有案可查。别的兼入兩類的例裏總該有不少，可惜没法兒查了。總而言之，拿别的類的詞直接當形容詞使的例在口語裏較比少，趕不上古漢語跟現代寫的話。



第七章　數量詞

一

數目字是没有重疊式的實詞，自己單成一類。量詞本來就是名詞。講詞的分類的時候，他們分到兩下。可是等一講起造詞法來，尤其是一講複合，他們的關係
 就特别密了，所以咱把他們合到一章裏寫。這麽辦爲的是説着方便，並不是把他們算一類詞。還有一宗，别的章裏的次序差不多老是先講重疊，再講詞頭詞尾，再講複合，再講怎麽把别的類的詞直接當本類詞用。這一章裏也不全照着這個次序講。

二

北京話的數目字是底下這幾個：

一[image: ]
 （bǎi百，ciân千，mén門），[image: ]
 （uàn萬）

二èr（一部分人念àr）

三sân

四sè

五ǔ

六[image: ]


七[image: ]
 （〇，sr十，bǎi百，ciân千），[image: ]
 （uan萬）

八bâ（〇，sŕ，bǎi，ciân），bá（uàn）

九[image: ]


十sŕ，r

百bǎi

千ciân

萬uàn

億[image: ]


這裏頭一、七、八的聲音
 很特别。像“一”，單用的時候用高平調
 。後頭有高平、高升、降升三種調子的音綴的時候，用高降調
 。後頭有高降調的時候用高升調
 。咱在括弧裏打着的“〇”表示前頭的數目字是單用的，别的都是代表那一種調子的音綴。

1．别的大方言區的數目字跟北京話大致一樣。只有頭兩個有出入。閩方言在單説（不在複合詞裏）的時候不用“一”，用“隻”，比方厦門説zit（z用北京話裏的價值），福州ziek。這種習慣可以推到中世期以上去，像“隻身”、“隻字”、“隻雞”都是文學作品裏常見的。甚至於同系的藏語裏，剩下九個數目字的聲音都跟漢語很像，可是只有“一”説gcig。别管藏語這種習慣是本身的還是由漢語借過去的，都可以證明這種用法真是“古已有之”了。還有一個有出入的是“二”。北京話平常單用的時候説“兩”，只有跟“十”、“百”複合起來的時候，非説“二十”、“二百”不可。可是客粤閩吴四個大方言區全説“兩百”，客家話裏甚至於可以説“兩十兩”（自然説“二十二”也可以）。這兩個現象説明：漢語的數目字也有新陳代謝那種現象。客閩兩種話算是發展得厲害一點兒。

2．北京話裏，“二”跟“兩”的分配大致是按這麽一個原則：要是在複合詞的尾巴上或者他後頭那個詞在古漢語裏就是極常用的詞的話，“二”就好好的保存着，像“十二”、“二十”、“二十二”、“一百零二”、“二百”；“二尺”、“二寸”、“二斤”、“二兩”、“二錢”、“二斗”、“二升”、“二里”。這裏頭“寸”也可以説“兩寸”。前頭還有大數的時候，用“二千”，單用説“兩千”，比方“差不多有一萬二千人”、“就剩下兩千人了”。在所有其餘的地方，“兩”都把“二”給淘汰下去了。

三

這一節裏咱講數目字怎麽複合成再大些兒的單位，並且説説複合的時候還起什麽變化。這兒有一個新問題：要是複合成上千上萬的數以後，應該算幾個詞？就純理論上説，一個數，不拘多大，反正只是一個數，應該算一個。歐洲語言有兩種用這種處理法的，德語跟匈牙利話。在這兩種話裏，要不用阿剌伯碼子的時候，一個大數目，别管多長，也拼成一個詞，多了可以有三四十個字母。咱講的是口語，材料都是日常生活裏用的，輕易遇不上多大的數。這陣咱還用重音衡量：只要用一個重音，就算一個單位。

1．數目字可以分成個、十、百、千、萬幾“位”，這是數學常識。咱可以利用這個詞兒把數目字複合的規律説出來：

a）大位在前頭小位在後頭是加法

b）小位在前頭大位在後頭是乘法

c）空位别管幾個，只説一個“零”

比方“十一”裏頭“十”是大位數“一”是小位數，所以就是十加一。“二百萬”裏頭“二”是小位數，“百”是大位數，所以是二乘一百；“百”是小位數，“萬”是大位數，所以也是一百乘一萬。這種算法很清楚。帶零的例像“二百零六”、“一千零二十”、“一千零一”、“一萬零八個”。别的方言完全跟這個一樣。

2．“十”sr跟别的數目字複合的時候，只剩下個r。比方：（二）èr＋（十）sr＝èrr，（三）sân＋（十）sr＝sânr，八十＝bâr，九十＝[image: ]
 。古漢語就有“廿”，“卅”，“卌”。現在上海話還有個“念”（二十）可以比較。厦門話的“百”ba（b用北京價值，表示短）複合起來變成à，比方“四百塊”siàko也可以參考。

3．數目字跟量詞“個”複合起來，聲音也變。只有“七”、“八”、“十”不在内，因爲這三個詞原來是丢收尾輔音丢得晚的“入聲”字。咱把剩下的排到底下——

一[image: ]
 ，倆liǎ，仨sà，四阿séa，sə，五阿ǔə，六阿[image: ]
 ，九阿[image: ]


[image: ]
 是最近一二十年才大流行起來的。原來他跟“七”、“八”、“十”一類。别的方言區没這種現象。

4．要是有一個數兒，至少有兩位緊挨着後頭又有零的話，後頭那“位”不説。比方120是“一百二”，7500是“七千五”，18000是“一萬八”，21680是“兩萬一千六百八”。10300不能説“一萬零三”，因爲兩位没緊挨着。這一條各方言區都一樣。

四

上頭講的都是整數。比一小的數很少，是利用量詞幫忙，複合出來的只有底下這幾個：

a）半bàn　半拉bànlǎ。“拉”不能獨立，可是後頭不再用量詞了。這也就是説北京人認爲他是通用到一切東西上的量詞。

b）角　這是四分之一的意思，别管原來的單位是什麽，都可以説。比方“一角兒米”＝四分之一石，“一角兒餅”＝四分之一張餅。《水滸傳》裏量酒用“角”，是四分之一斤，也就是四兩，直到今天，山東東南的方言還用着哪！

c）成　這是十分之一的意思，買賣人説“三成利”，就是十分之三利潤。

d）分　百分之一。比方“放利息錢，每月要人家行三分息，這不叫重利盤剥叫什麽？”

e）釐　千分之一。

因爲日常生活裏用不着太細膩的分數，所以像3/4，7/19，那一類話就得上古漢語裏借去，説“四分之三”、“十九分之七”。

五


疑問數詞
 有兩個。頭一個是“幾”。這是知道不够十個可是不知道準數的時候用的。比方“幾位？”、“十幾？”、“幾百？”、“兩千幾？”一個詞裏用兩次“幾”的簡直没有。二一個是“多少”[image: ]
 ，[image: ]
 。這是完全不摸頭的時候用的。

六

1．不定數詞
 有五種。頭一種是借用“二”、“兩”、“八”。比方，“西紅柿便宜了，呆會兒買二斤給孩子們當鮮果子吃”、“這幾天我不舒服，我們上級叫我歇兩天兒”、“這瓷瓶是康熙窑的，很值倆錢兒”。這裏頭的“二”、“兩”，都不是準數兒，二斤也許是三斤，也許是一斤，“兩天兒”也許是五天，也許是一個禮拜，反正不至於過十也就是了。“八”表示很多，比方“你要多少？給你八個！”，“八”也是不定數兒。

2．二一種是借用疑問數詞“幾”。比方“我在北京住可有幾年了”、“屋裏有二十幾個人”，這“幾”用文言翻出來就是“若干”。要是着重多的意思，幾還可以跟“好”複合成“好幾”。比方“你今年二十好幾了怎麽還這麽胡來？”有時候借用“多少”，比方“來多少要多少”，等於説“來若干要若干”。

3．三一種是加詞尾“來”lə跟“數”sr。十個左右是“十來個”srləgə，一百個左右是“百數個”bǎisrgə，一千個左右是“千數來個”ciânsrlaigə，一萬個左右是“萬數來個”uànsrlaigə。吴語區喜歡用“把”，比方“百把個”、“千把塊錢”。

4.第四種辦法是用兩個緊挨着的數目字複合成雙音綴的不定數詞：“一兩個”、“兩三天”、“三四回”、“四五本兒”、“五六萬”、“六七十”……。只有“九十個”不可以説，因爲那跟九乘十的格式一樣。比十大的數目只是十以後的數用這種法子複合，比方“十二三個”、“二十五六歲”、“今日没月亮，二十七八了”。後頭省位數的複合數詞也可以這麽説，比方“人不算多，也就是一百五六”。

各大方言區裏全有這種習慣，尤其是“兩三”這個詞，可以説全國没一個地方的漢語裏没有。元明人的文學作品裏也有這類東西，比方水滸就有“三兩個”、“三五個”、“五七個”、“九十個”。現在北京話裏用“三兩”、“三五”兩個詞。“三兩”多半是指時間説的，比方“過三兩天我再來”、“也就是三兩年的工夫”，因爲北京話原有“三天兩頭”、“三天兩早晨”這種成語。大概正是這種成語把這幾個老説法保護好了，才没淘汰下去。古漢語早就有這種話，比方“二三子”、“八九人”。

5．第五種辦法是用“一”跟量詞“些”、“點兒”複合起來，比方“來一點兒醋！”

七

1．上頭講的數詞都是數數兒用的，語法學者管他們叫基數
 。還有一種是排次序用的，語法學者管他們叫序數
 。序數有兩套。頭一套是口語裏使的。這裏頭又分成兩種：一種是排人的次序的，平常在親屬的稱呼上使，比方“大哥”、“二兄弟”、“三嫂”、“七姑”、“八姨兒”、“老妹子”，頭一個是“大”，最小的是“老”，有點兒特别，别的都跟基數一樣。

另外那種是排平常東西的，比方“頭號兒、二號兒、三號兒；頭等、二排、三樓、四齊……”。這套只有頭一個用“頭”，别的都跟基數一樣。這些序數後頭還可以加上“一”，比方“頭一道題、二一齣戲”。

2．口語裏的序數很有限，常用的不過十以下的數。後頭加“一”的更少，平常用的不過到“五一個”爲止。這是爲什麽呢？因爲日常生活裏用不着排什麽大數兒，比方一家弟兄有六七個也就算多的了。最近生活越來越複雜，該用的數越來越多，人就上文言裏吸收了一套來，那就是“第一、第二、第三……”什麽的。這個“第”在文言裏頭原來爲“次序”講，跟北京話説“排三”、“行五”一樣。可是借到口語裏來，他的身份就變了：他獨立没意義，可是又能孳乳新詞，像“第末的”，所以得算個詞頭。這個東西用着挺方便！眼看着就要把“頭”、“頭一”給淘汰下去了。别的大方言區裏也通用“第”。

八

底下咱講數目字跟量詞複合起來的格式。在講這些話以前咱可以先查查量詞本身的歷史，好弄明白了他的性質。

1．最早的文學作品裏量詞本來不發達，周朝初年的文章裏有這麽一段話“馘四千八百十二馘，人萬三千八十一人，馬××匹，車十兩，牛×百××牛，羊卅八羊……弓一，矢百”。這裏頭用量詞的情形反映出剛發展
 的情形：有些名詞上頭該帶什麽量詞還不固定，只好把原來的名詞重複一遍，有些個乾脆就不帶量詞。這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説，漢語本身有用量詞的習慣，可是剛萌芽，另外一種説，漢語裏本來没有這種習慣，是周朝人來到中國本部以後跟原來住在本地的泰語系民族（像僮族）學的。後頭這種説法較比可信，因爲泰語系的話，量詞特别發達。要是上這種話裏調查一下兒去，咱就發現，原來這種東西在有些種話裏（像廣西龍州話）是粘到名詞上的，可以説是名詞的詞頭。他們的作用，與其説是定名詞的單位的量，還不如説是給名詞分類；咱與其管他們叫量詞，還不如管他們叫類詞
 。這是漢語裏剛一有量詞的時候的情形。

2．因爲好些個量詞是類詞
 ，咱才可以懂現代漢語裏的量詞爲什麽有兩種。頭一種是真正的算數量的，比方“一斗米”、“二尺布”、“五罈兒酒”、“兩杯水”、“一勺兒糖”。這裏頭“斗”、“尺”有多大，全國有個大致一樣的標準，“杯”、“勺兒”（賣代乳粉的人説“勺兒”也有一定的大小）有多大隨着環境變，可是他們都是表示數量的不成問題。這種量詞，别的語言也有，比方德語説ein glas wasser一杯水。二一種實在是“類詞”，比方“一枝筆”、“兩本兒書”、“三張桌子”、“四把椅子”裏頭的“枝”、“本”、“張”、“把”，實在不表示什麽數量。咱可以用兩個證據證明這個話。第一是咱在形容詞裏説過的“大本兒書”、“長條兒桌子”那類話，把量詞跟形容詞複合起來用。第二是底下這幾個結構：

碗兒酒（論碗零賣的酒）

條兒胰子（長條兒的洗衣裳的胰子）

片兒火燒（薄片兒的白火燒，不帶芝蔴）

塊兒糖（跟白糖、沙糖不一樣的，成塊兒的糖）

這跟“斤餅斤麪”裏的“斤”作用就不一樣了。

3．咱懂得量詞裏頭有一大部分原是給名詞分類用的，就能懂他裏頭的分歧現象。這裏頭又可以分成兩層説。頭一層，在一種方言裏，量詞跟名詞的關係很亂。拿北京話舉例，量詞大概有底下這幾種：




	a）量東西的單位
	一斤菜
	一斗米



	b）裝東西的傢伙
	一碗飯
	一籃兒土豆兒



	c）那東西的樣子
	一條扁擔
	一扇門



	d）那東西的一部分
	一頂轎子
	一口兒人



	e）用那東西的動作
	一貼膏藥
	一掛鞭



	f）用那東西凑成的總體
	一群人
	一連步兵



	g）某種數
	一雙鞋
	一打罐頭



	h）作那種東西的傢伙
	一筆草字
	一刀菜



	i）不好懂的
	一匹馬
	一隻鳥兒






這真够亂的。

4．再上各方言裏看去，也是五花八門。咱舉幾個例子看看：

客家　一生人　　　　　　一條樹　　一隻房子

廣州　一張刀　　　　　　一度門　　一梳香蕉

厦門　一叢芬枝（烟捲兒）一領褲　　一段（de）餅

上海　一間桔子　　　　　一根被頭　一頂山

就拿“人”這個名詞説，北京人論“個兒”，客家人論“隻”，陜西南部論“塊”，昆明人論“根”，湖南西部人論“條”，真是奇奇怪怪。可是誰也没法子説别人的“不對”，因爲這不比買布一定論“丈”論“尺”，買米一定論“升”論“斗”，本没什麽對不對的問題，隨鄉入鄉，説哪地方的話，那地方的習慣就對。要是有人非論斗買布不可，結果是吵架或者買不着東西；要是有人論“根”數人呢，頂大了不過笑一聲罷了。

5．這種分歧的情形的後果是什麽呢？這不難看出來，一定是廢棄不用，因爲要想把現代文化裏各式各樣東西給分成幾百類原就是辦不到的事，早晚惹得人不耐煩分了算完。拿北京話説，“個”已經佔了絶對的優勢，眼看着就要把别的量詞給吞併了。這可以由兩件事上看出來：第一，有些個本來有固定的量詞的名詞，也可以論“個兒”，比方牛、羊、猪、狗、貓、鷄、燕子、床、桌子、椅子、壺、鍋、勺兒、帽子、鏡子……並不説頭、口、隻、張、把、頂……。第二，一切新東西都論“個兒”，比方“手表、收音機（也論“架”）、檯燈、月份牌、教堂、罐頭、烟斗……”。這些東西一起頭兒都是外國來的，自然没法兒歸進原來的類裏去。就是有法兒歸類的也常用“個”，比方吉普車明明可以論“輛”，可是有不少人説“個”。咱可以想象的出來，將來新東西越多，“個”出現的次數也越多，别的量詞少到不值得注意的時候，漢語裏也只有數詞詞尾“個”，没有量詞了。别的方言區也有這類情形，比方上海、客家兩種方言就喜歡用“隻”（也寫“只”）數新來的東西。整部漢語發展史佔了三千年，裏頭有一項從頭貫串到尾的大事，就是量詞由發展到衰退並且快要消滅的歷史。

6．既然是“個”可以用到差不多一切東西上，那麽有-i、倆liǎ、sâ等那套數目字也就不奇怪了。並且還能説明一個現象，就是“個”的倍數，像“十”、“百”後頭也不必要量詞，直接聯上名詞，比方“二十茶碗、一百釘子、兩千人”。

7．有人看出量詞的分類作用來了，就管他們叫輔名詞
 。這種叫法不怎麽妥當，因爲動詞後頭也可以有量詞，像“打三槍”，形容詞後頭也可以有，像“比他高二寸”。“輔名詞”拿來叫剛一發展的量詞，或者泰系語言的量詞才合適。可是要真是數詞詞尾又太早了。咱認爲“量詞跟數目字複合成新詞”這種説法較比妥當。咱不承認他們跟名詞的關係近，因爲北京話數東西的時候有兩種習慣，一種是平常用的，像“一張桌子”、“三斤蘋果”，還有一種是寫賬用的像“八仙桌子一張、椅子四把、茶壺一把、茶碗十六個”，這兩種數法次序不一樣，可是量詞老跟數目字在一塊兒。咱也不敢説他就是數詞詞尾，因爲他們可以單用，比方“這小孩兒個兒不小”，也可以跟形容詞合着用，像“大塊兒的豆腐”。

九

1．量詞跟數目複合的情形，跟數目字“十”、“百”、“千”、“萬”的情形大致一樣（咱也可以説“十”、“百”、“千”、“萬”也是量詞）。咱拿“塊”舉例，把他排到底下：

一塊ikuài　一塊半ikuàibàn　兩塊三liǎŋkuàisân

三塊來的sânkuài láidə　　塊兒來（錢）kuàrlai（cian）

平常的名詞有兩個音綴的，可是跟他一碼事的那個量詞差不多是單音綴的，比方：

罈子　　　瓶子　　　匣子　　　　桌子

一罈兒酒　兩瓶兒醋　一匣兒點心　一桌菜

2．數目字跟量詞複合起來以後，又有一種新重疊式
 ，比方“一個一個的”[image: ]
 ，“倆倆的”liáliǎdə，“仨仨的”sâsâdə，“五阿五阿的”ǔâǔadə。這種格式表示的是“每一次或者每一組一個”……的意思。各大方言區裏發展的情形大致差不多，吴語裏發達一點兒。古漢語裏常有“一一”這一類話。同系的藏語裏頭也有，比方拉薩話就説〔ŋa ŋa dziɛ rɛ〕“五阿五阿的”。

十

有些結構裏用的量詞不是平常用的，像“一身的土”、“一臉的泥”、“一屋子人”、“兩手油”。這種結構的特點是那數目字並不是數數兒的，可以改成“滿”：“滿身的土”、“滿臉的泥”、“滿屋子人”、“滿手油”。這種結構實在是用“滿身”附加到“土”上，所以當間兒可以插進“的”去，平常的量詞不許這麽辦（有人寫“九十車的物資”，那語法是日語的造句法）。這種地方的量詞有人叫臨時量詞
 ，現在咱也可以照用。一切的名詞都可以當臨時量詞用。



第八章　代詞

一

這一章咱講代詞
 ：“我”、“你”、“這”、“那”這些東西舊語法書裏管他們叫代名詞
 ，並且説他們是代替名詞用的。這話很容易把人領到錯路上去。咱現在推翻這種定義，重新再考查他們的性質。至於名字倒不必大更動。讀者準記得咱在第四章裏説過代詞的特性：單説的時候，他們一點兒意義也没有，可是放到固定的上下文裏，他們的意義又確定得比别的詞還厲害。這是怎麽回事兒呢？咱先打個比喻，給讀者説個小故事兒。有一個著者小時候，他哥哥從小攤兒上買回來一塊半舊銅牌子，上頭有“俞寓”兩個字。當時他一點兒也不懂什麽叫“俞寓”，因爲他不認得後頭那個字。後來這塊牌子就釘到他們家大門上了。隨後他也懂了，“俞寓”就是“俞家住的這所房子”的意思。當時他住到天津市北車站新大路。在當時，“俞寓”是一所有六七間屋子的三合房。隨後他搬了好些次家，這“俞寓”也就一陣子跑到三經路，一陣子跑回新大路，又一陣子跑到北京東四燈草胡同。房子也一陣多，一陣少，一陣偏院兒，一陣四合兒，换得真不善。可是别管怎麽搬來搬去，反正在某一段不搬的時候裏，“俞寓”的意義確定極了。只有這塊牌子在行李車上躺着的時候，“俞寓”才没意義。讀者應該看出來了，代詞的性子跟這塊牌子一樣，躺到字典裏，他的意義抽象得簡直快没有了。可是一用到成段的話裏，就像牌子釘上了，那意義可確定極了。請讀者給您自己話裏的“我”下個定義試試，您就知道他多複雜了。

二

現在咱講稱人詞
 。這是説話的人互相稱呼並且代表旁人（不完全是人，也有東西。可是漢人的習慣是不大用這種詞代表東西）的詞。代詞裏的形態變化本來很零星，所以咱也講講用法。嚴格一點兒説，這些講用法的話本該照老習慣放到造句法裏頭去。可是這章要再分出那麽一段兒去，也就太殘缺不完了，所以咱没那麽辦。

1．稱人詞數兒不多，咱可以一個一個的擺出來，説明他們代表誰，並且把他們組織起來。要問稱人詞都有哪幾個，頂好是先問説話的人一共用得着多少個。第一，他得用一個詞稱呼自己，這個詞兒是“我”[image: ]
 。第二，他得用個詞兒稱呼聽話的人，這是“你”[image: ]
 。要是有兩個三個……好些個聽話的人怎麽辦呢？又得用一個“你們”[image: ]
 。第三，他得用個詞兒稱呼説話的人跟聽話的人以外的人或者東西，這個詞兒是“他”[image: ]
 。要是不只一個呢，又得用一個“他們”tâmen、tâmə、tâm、[image: ]
 。把他們排成表再用各大方言區比就是底下這樣子：

a）説話的　我　客家“□”，厦門“我”，廣州“我”，上海“我”。

b）聽話的　你　客家“你”，厦門“汝”，廣州“你”，上海“儂”。

多量聽話的　你們　客家“你兜”，厦門“恁”lin，廣州“你哋”，上海“倷”。

c）没説話也没聽話的　他　客家“佢”gi，厦門“伊”，廣州“佢”，上海“伊”。

多量的　他們　客家“佢兜”，厦門“□”in，廣州“佢地”，上海“伊拉”。

讀者可以看出來，咱的分類法跟舊語法書全不一樣。咱不承認那套“第一身多數”……之類的名詞兒，那是歐洲學者用慣的話，咱不學他們。“我”，怎麽能有好幾個呢？

2．上頭那些稱人詞，别管指的是一個人還是好些人，總是代表一種
 人的。“一種”的意思是説，或是説，或是聽，或是不説不聽，反正這種人跟説話這件事的關係是單純的。這叫單純稱人詞
 。除此以外還有幾個複合稱人詞
 ，咱也可以排個表：

我＋你（＋他，他們）＝咱們zámmen、zám、zán。客家“恩兜”éndén厦門lán。

我＋他（們）＝我們[image: ]
 。客家“□兜”，厦門“俺”gún。

你＋他（們）＝你們　客家“你兜”，厦門“您”lin。

這個“你們”跟上頭那一節的“你們”意思不一樣，可是也弄不錯，因爲不同時用。這些“稱人詞”代表的都不只一種
 人，所以叫複合稱人詞。客家跟厦門話的稱人詞，分類的方法都跟北京話一樣。廣州、上海兩種方言的精神可就全不一樣了。他們的稱人詞還可以勉强照老式語法書的辦法分類，比方廣州話就可以用：

　　　　　單數　　多數

第一身　　我　　　我哋

第二身　　你　　　你哋

第三身　　佢　　　佢哋

在這兒，“哋”才真像是個表示“多數”的詞尾。可是在北京話裏，咱就很難發現“們”是後加上去的表示“量”的詞尾，因爲聲音都粘到一塊兒了。

3．稱人詞還有個“人家”，也單説“人”，也是不説不聽的人。在不定代詞裏講。

4．上頭給稱人詞作的説明是他們的平常的意思，不帶額外的感情的。這可以打個比喻叫“票面價值”。另外還有一種特别的用法，是表達感情
 用的，咱選些個例子排到底下：

a）你＝我　叙述過去的事情的時候，説話的人時常在該用“我”的地方用“你”。比方“他這人就是這種脾氣，你越凑合他，你猜怎麽着？他越跟你來勁兒！”這裏頭第二個“你”是真正的聽話的人。第一第三兩個實在就是“我”。這麽説話，可以讓聽話的人覺着真，同情自己。

b）你＝他　叙述過去的事情，尤其是叙述跟别人吵架的經過的時候，説話的人常常把最動感情的話裏的“他”，换上你，比方“你當是我真怕你？去你媽的吧！我是犯不上跟你嘔氣！”别人聽着彷彿像直接衝着聽話的人開火兒是的。這麽説話，可以加重口氣，因爲一换上“他”，那“仇人見面，分外眼紅”的神氣就洩了。

c）人、人家＝我　這一項分三種用法。頭一種是反駁别人的話的時候用的，比方“你讓人家去成嗎？人家不願意去嚜！”這裏頭的“人家”就是“我”。這麽説話，可以表示“我”自己並没成見，“你”作的可不對，因爲不光“我”不願意去，簡直是個“人”就不願意去。這是表示冷淡的口氣。

二一種是害羞客氣的時候説的。《紅樓夢》三十四回寫賈寶玉挨打以後，薛寶釵説他“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可是襲人説“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到得這個份兒！”爲什麽寶釵不用“我”呢？因爲他到底兒還不過是個表姐，總不好意思露出太關心的神氣來，直接就你呀我的。

第三種看（e）項。

d）咱＝你　勸人的時候，當用“咱”代替“你”。比方，“老弟，四哥説話直點兒，你可别過意。這伙子人都是些個好吃懶作的無賴憂，咱好好的人，跟他們一塊兒鰾有什麽好兒？真要弄出事兒來，咱丢不起那份兒人”。這裏頭兩個“咱”就是你。用這種話，可以表示關切、親近。因爲一説“咱”，就把“你”跟“我”的命運連到一塊兒了。

e）我們＝我　這裏頭又分兩種用項。頭一種跟c項第二種一樣。比方寶釵又説：“别説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裏也……”。這也表示害羞。

二一種在訴冤的時候用，也用“人”或者“人家”。比方“前日連襲人都打了，今日反來尋我們的不是！……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人越忙，你越上人這兒攪來！”這裏頭的“我們”、“人”都就是“我”。

f）你們＝你　[image: ]
 的聲音稍微變變就是[image: ]
 ，寫出來是“您”。現在北京市民裏還有一小部分人直接説“你們”，多數的人説“您”。到郊區跟通縣那一帶，直接説“你們”的人更容易遇上“您”。這個説法現在已經全國都懂了。平常的語法書裏管他叫“敬稱”。這也没什麽不對。不過該記住，用“您”稱呼本來親近的人可就是表示疏遠了，正跟俄文вы一樣。

g）他們＝他　tâmen的聲音變成tân，tên。跟上頭那一項一樣。

各大方言區裏利用稱人詞表達感情的習慣也偶然有。較比發達的是閩語。福州人管人叫“儂”（noeyŋ），管“我”叫“儂家”（noeyŋŋa），平常浄用這個詞，不用“我”。厦門人喜歡這麽跟朋友説話：“咱小弟來也未？”意思是“你兄弟來了嗎？”説“咱”顯着不分彼此，跟親弟兄一樣，特别親熱。讀者可以自己慢慢體會這種口氣，雖然自己不一定學會怎麽用，可是看起文學作品來，比不知道的人欣賞力高得多。

三

這節裏咱講“這”跟“那”。平常的語法書裏管他們叫指示詞
 ，這是因爲想説明他們的作用是指給人東西看，並不代替
 什麽。可是咱早已説過，所有的代詞都不必非得“代替”什麽，所以這分别也就不必太重視了。

1．“這”的聲音有兩個：[image: ]
 跟zrèi、zrei。這兩個念法有什麽區别呢？這問題很難回答。有人回答説，zrèi是[image: ]
 （一）變來的。這是講歷史了。大概講得不錯。可是現代人説zrèi，心裏並没想到他是“這一”，因爲他可以説“zrèi兩”、“zrèi幾個”。要知道他們的分别，得看他們用到一種上下文裏的時候有什麽分别。咱可以假設一個情形：有一個人上鮮菓子舖裏買梨去，掌櫃的拿出兩種梨來，一種是北京白梨，一種是烟台梨。買東西的指着白梨説，“我光要[image: ]
 ，不要[image: ]
 ”。這裏頭的[image: ]
 實在是“這種”的意思。要是他光想買兩個梨，掌櫃的拿出四個來給他挑，他挑好了以後就説，“我要zrèi liǎ，nèi liǎ不要了”。可見用zrèi的時候總是指個體的，不過不限定只有一個罷了。[image: ]
 是指種類説的。這種分别細微極了，好些北京人也並不完全遵守。在青年人裏流行的習慣是一概全用zrèi。别的方言區的人大可以學這個乾脆的辦法。不過得注意一件事，拿“這”當語根，望上加詞尾的時候可不能念zrèi，請看底下。

2．“那”的聲音也有兩種，一種是nà，一種是nài、nèi、nei。他們的區别正跟[image: ]
 、zrèi一樣。青年人喜歡一概全用nèi。别的方言區的人可以學這種辦法。不過作語根的時候他非念nà不可。

四

要是問話裏用代詞，就單有一套。咱管他們叫疑問代詞
 。稱人的是“誰”。稱東西的是“什麽”srémə、srém。指東西的是“哪”，“哪”的聲音也分成nǎ、nǎi、něi，情形跟“這”、“那”一樣。問原因跟方式的是“怎麽”zěmmə、zěm。問程度的是“多”[image: ]
 。後頭這種念法大概是文一點兒，跟字音相合。這些詞都不必多舉例，每個一條足够了：

a）誰　　這書是誰給撕的？

b）什麽　你要什麽？

c）哪　　這兩場電影哪場好？

d）怎麽　怎麽走近點？

e）多　　你多大了？

五

1．疑問代詞除了“票面價值”以外也有一套特别用法。咱問“誰”的時候，心裏知道有個人，不過咱還没弄清楚他的“姓甚名誰”。這是一件事的兩面兒。作疑問代詞的時候，咱注重的是後一面兒。要是注重前一面兒，就成了不定代詞
 了。所有的不定代詞差不多都是由疑問代詞變來的。變了以後，一共有兩種用法。頭一種可以用古漢語的“某”翻譯，第二種可以用古漢語的“任何”翻譯。頭一種一用就是兩次。現在咱選些例排到底下：




	a）誰
	甲某人
	見誰跟誰説



	 
	乙任何人
	誰也不知道（也可以説“任誰也不知道”）



	b）什麽
	甲某樣東西
	您喜歡什麽吃什麽



	 
	乙任何東西
	什麽也没有（也可以説“任什麽……”）



	c）怎麽
	甲用某種方法
	您看怎麽辦好咱就怎麽辦



	 
	乙用任何方法
	怎麽都成（也可以説“任怎麽……”、“排佈pǎibu什麽”……）



	d）哪
	甲某
	您愛拉哪兩輛拉哪兩輛



	 
	乙任何
	哪個都好使



	e）多
	甲某種程度
	要多大的有多大的



	 
	乙任何程度
	多晚也趕得上車






2．稱人詞“人”跟“人家”原來的意思是“你我以外的人”。平常用他們代表“某一個人”或者“某幾個人”的意思，比方“我聽人説你病了”。他也可以代表“任何人”，比方“人家都説你病了”。還有一個不定代詞“各各兒”[image: ]
 ，也説“自各兒”[image: ]
 ，文一點兒的説“自己”。這個詞的意思是“就只一個人”，可是不論指誰。北京市西郊的人乾脆就説“一人兒”irěr。平常他常跟着“我”、“你”、“他”。也有時候不只指一個人説，比方“你們自各兒去得了嗎？我打發個人兒送送你們吧！”在這個句子裏，“自各兒”表示“不添旁人”，這種用法不多見。

3．稱人詞“你”跟“我”合起來也可以造成不定代詞，比方“屋裏亂極了，七嘴八舌，你一句，我一句，你駡我，我駡你”。這“你”跟“我”就等於説“甲”、“乙”。據説有一個説話没分寸的人給人講什麽叫“義地”，説“就是你死也埋到這兒，我死也埋到這兒”，惹得聽話的人非常不高興。其實他用的不定代詞一點兒也没錯。“這個”跟“那個”合起來，也可以造成不定代詞。比方“跟他説半天，這也不成，那也不成”。

六

代詞不比名詞，形態變化不多。可以重疊的只有當“任何”講的不定代詞。比方：

a）嚷嚷的誰誰都知道了

b）哪兒哪兒都問到了

c）什麽什麽都預備好了

七

代詞用的詞尾
 很有限，現在排到底下。

1．們　利用他造出“我們”、“你們”、“咱們”、“他們”四個詞。作用大致像名詞的詞尾“們”。請看名詞那章。不過説北京話的人現在把“們”跟前頭的音綴粘得緊極了，要不是方塊字幫忙，怕是没人想得到這裏頭包括一個“們”了。

2．里　這是表示地方的，利用他造出“這里”，也寫“這兒”[image: ]
 ，跟“那里”、“那兒”nàr，跟“哪里”、“哪兒”nǎr。“里”也有人不嫌麻煩，寫“裏”。這個詞尾跟“兒”没關係。湖南（用長沙代表）説“我里”、“外婆里”可以作個旁證，證明他又不是“裏”，又不是“兒”。

3．麽　這個詞尾孳乳出“這麽”、“那麽”、“哪麽”、“怎麽”、“什麽”、“多麽”六個詞來。北京話平常不把他念成一個音綴，光把他説成m，粘到前頭的音綴上。這麽一來，人光覺着這六個詞是現成的，没人理會這兒還有造詞法，所以“麽”到了兒給原來的詞根加上些什麽意義也就没法兒説了。（中古漢語裏頭有他的前身，那就是“爲物不得去？”、“是卿何物人？”的“物”。山東滕縣方言還説“何麽”xémma）。别的方言區喜歡用“樣”。

4．邊兒biar，bier　這個詞尾孳乳出“這邊兒”、“那邊兒”、“哪邊兒”，這是表示地方的詞。北京話有時候説“這麽”、“那麽”、“哪麽”，比方“上哪兒去呀”也可以説“望哪麽去呀”。别的方言區喜歡用“面”。也許“哪麽”是由“哪面”變來的，可惜找不着證據。

八

代詞可以複合，意思可以照字面了解，所以咱列個表就够了：有的打雙點兒，少見的打括弧。

[image: ]




第九章　動詞

一

動詞就是“飛”、“跑”、“看”、“打”這些東西，平常拿他們代表自然界裏的事情的詞，不過把時間
 這個因素加進去。要是一個單音綴的詞重疊起來以後，第二個音綴用輕音的話，他就是動詞。要是一個雙音綴的詞能重疊，而且重疊的格式是把原詞直接説兩遍的話，他就是動詞。平常動詞前頭可以加“趕緊”，後頭加“吧！”，前頭可以加“别、甭”，加“一”，後頭可以加“了一次”。

二

1．單音綴的動詞重疊的規律是：

a）除了上聲調的單音綴動詞以外，第一個音綴不起變化，像“修修”、“揉揉”、“涮涮”裏的頭一個音綴就跟單説一樣，還是[image: ]
 ，sruàn。

b）上聲調的單音綴動詞重疊以後，第一個音綴的調子改成高升調，跟陽平調很像。粗一點兒説，就可以説他變到陽平類裏去了，像“補”bǔ重疊起來説就成了búbu了。

c）第二個音綴用輕音，a元音改成e、ə，像洗洗[image: ]
 ，數數srǔ sru，去去ciù ciu，磕磕kâ kə；擦擦câ cə，看看kàn ken，開開kâi kei，鬧鬧nàu nəu，燙燙tàŋ təŋ。雙音綴的動詞重疊的規律非常簡單，就是把原詞連説兩遍，就是第三個音綴改用中音，像溜答溜答[image: ]
 、倒尺倒尺dáu cr dáu cr。

2．動詞重疊起來以後，起什麽作用呢？講法有什麽變化呢？主要的是附加了一個“一下兒”的意思：看看就是“看一下兒”，溜答溜答就是“溜答一下兒、散一下兒步”的意思。凡是勸人作事總是勸他先作一下試試，所以命令式
 的句子裏最愛用這種格式。

3．上海話有看看……，厦門話有行行……，廣州話有行行……，可見這種重疊式是各大方言區裏都流行的。廣州話的行行、逛逛……裏頭一個音綴也變調（變成上上調）。

4．再上古漢語裏找去，《詩經·公劉》篇有“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再上同系的藏語找去，拉薩話説“[image: ]
 ”（來來＝請過來）。可見這種重疊式來源很古了。

三

單音綴動詞還有個詞尾“巴”是單給重疊式用的，像剁巴剁巴、脱巴脱巴、團巴團巴、捆巴捆巴、捲巴捲巴、裹巴裹巴、扯巴扯巴、撅巴撅巴、耍巴耍巴、試巴試巴……。這種重疊式除了表示“一下兒”的意思以外，還有一種“好好歹歹”的感情，像“芹菜也没切，好賴撅巴撅巴就下鍋了”。這是北京獨有的憎稱，别的方言區跟古漢語都没有。藏語裏可多。加“兒”的例像“坐坐兒”、“歇歇兒”是愛稱。

四

1．漢語的動詞，有單音綴的、雙音綴的兩種。要是後頭再複合上别的單音綴跟雙音綴的詞，就一共有四種重音形式：1）中重，像“坐穩”，2）中重輕，像“看明白”，3）中輕重，像“預備好”，4）中輕重輕，像“打聽明白”。

2．動詞後頭的東西可以是動詞，也可以是形容詞。按後一個成分是形容詞還是動詞，咱們分開舉例。

（1）動形類

坐穩，吃飽　　　　擺穩，　　　喂飽

坐穩當，聽明白　　放穩當，　　説明白

休息足，磨煩够　　收拾好，　　摩娑平

　　　　　　　　　打磨光滑，　預備齊全

（2）動動類

飛跑，溜走　　　　　　　　　　趕跑，送走

　　　　　　　　吓嚇跑，　　　打發走

3．由上頭的表裏可以看出來，動詞跟動詞的複合是很少的。再回想一下子古漢語裏的“擒殺”、“來學”……之類的格式有多麽豐富，就知道這種“動＋動”的結構是漢語裏逐漸衰亡的格式。這個結論的實用意義相當大：這正是爲什麽亂造“撫拍”、“啾鳴”之類的複合詞該反對的地方。

4．上頭舉的例分成左右兩組。這分别是什麽呢？咱可以仔細觀察觀察。第一，右邊那一組裏的複合動詞都可以放到“趕緊把他……了”這個格式裏。左邊那一組裏的都不能。比如“趕緊把他擺穩了”是好句子，“趕緊把他坐穩了”不成話。這是就作用説。第二，右邊那組裏的複合動詞都是牽扯到兩個人或者東西的，比方“甲擺乙穩”、“甲喂乙飽”、“甲趕乙跑”。左邊那一組裏的只牽扯到一個人或者東西，比方“甲坐甲穩”、“甲溜甲走”。這是就意義説。咱們用這個綫索把這些動詞分成兩類。右邊兒那組叫使動
 ，左邊兒那組叫自動
 或者中動
 。

a）這使動
 跟自動
 的區别在單音綴動詞裏也看得出來。比方在“你過馬路這邊兒來”裏頭的“過”，自然是“你”過。可是“明兒新郎家過禮”裏的“過”可是“禮”過去了。换句話説，過禮＝“使禮過”。再比方“你出了這個大門……”裏頭“你”出去，可是“你忙着飛象幹麻？快點兒出車吧！”裏頭可是“車”出去了。换句話説，出車＝“使車出”。凡是某一個動詞“甲”後頭加上補足語“乙”以後，得照着“使（叫，讓）乙甲”的次序講的，都叫使動詞
 。

b）明白使動
 跟自動
 的區别，就可以懂得漢語的單音綴動詞的一種怪用法兒。請看下頭的例：

三個人睡這張床　　　　這張床睡三個人

軍隊住了這所兒房了　　這所兒房住了軍隊了

人都恨你　　　　　　　你真恨人

太陽曬老頭兒　　　　　老頭兒曬太陽

火烤人　　　　　　　　人烤火

右邊兒的這組裏用的都是使動
 ，“睡三個人”＝“叫三個人睡”。標準漢語的雙音綴單純動詞也可以有使動
 ，比方：

你别膩煩他（嫌他）　　你别膩煩人了（别討人嫌了）

可是多數的使動詞是從形容詞變來的，像“麻煩我”＝“使我麻煩”，原來“麻煩”可以重疊成“麻裏麻煩”。

5．各大方言區裏的動詞，也有複合的，而且也有自動跟使動的分别。客家話的例像“來齊”、“來到”是自動，“做好”、“點灼（火）”是使動。單純的動詞也有使動，比方“碌人”案意思翻出來是“吵得慌”，案原詞直譯該是“忙人”，也就是説，“使人忙亂”。廣州話的例像“嚟齊”、“變成”是自動，“刨平”、“打倒”是使動。單純的動詞也有使動，比方“落糖”＝“使糖落”（茶裏放糖）。厦門話的例像“食飽”、“來遘”是自動，“寫好”、“煮熟”是使動。單純的動詞也有使動，比方“駛車”＝“使車駛”。上海話的例像“走好”、“來到”是自動，“弄壞”、“送到”是使動。單純的動詞像“討厭人”＝“使人討厭”，也是使動。

6．古漢語的使動就更豐富了。咱先引一條書説明：《顔氏家訓·音辭篇》説：“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音補敗反。”這説明江南學士很尊重這自動、使動的區别。所謂打敗人軍當然＝“使人敗”。其餘像“鬥鷄走狗”、“富國强兵”，那四個動詞全是使動詞。使動詞有些個單有自己的音，有些個甚至於單有自己的寫法，比方“食”、“飲”、“至”、“順”的使動式就是“飼”、“飲（[image: ]
 ）”、“致”、“馴”。

五

現在咱講動詞的詞尾
 。加上這些東西以後，動詞也分得出自動跟使動來，所以咱分開處理。這一節講自動的。

1．自動的詞尾有二十幾個，這裏頭還可以再分小類。這些小類怎麽分呢？咱用一句話，裏頭用上一個帶詞尾的動詞，然後再把這動詞的詞尾去了，换上個别的，要是原句子還可以講呐，這兩個詞就是一類的，比方“昨日我碰上趙頭兒了”這句裏的“上”可以换上“了”，也可以换上“見”，那麽他們都可以歸到一類裏去。可是“昨日你來的時候，我正寫着哪”這個句子裏的“着”就不能拿“了”或者“過”給他换上，所以不是一類。照這樣子，咱把自動詞尾分成三類。每類用一個用得最多的作代表，就叫了類
 、着類
 、過類
 。

2.（1）了類詞尾頂多。咱一個一個的講。可是請讀者記住一樣兒事情，咱説某一個詞尾的作用是什麽，並不是講詞尾，也不是講咱拿他舉例那個動詞，咱講的是整整兒這一類動詞加上這個詞尾以後起了些個什麽變化，不過不能把所有的動詞都説出來，只好舉兩三個例罷了。

a）了lə，帶重音的念法是liǎu，這個詞尾用得最多。寫到紙上的時候，他跟語氣詞“了”一樣，所以常有人弄不清楚。其實那個“了”的聲音常跟後頭的另一個語氣詞粘上，變成一個音綴，像“來了”跟“啊”粘成“來啦？”，“走了”跟“嘔”粘上變成“走嘍”，這個可是永遠不變，老是lə。一個動詞，加上“了”以後有什麽變化呢？咱先舉幾個簡單的例看看，爲看着清楚，咱把補足語也寫上：

吃飯　　放假　　寫字　　買書

吃了飯　放了假　寫了字　買了書

拿這兩行一比，就看出來上頭那一行裏的事情説得不怎麽清楚，比方剛寫字，寫了不到一行也是寫字，寫了一大堆還接着寫也是寫字，就連寫了多少以後不再寫了也是寫字。事情講得本來不錯，就是不够清楚的。再看底下那一行，就知道加上了以後的話清楚多了，比方寫了字就是説已經寫了多少字不再望下寫了。用語法學者的話説，了是表示完成
 的。要是一件事情發生得飛快，一眨巴眼兒就過去呐，這新加的變化還不怎麽顯眼。比方“起風了”跟“起了風了”，前頭那句説有這件事，後頭那句説風已經“開始”了，差也差不多。等到用到可以拉長了的事情上這分别就大了，比方“插秧了”跟“插了秧了”就清清楚楚的是兩碼事：説“插了秧了”的時候，秧都插完了。這就是“了”的作用。在這兒還得跟讀者交代幾句話：咱説一件事完成
 是指這件事本身作到什麽程度説的，跟歐洲語言裏的現在
 、過去
 、將來
 没關係。别管一件事是多咱作的，反正他總有作到十成的時候，也有作到三成五成的時候；只要是作到十成，他就是完成
 ，倒不一定非得是過去作的不成，比方“明日下了課咱瞧電影兒去”裏頭的“下了”就是指着將來的事説的。别看下課這件事拉不了多麽長，由打鐘起到人全都走散了也不過三兩分鐘，咱也照樣可以説“了”，因爲咱是指着下課那件事作到十成説的。

b）着zrə，zr，r，帶重音的念法是zráu。這個詞尾跟着類
 的着没關係。要講來源，他倒跟“着火”的着zráu、“着病”的着zrâu是一碼事，跟“附著、粘著”的著也是一回事。他的用法像底下這幾個例子：

碰人　　見校長　　找房子　　摸電門

碰着人　見着校長　找着房子　摸着電門

上頭那一行光説作什麽事，並没説這事辦到了没有，底下這行可説的是辦到了，换句話説，完成
 了。這些“着”的作用是給前頭的動詞加上一個“遇上”的意思。最清楚的是“找着”這個例。“找房子”的目的當然是找着一所合適的房子，要是“着”，自然算成功了。上頭的“着”都可以拿“了”代進去，所以算“了”類（代進去以後意思當然不一樣了）。

c）見zin，帶重音的念法是ziàn。這個詞尾的來源跟獨立用的動詞“見”一樣。所以有些人不肯承認他是詞尾。可是咱把他算成詞尾的理由可很充足。第一，他不能獨立，没有重音跟調形。第二，他代表的意義跟“見”的意義差得很遠。誰也想不到用鼻子“見”點兒什麽去，可是“聞見”是常説的話，這表示他們兩個别看原是一家子，早已經分裂了。詞尾“見”zin的用法像底下這幾個例子：

遇雨　　　聽響兒　　聞味兒

遇見雨兒　聽見響兒　聞見味兒

上頭那行光説辦的是什麽事，没説這事辦成了没有，底下這行可是指着辦成了説的。平常用“見”，總是加到代表感覺的動詞後頭。中國古代人説“心不在焉”、“視而不見”，那就是説，一個人可以“看”點兒什麽，可是没“看見”，也就是説，没完成任務。上頭用“見”的地方，都可以换上“了”。

d）成crəŋ，帶重音的念法是[image: ]
 。這個詞尾的用法像底下這幾個例子：

變人　　長樹

變成人　長成樹

上頭那行光説作的是什麽事，没説作到什麽程度了。底下這行説的都是完成，例子很明白，不用再講了。“成”平常都加到代表“變化”、“製造”的動詞後頭。原形容詞變來的動詞後頭常加“成”，比方“瘦成骨頭架子了”。上頭用“成”的地方都可以换上“了”。

e）死se，s，帶重音的念法是sě。這個詞尾跟跟他一個來源的動詞死sě的關係非常密，就是有一點不一樣，他不一定包括“没氣兒了”的意思。用法像底下這幾個例子：

摔　　病　　累

摔死　病死　累死

底下這行多加上一個“真死”或者“半死兒”的意思。因爲説話的人喜歡加重口氣，所以常用這個詞尾。有一程子，北京市的中學生，尤其是女學生，幾幾乎把所有的形容詞都加上死，當動詞使。這一個詞尾也可以用“了”代。

f）給gei，gə。帶重音是gěi。帶這個詞尾的動詞差不多都是代表“授受”的關係的，比方：

借你　　送人　　賣

借給你　送給人　賣給農民

底下這行加上“給”，與其説是加了一個“給”的意思，還不如説是表示完成
 的。比方：“你帶這麽些口蘑幹麻？”“我這是帶回家送人的”，裏頭的“送人”光説明口蘑是幹什麽用的，可是“唉，不巧了，我都送給人了”裏頭的“送給人”就是説東西已經换了主兒了（倒不一定拿走了）。這就是説，“送”已經完成
 了。上頭的例子，除了第三個以外，都可以把“給”换成“了”。第三個也不是語法的例外。是説那麽一來，意思差得太多了。

g）到də，帶重音的念法是dàu。平常寫字的時候，有人寫“在”。本來北京話説“在”是説dǎi，所以也没法子説də（至少一部分）不是從“在”變來的。咱寫“到”，是因爲裏頭有一部分可以確定是“到”的，像“跑də那兒”，並且“到”可以包括“在”，“在”不能包括“到”。另外還有一部分，平常寫“得”，像“吃得真飽”、“熱得要命”，咱憑厦門話跟客家話的“及”、“到”也給定成“到”（看第一章），除了尊重閩、客兩系方言的證據以外，也因爲單憑方塊字分不過是廢話，憑聲音分又光是個də，連個帶重音的念法都没有，實在没法劃開。其實要是咱現在用的是拼音字，那麽連這類問題都没有，所以咱就乾脆合起來。用詞尾“到”的例像：

掉地下　　坐桌子上　　記賬上　　熱　　　　冷

掉到地下　坐到桌子上　記到賬上　熱到要命　冷到零下十度

前三個例子“到”某幾個具體的空間上，後兩個“到”某幾個“點”或者某種程度
 上。詞尾“到”跟十足的動詞“到”有一個區别，就是不一定包括“挪動”的意思。有人看見詞尾“到”跟動詞“到”當間兒的關係太明顯，就想把詞尾“到”説成動詞或者介詞
 ，讓他跟後頭的補足語先結成一個單位，再拿來描寫前頭的動詞。這種分析法咱没法子同意。因爲一個動詞或者介詞
 可以是句子的頭一個音綴，可是這個də向來没在句子的頭一個音綴上出現過。光看方塊字，“在地下”或者“到地下”自然可以講，可是一上口，də [image: ]
 完全不像話。前三個例子裏的“到”都可以用“了”代。後頭那兩例子裏的動詞是由形容詞變來的，那“到”不能用“了”代。可是都表示完成
 的意思。

h）開kai，kei，kə帶重音的念法是kâi。這個詞尾跟“到”性質差不多，不過方向正相反，表示“離”的意思。比方：

躲我　　走　　滚

躲開我　走開　滚開

底下這行裏的“開”都可以用“了”代，都加上個完成
 的意思。

i）下sia，sie，帶重音的念法是sià。這個詞尾跟開也差不多。用“下”的例像：

坐　　爬pâ　　　　住

坐下　爬下pâsie　 住下

這個詞尾跟“下來”的分别是，“下來”表示挪地方，“下”不過表示“留”、“停”的意思就是了，就是“爬下”裏頭也只是説人的身子站到一個地方上由高到低，也不像“跳下來”是的，表示從一個地方挪到另外一個地方上去，“下”也可以用“了”代。

j）在這一節裏咱講一套詞尾。這一套的骨幹是來lai、lei跟去ciu、ci。動詞可以直接帶上這兩個東西，像“拿來”、“拿去”……。可是平常他們前頭還複合上另外一個由動詞變來的東西，變成雙音綴的詞尾。咱可以把他們列成一張表：

[image: ]


這些東西全不帶重音，“上來上去”、“下來下去”聲音還變得挺厲害。他們附加到動詞上一個挪動地方的意思。比方咱用“爬”跟“跳”這兩個動詞再加上這些東西，就可以造出來：

[image: ]


這些例子表示出來加上詞尾的動詞除了加上方位的意思以外，還加上個完成
 的意思，所以他們是了類
 的，也能用“了”代。“起來”也表示“開場”、“動手”的意思，比方“吵起來了”。

（2）了類詞尾都可以跟“了”本身合着用，比方“看見了一棵樹”。

這類的詞尾各大方言區裏都有，不過因爲他們的輕重音格式不顯明，所以好些個兩可的情形很難判斷就是了。咱現在可以舉幾個確實的：客家“忒”，像“賣忒咧”；廣州的“□”，像“食□飯咯”；厦門的“有”，像“我聽有（＝聽見）”；“着”，像“割着”；上海的“掉”，像“逃掉”。至於表示方位的“來、去”之類的更是太平常了，没一個方言裏没有。咱光舉一個有趣兒的例子：厦門話説“回去”是説“倒來去”或者“轉來去”，這“來”跟“去”要不算詞尾，算十足的動詞，那麽“又來又去”怎麽講呢？中古漢語的“歸去來”，也不是又去又來。

3（1）第二大類是着類
 。這一類只有兩個詞尾。

a）着zrə，zr，r。這個詞尾的用法像底下這幾個例：

帶刀　　拿槍　　騎馬

帶着刀　拿着槍　騎着馬

上頭那行光説作的是什麽事情，底下這行就説明那事情没辦到十成，一直還在那兒辦。比方“騎着馬”那裏頭談到的那個人還在馬鞍子上，可是“騎了馬就射箭去”裏頭可説的是從馬鞍子上跳下來以後的事了。語法學家管這種詞尾叫未完成
 或者持續
 的詞尾，在班上教書的經驗證明後頭這個叫法好。這個“着”跟“了類”的“着”不一樣。

b）住zru，zrə，zr，帶重音的念法是zrù。用法像底下的例子：

坐　　呆dâi　　躺　　靠牆

坐住　呆住　　 躺住　靠住牆

要論這些例子裏的聲音，跟“着”本來分不開，要論意義呢，詞尾的意義本來很抽象，也没法兒證明準是幾個。只有等他帶上重音以後才能分開。請看第七節。

3（2）各大方言區裏也有持續性詞尾。咱舉幾個確實的例：客家“倰”len，像“看倰書”（這個説法梅縣没有，是台灣的客家人用的）；廣州“緊”，像“插緊秧”、“正在睇緊”；蘇州“仔”，像“看仔俚”。厦門話（客家話也差不多）因爲有“在看、在食飯”的“在”可以使，就不用着類的詞尾了。

4（1）第三大類是過類
 。這一類只有一個詞尾，就是過，聲音是guə。用法像底下這幾個例子：

見校長　　到北京　　出門兒　　看大象

見過校長　到過北京　出過門兒　看過大象

上頭那一行光説作的是什麽事情，底下這行還加上一種附加的意思，就是“從什麽時候起，到現在，曾經有這種經驗，頂少一次”。比方有人説“我到過北京”，咱就知道他這一輩子有到北京的經驗，也許就一回，也許十回八回，都不一定，可是都在他説那句話以前。要是他説“我今年到北京”，是一月一號到現在。咱管這種詞尾叫經驗
 詞尾。“過”跟“過來”、“過去”完全没關係。

4（2）經驗詞尾各大方言區都有，不必舉例。只有客家話喜歡拿他跟“有”合着用，比方“你識佢嗎？□有見過佢一次”。要是學説北京話，這個“有”不能用，因爲客、閩、粤三系方言裏的“有”並不完全跟北京“過”相等，比方厦門“汝有去無？”也可以翻成“你去了嗎？”、“你去過嗎？”、“倒是汝識bat去唔？”。

5．這三類詞尾，完成
 ，持續
 ，經驗
 ，都是自動
 的。

六

這一節咱講使動
 的詞尾。這些個詞尾就是上頭那些個。他們的分别也可以用咱講複合的老辦法考查。比方“變成大人”要是“甲變”的話，誰“成”呢？當然是“甲成”。那麽這是自動態。可是“打開門”裏頭當然是“甲打”，可是“門開”了。這就叫使動。原來這種詞尾的來源真是兩個動詞，用的時候跟“派他去”、“讓他説”的格式一樣。這種格式還存到吴語裏，比方“打死他”，他們説“打他（伊）死”。要是讓咱分析吴語，咱也不一定説後頭那個“死”是詞尾。可是北京話的次序明明表示出來“打”跟“死”的關係密，“死”又有輕音，不在句子頭上出現……各種條件，當然得算詞尾了。

1.（a）死　這個跟自動詞尾“死”一樣，可是用法不同，比方：

氣人　　笑人

氣死人　笑死人

這兩個動詞在民間文藝裏有個很好的例：《説岳精忠傳》上牛皋打敗金兀朮的扣子（節目）就叫“笑死牛皋，氣死金兀朮”。平常用，那“死”也不過表示“厲害
 ”，並不真代表“没氣兒
 ”。這個詞尾也可以用“了”代（當然意思差好些個）。

（b）上　這個詞尾抽象得多，比方：

安電燈　　寫賬　　編號碼兒　　關門　　鎖箱子

安上電燈　寫上賬　編上號碼兒　關上門　鎖上箱子

沏茶　　　熬湯

沏上茶　　熬上湯

這些例可以分成三組。前三個真有“上頭
 ”的意思，電燈安到房頂上，賬寫到本兒上，號碼兒編到包兒上。當間兒兩個的“上”就没什麽方位的意思，不過像“弓上絃”裏的“上”，表示“緊”、“準備好了”、“可以用了”的意思。儘後頭那兩個簡直跟“了”没分别，頂多也不過有點兒“準備好”或者“辦好了”的意思罷了。

（c）下　這個也比自動詞尾抽象，除了表示方位以外，還有别的，比方：

放刀　　撂筷子　　留菜　　落là東西

放下刀　撂下筷子　留下菜　落下東西

前頭那兩個還有方位的意思，後頭那兩個裏的“下”實在只有“後頭”、“除外”的意思。這個詞尾也可以用“了”代。

（d）開　這個簡單，比方：

打罐頭　　　揭蓋兒　　　掀被　　　開門

打開罐頭　揭開蓋兒　掀開被　開開門

這個“開開”可不是重疊式。這裏頭的“開”都可以用“了”代。

（e）方位詞尾也跟自動式一樣：

　　　起　　進　　出　　上　　下　　回　　過

＋來　起來　進來　出來　上來　下來　回來　過來

＋去　起去　進去　出去　上去　下去　回去　過去

拿“送”舉例：

送

　　送起來　送進來　送出來　送上來　送下來　送回來　送過來

　　　　　　送進去　送出去　送上去　送下去　送回去　送過去

（f）住　zru，zrə，zr。這個詞尾最奇怪。在自動式裏，他是“着”類的，可是在使動類裏，他是“了”類的，比方：

頂門　　留種　　存錢

頂住門　留住種　存住錢

要不“頂”，門就要讓人家給撞開了，非得“頂”了才住，所以他是使動態。可是等他一住，“頂”這件事情也完功了，所以他是了類
 。

2．各大方言區裏都有使動態的詞尾，最通行的是死。全漢語裏簡直没一個地方不説“氣死人”、“笑死人”的。

3．複合動詞只可以帶完成體詞尾，比方“説明了”。

七

1．除了詞尾以外，動詞還有詞嵌。一共有兩個，一個是“得”də，是肯定的，另一個是“不”bu，是否定的。這裏頭只有“不”叫詞嵌可以“當之無愧”，“得”有時候只是個詞尾。爲説着方便咱先由“得”説起。

2．一個動詞（單音綴的多）加上詞尾“得”以後起什麽變化呢？比方，“看得”、“去得”跟原來的“看”、“去”有什麽分别呢？咱説他是加上了一個“可以”的意思：“看得”就是“可看”，“去得”就是“可去”（指一個地方説的）、“可以去”（指一個人勝任説的）。有些人照“概念”判斷（其實是照英語帶able詞尾的例詞類推），説這動詞加上“得”以後已經變成形容詞了，那麽“得”該是形容詞的詞尾。咱現在不用這個話。咱隨便拿個形容詞來，比方“好”或者“漂亮”，拿他造句子，前頭時常加“太、挺、很”這類副詞。可是望“看得”頭裏加這些東西可辦不到，要是咱再用“好好兒、漂漂亮亮兒”的格式一考，那就更能證明“看得”不是形容詞了。

在這兒咱還得聲明一句：記得跟認得這兩個動詞，别看在早期的話裏也是用兩個單位拼成的，現在可不能拆開講，只能算雙音綴的單純動詞。這有兩個緣故：第一，他們的否定
 格式是“不認得”、“不記得”，跟底下咱要講的不一樣。第二，他們裏頭的“得”的音往往念成duə，dəu了。

3．加“得”的動詞，要想否定，那“不”得插到動詞跟“得”當間兒，比方：

看得　　吃得　　喝得　　説得　　打聽得

看不得　吃不得　喝不得　説不得　打聽不得

“看不得”就是“不可以看”，“説不得”就是“不該説”。

4．要是原來的動詞後頭本來有表示完成
 、持續
 的詞尾呐，“不”跟“得”就真是插進去的了，咱可以舉些個例：

吃不了　碰不着　看得見　變不成　摔不死　躲得開　爬不起來　坐不住　氣不死　關得上　放不下　打得開　扔不上去

只有帶了類
 、着類
 詞尾的可以用詞嵌，帶過類
 詞尾的不可以：因爲帶過的都是指着過去的經驗説的，事情早已辦完成了，當然談不到什麽可以不可以了。複合動詞可以帶詞嵌。

5．本來所有動詞詞尾都没重音，可是加詞嵌以後，就把三音綴的念成“中輕重”，四音綴的念成“中輕中重”，比方“看不見”是kàn bu'ziàn。“看不出來”是kànbucrû'lái。

6．各大方言區裏的“得”跟“不”相當的東西都有，可是有一樣，他們後頭不可以再加别的東西，比方客家“做得”、“做唔得”；廣州“食得”；厦門“門會關得”；上海“來得去弗得”。粤、閩系的否定詞“唔”或者“bue無會”都是放到頭裏的，不在話下。客、吴兩系的“唔得”跟“弗得”乾脆可以算雙音綴的否定的詞尾，不必説“唔”、“弗”是詞嵌了。

八

除了表示“可能”的詞嵌以外，動詞本身還可以什麽詞頭、詞尾……也不加，但是加上個意思，比方：

你去不去？我去！

後頭那句裏的“去”除了平常的意義以外，還加上了一個“願意”、“要”的意思。這個成分在别的方言裏都明説出來：

厦門　汝要be去唔？要去！

客家　你去唔去？愛去！

重慶　你去不去？要去！

從這些例子裏可以證明北京話的“去”上頭也加了一個東西。讀者要是不反對的話，咱可以學印度語法學者的辦法，説是這個“去”後頭加了一個零詞尾
 。照數學裏别管什麽加上零還是原來那個東西的規矩，動詞的形態不起變化。加零詞尾
 的作用是表示意欲
 。

九

咱把這一章裏頭講動詞形態變化的作用總起來，給他們起幾個名字。第一節到第三節講的是表示“一下兒”的方法，咱管這個叫量
 。四、五兩節（六節裏也附帶講了）講的是自動
 、使動
 的話，咱管他們叫態
 。第六節講的是完成
 、持續
 、經驗
 的話，咱管他們叫體
 。第七、八兩節講的是可能
 跟意欲
 的話，咱管他們叫性
 。這幾個名詞兒是從講俄語語法的書裏借來用的，並不完全跟原意相合，不過大致也不别扭。現在咱可以列張表：

加上的意思　　　表示他的形態

量______________重疊，詞尾“巴”

態　自動________複合，詞尾“了”……

　　使動________複合，詞尾“死”……

體　完成________複合，詞尾“了”……

　　持續________複合尾詞“着”……

　　經驗________複合尾詞“過”

性　可能________詞嵌“得”、“不”

　　意欲________原形，或者“詞尾零
 ”

照這個樣子，咱可以給一個動詞裏頭的成分分析得很清楚。比方“我打不開這扇門”裏的“打不開”包括使動態
 、可能性
 （否定的）兩種成分；“吃飽了就睡”裏的“吃飽了”包括自動態
 跟完成體
 兩種成分。這裏頭只有量
 貫串到别的詞類裏去（數詞不在内），别的都是動詞獨有的。

十

拿别的詞直接當動詞用的例，在古漢語裏最多，比方“妻帝之二女”、“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善之”、“聖之”、“三之，五之”、“卿其壻”、“無受爾汝”……。現代各大方言區裏也有這種例子，可是不多。北京話的例子分兩類。用名詞當動詞的多數是工具，像“拿水車車水”、“拿鋸鋸木頭”。别的名詞較比少，像“狗他一下兒”、“火兒了”、“顛兒了（騎馬的話）”、“竄兒了”、“氣兒了”。别的詞在寫的文章裏很多，可是口語裏名詞上都帶詞尾，像“拿鈎子鈎”、“拿水舀子舀”，等一寫到紙上，人就把這些詞尾全漏下去了，給人一種錯覺，當是有這麽多詞類的轉變
 了，這是口語跟文章脱節的罪過兒。拿形容詞當動詞的最多，只要加個動詞尾就成，有時候連詞尾也不加，比方“你把這粥熱熱再喝”，“熱熱”的音是[image: ]
 ，所以知道他變了動詞了。這麽變來的使動詞多極了。

十一

現在交代幾句講副動詞
 或者介詞
 的話。漢語裏有介詞
 没有呢？咱説，看介詞
 是指什麽説的，要是指的是跟印歐語言裏頭的介詞一樣性質的東西，那麽就可以説“乾脆没有！”有人看見英語He sits in the room翻成“他在屋裏坐着”，“在”跟“裏”别看拆到兩下裏，還是可以翻in，就給“在”扣上個介詞的名義。這實在不妥當。這種in的用法也顯不出他的特性來。原來印歐系的介詞的本質是他表達的是兩個東西的關係
 ，比方英語有半句話是chair in the room，除了説了兩件東西以外，還説了一種甲在乙裏頭的空間的關係
 ，並且這種關係還是客觀的東西裏的關係，不是句子裏詞跟詞的關係，這才是典型的介詞。至於漢語的“在”呐，他説的是一件事情
 。咱光能用“屋裏的椅子”翻上頭那半句話，要翻成“椅子在屋裏”就不是原來的意思，變成一個完整的句子了。所以説，漢語的“在”怎麽説也是動詞，漢語没那種光表達關係的介詞。有人看明白了這一點，就管過去讓人認成“介詞”的東西叫“副動詞”。這個名字較比好點兒，因爲他的意思是説，在“他在屋裏坐着”這個句子裏“坐”是主要的動詞，“在”也是動詞，可是不那麽重要，所以算“副”的，這話倒是真通印歐語言的人説出來的，因爲他知道漢語的多數的副動詞只是在某個句子裏才是“副”的，挪到别的句子裏去，他照樣可以獨立造句子，作主要的動詞。咱現在要説的是，一般的副動詞
 ，要是説明主要動詞的方式的話，應該用持續體
 ，比方“騎着驢看書本兒，走着瞧”裏頭的“騎”跟“走”。可是光憑這一條咱還不能找出來哪些詞是過去叫介詞
 的東西，因爲這個“着”不是非用不可的。咱還得再加上一條：他不能獨立造句子（回答别人的話不算）。這麽找出來的東西是底下這幾組：

a）給　像“我給你送信去”，這“給”只是“爲你作事”的意思，不是表達“授受”的“給”。他後頭的補足語也可以不説，像你給開開門。

b）把、連、管、拿　這裏頭“把”、“連”常跟“給”合用，像“勞駕連那本兒書給帶來吧”。“管”一定得跟主要動詞“叫”合用。“拿”（這不是當“使”、“用”講的）一定得跟主要動詞“當”合用。

c）由、從、起ciě、打、望uàŋ、按　除了“按”都是表達方位的。

這些東西都不能單獨造句子，也不能用持續體
 。至於他們的作用呐，咱上造句法裏説去。也許再過幾百年，漢語裏發展出真正的介詞來了（可是用一二十個介詞表達宇宙裏一切關係並不是什麽便宜事，印歐語言的介詞有時候一個詞有五六十種用法，最没條理，讀者可以自己查查咱的翻譯作品裏“在……下”有多少種用法），那大概可以猜出來，是這幾個東西的後身。

十二

最末了兒，還得交代幾句講助動詞
 的話。有人把動詞分成兩份兒，要、能、會……叫助動詞，跟别的動詞不一樣。這理由是他們老拿别的動詞當補足語，像“我要走了”，這不過是空口説白話，並没真實行。要把這主張貫徹到底的話，就可以發現“我想走了”、“我打算走了”、“我惦記着走了”、“我浄顧走了”裏頭的“想”、“打算”、“惦記”、“顧”都成了助動詞
 了。這其實是受的印歐語法，尤其是英、德語法的影響。印歐語法的動詞確實喜歡拿别的動詞當補足語，可是那不是他們跟普通動詞不一樣的地方。真不一樣的是他們後頭用的動詞往往單有某一種形態（在英、德語裏是不帶詞頭的不定式）。這在漢語裏是不成立的。在漢語的句子裏，這個東西是主要的動詞，一點兒也不是助别人的，比方上頭那句話後頭加了個“了”表示實現
 ，到了兒是給誰加的呢？是“要了”呢，還是“走了”呢？誰都看得出來，是“要了”。管他叫助動詞
 就叫“名不正而言不順”。還有人分出助動詞來是根據形態
 ，據説助動詞不能重疊
 。這也是受印歐語法影響的，因爲印歐的助動詞變起位來往往跟普通動詞不一樣，在德語裏最顯著。喜歡講重疊式
 是著者的脾氣，可是我們没法兒同意這一條，因爲要承認這個話一定得先承認所有不是助動詞
 的動詞都是重疊。事實上愛、恨、怕、懂、遇、死這些詞都是普通動詞，可都不能重疊，上頭咱舉的“顧”、“惦記”也都不能重疊。讀者請記住，重疊是表示“一次”的，要是不能數次數兒或者不好數的事情，自然就不重疊。一個人不能死多少回，所以也用不着“死一下兒”，這還不明白嗎？還有人分出助動詞
 來是因爲他們可以跟詞尾的作用一樣，比方“能去”跟“去得”是一個意思。這一説較比高明。可是一種意思原可以有好些種説法，有用形態變化的，有用實體詞的。比方“看看”當然是表示量
 的形態變化，可是“看一眼”就是用動量詞
 表示的，“一”是數目字，“眼”是量詞，複合到一塊兒，作“看”的補足語
 。咱要是不因爲“看看”是形態變化就把“一眼”也單算個什麽東西，那麽也不因爲“得”是可能性詞尾就把“能”單算什麽。在咱的語法系統裏，造句法講補足關係的時候説一句“動詞可以用動詞作補足語”就把什麽助動詞不助動詞的都給包括進去了，所以這兒光是“破”，可不“立”。



附録


 民族語言、文學語言跟地域語言

原著者：契珂巴娃

原書：《語言學引論》（1952年，莫斯科）俞敏　節譯

照語言學的講法説，叫文學語言的不光指着藝術創作的語言説，也指着科學研究的、政治論文的語言、報紙雜誌的語言説，“一言以蔽之”，就是書面的語言。所有的民族語言都是文學語言。可是文學語言可不全都是民族語言。像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捷克、波蘭……德國、法國……中國、朝鮮……的文學語言就是民族語言：“民族語言”跟“文學語言”在這些地方兒合成一個了。可是作文學語言的也可以是個部族語言……（像錫伯族的滿語——譯者）。

文學語言在民族形成的時候就變成全民族的語言。可是有些文學語言往往是在民族産生以前很久的時候就成立了；照着斯大林學説是形成民族必不可缺的四個重要因素（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居住地，共同的經濟生活跟共同的心理狀態），不是同時産生的：“……民族的要素——語言，地域，共同的文化等等的——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還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裏逐漸創造出來的。”（斯大林：《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中文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曹葆華、毛岸青翻譯，第五頁）

在本民族形成以前成立的某某民族的文學語言，用共同語言的身分擔任一種民族生活裏的統一因素的角色。

在各歷史時期裏文學語言也可以給部族服務，也可以給民族服務。在所有的文學語言的生命階段上，頂重要的事情是文學語言跟地域方言的關係。所以底下説説文學語言跟口語、地域方言的相互關係的特點。

這種相互關係可以簡簡單單的用底下這些話表示出來：

1．文學語言照例只有一種。方言（跟小方言〔говор這個詞兒有人翻成“土話”，不怎麽妥當——譯者〕）别管在哪一種語言裏，可是永遠比一個多。没一種語言，哪怕是分佈得頂不廣的，裏頭没有方言的差别的。好些個分佈得廣的語言都有好些種方言，好幾十種小方言。統一的文學語言跟方言的五花八門正成個對比；書面語言的統一性正是他的力量。文學語言的使命是作共同語言。文學語言越統一，他也就越適於他的責任。

2．文學語言是建立在某一種方言的基礎上的。比方，照着斯大林的指示説，在俄羅斯文學語言的底下有庫爾斯克—奥勒爾話打底子。斯大林這麽説也就等於肯定在形成作南部方言（把不帶重音的o念a）跟北部方言（把不帶重音的o還念o）的中間地帶用的莫斯科小方言的時候，南部的、用a代替o的口音的作用重要。所以也等於肯定在形成文學語言——他的特點正是a音，不用o音——的時候，南部的、用a代替o的口音的作用重要。

烏克蘭民族語言用烏克蘭語言的坡爾塔娃—基輔方言打底子。格魯吉亞文學語言建立在東格魯吉亞的重要方言，卡爾提里話的基礎上（除了卡爾提里話不算，數卡歇汀話跟新格魯吉亞文近）。

羅馬方言給拉丁語言打底子；亞的克方言（就是雅典城市民説的話——譯者）給希臘共同語言（闊依訥話）打底子；巴黎的方言給法語打底子；托斯干省省會佛洛倫斯的方言給意大利語言打底子；還有好些别的例子哪！

把哪種方言擱到文學語言的基礎地位上這件事情靠的不是語言的條件，是社會、政治性的情況，也就是説，靠的是説某種方言的人在文學語言創立的時候在本國的社會政治的跟文化的生活裏起領導的作用。

文學語言是建立在某一種方言的基礎上的，可是他可不跟某一種方言百分之百的相合。

文學語言就在剛成立的時候就多多少少的超出基礎方言（這是文學語言的營養的源泉）的範圍外頭去了。在繼續發展的過程裏他也利用别的方言的材料。這一點特别牽掣到詞彙的特點方面：好些個具體的意思的説法兒能够從某某方言裏自由的流進文學語言裏去，要是在基礎方言裏那個相當的字已經有了别的用處而需要個新字眼兒來代表這個新意思的話（從别的語言裏連意思都借過來的字眼兒不是常常行得通的）。

文學語言可以無限吸收方言詞彙。方言詞彙補充文學語言不足的地方，把文學語言給弄豐富了。在形態學、語音、造句法方面的情形可就不一樣了：在這幾方面，方言的形式（原文是現象——譯者）侵入到文學語言裏去以後往往是造出來就文學語言説是不必要的重複的説法、没有各别作用的平行的兩可的説法。這些東西不光不豐富文學語言，反倒把他的語音、形態、造句法體系的完整性給打亂了。像cлaжe
 跟cлaшe
 ……（這裏删去了好些俄語的例子，大致好像漢語的“隄（低）防：隄（提）防”、“歌兒：歌子”、“爲什麽：爲着什麽：爲了什麽”、“漂亮不漂亮：漂不漂亮”、“給我錢：給錢我：給我以錢”、“有當司令員的，有當參謀長的了：司的司令員，參的參謀長了”……——譯者）這種平行的、兩可的説法什麽意義的區别也不包含，也不豐富文學語言，也不能有在文學語言裏出現的權利。

3．文學語言的發展不跟方言的發展完全一致。可是文學語言的營養源泉可是用方言的口語。丢了這個性命交關的重要源泉，文學語言就停止發展了：本來活的文學語言變成死語言了。這種死的書面語言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中世紀的拉丁語（在中世紀，拉丁語在全西歐都當書面語使，可是他並不是任何人的家鄉話：没有一個作媽的跟他的小孩兒説拉丁話）。

從上文可以推出這麽個結論來：文學語言的性命交關的利益要求他不跟他的命根子隔離，不跟口語的不盡源泉隔離。這就是“全民性”非得是文學語言的生存跟發展的根本原則不可的道理。這個原則是從文學語言的本質上，從他跟方言的、口語的相互關係上生出來的。

4．至於文學語言豐富起來的次一等的（可是並不是不重要的）源泉就得數他跟别的文學語言的關係了。這種關係首先表現在翻譯藝術、科學、政治的文章的時候跟原作的那些語言的關係上。比方，翻譯馬列主義的經典（馬恩列斯的著作），世界文學的經典（托爾斯泰、沙士比亞、哥德、但丁、魯斯他維爾、舍夫琴珂、米兹刻維赤等等人的作品），翻譯科學思想的經典著作（巴甫洛夫、雪車諾夫、達爾文等等人的作品），翻譯像亞力士多德、柏拉圖、黑格爾、格爾金、車爾尼舍夫斯基等等思想家的著作——自然，給那些用來翻譯的文學語言帶來豐富起來的機會。

大伙兒都知道，在某些（原文是“每”，跟事實不合——譯者）民族的文字的發展的最早階段上，翻譯文學有絶對重要的意義。好些種文學語言的歷史證明，即便是翻譯宗教文學——在某一個時期裏——也成了刺激書面語言形成、發展的力量，往往還是創造書面語言的誘因。

5．文學語言是文化的産物，同時也是文化發展的工具。工具越是要多豐富有多豐富，他的結構越是完美，他也就越能好好的完成他的任務。這就是説：文學語言的發展不能不受管理，不能不標準化。在某一個村兒、某一個地區的某一帶怎麽説話，誰也過問不着：方言性的話不立標準；没有哪個機關給他的發展弄標準化了。

文學語言的改善，遵守他的標準，他的合標準化的發展問題這些事可是注意跟照顧的對象。學校負責在青年學生裏推行文學語言。藝術文用他的感染力加强文學語言的地位（順便説一句，讀者是不知不覺的）。在咱們蘇聯的條件底下文學語言（民族的、部族的）可變成國家機關照顧的對象了。一般的文化發展水準越高，文學語言起的影響也越大，特别是在口語跟方言上。所以各方言（除了作文學語言的基礎的方言，跟本來就跟他極近的方言）逐漸的消亡，跟文學語言接近這件事也就很好懂了。這種情況斯大林在分析民族語言跟方言的相互關係的時候着重説過。他説除了基礎方言以外，别的方言“喪失了自性，溶到這些（就是民族的——原註）語言裏去，並且在那裏消滅了”。

自然，就是到了方言的差異磨滅了以後，口語還是文學語言的營養源泉。

6．在本語言的某一種地域方言的基礎上興起來的文學語言照例總當全國、全民族的共同語用。

可是也有這麽種情形，就是外國語言行使文學語言的職權。這是人爲的共同語，没有在活着的民族語上扎根的。

舉例説，拉丁語在中世紀西歐的國家裏，阿剌伯語在好些個世紀裏在好幾個近東的國家裏就都是這個樣子。

被剥奪了居民的家鄉話的天然基礎的共同語光能維持個有限的時期。以後民族的共同語就把外國産的人爲的共同語給“取而代之”了。

從另一方面説，可以用口頭的没有文學記録的語言作共同語，這種語言的實例有“бoл мацц
 ”（部隊語言），是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的（答吉斯坦）的阿瓦爾語言的各方言代表人共同使用的東西。在“бoл мацц
 ”底下有北部的洪查赫的話打底子。

有些用某種方言作的口頭文學創作能够憑着他本身有的藝術感染力在本方言區以外得到傳佈。年代一久，他們也就變成公共的財産了。比方斯維揚斯克話有四種方言，没有書面語言，可是用一種跟這幾種方言全不一樣的形式唱歌兒（就好像京戲裏除了北京、湖北漢陽兩種方言以外，還有分尖團跟上口的習慣，號稱“中原音韻”，實際上是保存元朝人的唱曲子的傳統。現在這個大雜燴又連山西、河北、河南梆子給染上了——譯者）。

口頭的共同語非得在特别的條件底下才創造得出來。平常口語光能當地域方言存在。在方言裏也可以遇上全民語言的成分；多咱語彙跟語法結構越劃一，活方言也就統一了，全民共同語也就成了事實了。






 什麽叫一個詞？

爲作統計，我先把一萬音綴北京口語翻成音標文字。作的時忽兒碰上了些個難題：照規矩音標文字不該直翻漢字，該把多音綴的詞，寫成一個單位。可是有時忽兒幾個連着的音綴到底兒該算一個詞不該真難説。底下是一張難題清單兒。

1．像“喫飯”、“寫字”、“看書”，這種形式的語叢，到底兒該算一個詞呢，還是該算兩個呢？要是算兩個的話，他們的關係是什麽呢？有人説前頭的那個是“動詞”（verb），後頭的那個是“受事詞”（object）。也有人眼界寬點兒願意説的融通一點兒就跟着Bloomfield叫“行動—目標”（Action goal）關係。可是這個説法兒用到北京話上，還有毛病：

a．跟科學不合。説“看見亮兒”是“Action-goal”，正跟光學家説的倒一過兒，本來是亮兒刺激眼睛，眼睛才看見的。

b．解釋不了“曬太陽”、“烤火”這些語叢。要説“太陽”、“火”是“goal”，讓人家給曬了烤了，真是没那麽八宗事。

c．解釋不了“走人”這種語叢。因爲這兩個語根翻成印歐話就成了“Action-agent”了。

d．解釋不了“丫頭扶着太太”

“太太扶着丫頭”

這種語叢，因爲這兒的“goal”來回换，到了兒誰扶誰呢？

這a項没大關係，因爲盡管科學的事實是那麽個樣子，人類的常識也還可以把他看成另外一種樣子。剩下那三項可就不好解釋了。

要懂得這個怪事兒得用點兒歷史的知識。原來古漢語裏的這種結構就不是“Action goal”關係。古漢語這種結構有一個特點，就是可以望裏插進個“於”字兒去。比方“見王”跟“見於王”、“告王”跟“告於王”、“戰城南”跟“戰於城南”都是一樣的話，可以有兩個説法兒。可見得周秦人用這種結構，他拿後一個成分看成Loc．格。他的意思不是説一個“action”達到“goal”了，他是説一個現象出現在什麽什麽上了。要仿着Bloomfield的法子，就得叫“現象—方位”（Phenomenon-Where）關係了。這不純粹是用字不一樣：叫某一個東西“goal”，至少包含那作Action的Agent跟他不在一個空間或時間裏。由這兒就生出主動被動的概念來。Ph.w．並不包含有兩個空間。也正因爲後一個成分是Loc，所以他可以跟“所＋前一個成分”互换：“孔子”要是“主顔氏”的話，“顔氏”就“爲”了“孔子所主”了。

同系的話裏藏語也有這個現象。比方“打我”可以説成ya rduŋs-kidug，也可以説yala rduŋs-kidug，la正是“於”字兒。

大概最古的漢語是用“Loc＋於＋Phen”這個次序的，正跟藏語一樣。“見王”該説“王於見”。這種句型存在《左傳》的“室於怒而市於色”，《詩經》的“謝于誠歸”，跟《墨子》引武觀的“野于飲食”這些話裏。後來“於”字兒常常磨掉了，就成了“肉食”這種句型。到後來才有“食肉”這種次序。

既然來源是這麽樣兒的，北京話才有b．種現象。像“曬太陽”不過是“曬於日”就是了（厦門人還説“曝日”）。

不過北京話裏這種語叢的第二個成分實在不只於是有Loc．還有種種别的關係。比方“打人”裏的第二個成分是印歐的Ac．也可以説“把人打了”，“送人錢”裏的第二個成分是印歐的Dat，不可以用“把”。

“坐帳”裏的第二個成分是印歐的Loc．不可以用“把”。

“出家”裏的第二個成是印歐的Ablat，不可以用“把”。

“洗凉水”裏的第二個成分是印歐的Instr，不可以用“把”。

既然是裏頭的關係這麽亂，那只好説他們是一種複合詞就是了。這種形式的複合詞梵文裏就有，請看Whitney 1309。

説他們是複合詞，還有一個好處可以解釋北京話裏這種結構的第一個成分，那意義依賴第二個成分依賴的厲害。像“打架”、“打根基”、“打油”、“打票”、“打哈哈”、“打馬胡眼”、“打光棍兒”裏頭的“打”字兒，要離開後一個成分，簡直就没意義了。

北京話的雙音綴詞，有兩種。咱要把重音分成五等的話，（數目字兒越大，用的力氣也越大），這兩種就可以叫用42或41重音的，像“哥哥”、“兄弟”、“豆子”伍的，跟用34重音的像“金魚”、“大衣”、“長短兒”、“翡翠”伍的。在説北京話的人看起來前一種是單詞（simple word），後一種是複合詞（compound word）。“喫飯”這種詞兒用的重音是34，正好兒是複合詞的形式。

這種複合詞裏那兩個成分的獨立性還很大。北京人不光能把“喫飯”拆開，還能把“鞠躬”拆成“鞠了個九十度的大躬”，把“贊成”拆成“不敢贊你的成”，把“outside”拆成“鏖不了賽”。

所以説這種複合詞正像德語的zusammensetzen那種字，又可以合起來又可以拆開。人光看見寫兩個漢字了，就當是永遠是拆開的，才弄錯了把他們解釋成動詞＋受事詞了。現在咱們懂得他們的特性了，就在没拆到兩下的時忽兒把他們連着寫。所以“請你喫飯”寫成[image: ]
 三個詞。

2．像“作飯的”“掌櫃的”這種語叢本地人覺乎着他們是三音綴的詞。也許有人説“作飯的”是從“作飯的人”省成的，“作飯的人”可是由“作飯”、“的”、“人”三個詞組成的。現在既然省下去了一個“人”，還該剩下兩個。不過這個話漏了一點：“作飯的人”跟“作飯的”裏頭的“的”並不是一個東西。“作飯的人”裏的“的”，别看没意義不能獨立傳達什麽，可是在句子的組織裏有他的作用；照中國的習慣，算一個獨立的虚字。在他前後的詞，都是獨立的詞，所以算三個。“作飯的”裏的“的”可以粘到前頭的詞上，附加上一個意義，所以是個添後詞（suffix）。拿别的話比，“作飯的人”的“的”好像古漢語的“之”，日語的“ノ”，“作飯的”的“的”好像古漢語的“者”，英語的-er。所以盡管“作飯的人”包括三個詞，可是“作飯的”還是一個，就等於“厨子”。

現在問題來了：“幹甚麽的”是幾個詞呢？照“掌櫃的”、“作飯的”例推，也該是一個。惟一讓人心裏不安的是，“甚麽”這個詞的獨立性太大。盡管“喫飯”是一個意義單位，“吃甚麽”實在是有兩個意義單位。這反面的理兒實在够足的。

如今我把他算成一個詞，是根據底下這幾個理由：——

a．“幹活兒的”、“幹軍隊的”、“做飯的”這些詞的類推（analogy）的力量大。

b．要把“幹甚麽”算幾個單位就引起另外一個困難，“的”並不是“幹”或者“甚麽”的添後詞，實在是“幹甚麽”的添後詞，不把四個音綴連着就更没法兒寫。

c．“幹甚麽的？”這個話已經固定到像英語的“How do you do？”一樣了，成了一個東西了。

3．在“喫得”這個雙音綴詞裏“得”是1或者2度重音的添後詞，附加的意義是“可以”，此外還有一個否定的説法兒是“喫不得”，重音的形式是412。這裏頭的“不”是一個添内詞，插到“喫得”當間兒。

就漢字的形式看，“喫了”跟“喫不了”也可以用上頭的類推。實在的情形可不成。

先説“喫了”。這個“了”念lə，重音一度。乍一看，仿佛跟“喫着”的“着”、“喫上”的“上”一樣都是添後詞。不過有一點不一樣：“着”跟“上”光能插到“喫”字兒後頭，要是“喫”後頭跟着個“飯”，就得説“喫着飯”，不能説“喫飯着”。“了”可是又能跟“着”一樣，説“喫了飯”，又能閣到後頭，説“喫飯了”，還能用兩回，説“喫了飯了”。“喫了飯”的“了”只於是個添後詞，附加到“喫”上一個“完”的意思。“喫飯了”的“了”可是個獨立的虚字，表示句子裏的事已經實現（Come into being）了（不必完成：比方“上學了”表示開始念書，不表示不再上學去了），正跟“哪”表示句子裏的事正在“持續”一樣。高先生（名凱）給他們起了個名兒叫“句終詞”。所以我把“喫了飯”寫成[image: ]
 fàn倆詞，“喫飯了”寫成[image: ]
 lə，也是倆詞，“喫了飯了”寫成[image: ]
 fàn lə三個詞，跟“喫完飯了”是三個詞一樣。

再説“喫不了”。這個“了”念liǎu，重音4度。北京人的語象，認爲這是個多音綴詞。肯定的説法兒是“喫得了”。

要把這三個音綴認成三個獨立的詞，説“喫”這個事情“不”能“了”，乍看倒也挺像，可是不能解釋“看不見”，因爲誰也不能説“看”這個事情“不”能“見”。

現在把“喫不了”算一個詞，有三個理由：——

a．北京話的三音綴詞的重音形式是314，比方“薩其馬”、“江米巷”、“李鴻章”、“豆腐乾兒”。“吃不了”伍的正用這個形式。

b．江南方言説“打你不過”、“管他不着”，可以解釋成四個詞，可是北京話不許這麽説，光許説“打不過他”、“管不着你”、“喫不了飯”、“走不動道兒”。既然“不了”跟“喫”的關係比“飯”跟“吃”的關係還密，那麽只可以説“吃不了”是個三音綴的詞。

c．肯定的説法兒“吃得了”的“得”，往往可以省略下去，在舌頭塞音前頭更甚。比方“你管着管不着？”、“走動走不動？”弄得成了“看見”那種形式了，“看見”伍的可是非算一個詞不可的。根據這三個理由，我把“吃不了”寫成“cíbuliǎu”算一個詞；混不上吃兒是xumbusraŋ crér，算倆。

4．説“焌黑的字”是三個詞，頭一個是形容詞（attribute），二一個是虚字（particle），三一個是首品（head），大約没人反對。那麽“我寫的字”不也是a＋p＋h嗎？我寫這兩個音綴的作用，不正跟“焌黑”的作用一樣嗎？

就語法説，這個看法兒並不錯。不過有一點：“我寫的字”應該是A＋P＋h，因爲這個A本身還可以再分析成一個標詞加一個核心詞：d＋n，這倆東西本來説够作一個句子的。（本來也是個句子，英語的relative clause。）要瞭解中國語法，非得懂得這個大圈兒套小圈兒的關係不可，就是説一句話裏可以有好幾個句子當單詞使。像孟子説“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簡直拿一整句《詩經》當一個詞，跟説“可以止”一樣了。

不過寫字可不能這麽寫。比方“順擺着一堆我叫不上名兒來的刀子剪子的銅盤子裏拿了把鑷子”這句，除了後頭的“拿了＋把＋鑷子”三個詞以外，前頭那一大段兒的作用不過跟個“馬上”、“趕緊”的作用一樣不過等於一個單詞罷了。可是真要那麽寫那不比德語的大長字還長了嗎？社會準不接受。

所以説盡管“我寫的”跟“焌黑的”一個作用，可也得把“我寫的字”寫成[image: ]
 ，四個詞。“我師父使的壞”寫成[image: ]
 sǐ də xuài，五個詞。

5．北京話用重叠的形式表示兩種意思：

a．相當於古漢語的“盡”或者英語的every。比方“人人兒都有”、“天天兒打牌”。這個“兒”也可以省下去。别管省不省，反正這重叠的形式得算一個詞。因爲要不算一個的話，就得分析他們的關係。平常這種兩個詞連着的有兩種關係，一種關係是當間兒可以插進“的”去，一種是可以插進“跟”去。可是用到“人人”、“天天”上全不成。還有山東滕縣方言説“天天天”、“頓頓頓”，正跟他説“馬上馬”一樣只是一個詞。倒回來看“人人”伍的，也只是一個。

b．相當於“很”的意思，比方“好好兒的”、“大大兒的”。這種形式的特點是：“兒”簡直不能省，第二個音綴一定念陰平調。後頭這一點頂要緊，因爲調子一變他本身傳達原意的力量就丢了，也失去作單詞的資格了。所以説“好好兒”只是一個詞。有人説這種形式是狀詞（adverb）形式，倒也差不多，至不濟也可以説明這種形式的來源是“××而（＝然）”。不過北京話説“來塊大大兒的石頭”、“高高兒的鼻梁兒雪白的臉”，可不全當“狀詞”用。

除了這兩種以外，還有一種重叠形式，像“看看”、“説説”伍的。這種東西的特色是後頭那個音綴永遠只有一二度重音。這種形式表達的意思是“試試”。比方讓人家吃東西可以説“你嘗嘗”。同系的話裏藏語也有這種情形。比方“你過來點兒”就説[image: ]
 ＝來來。

有時忽兒，後頭那個音綴也加“兒”，比方“你等等兒”、“候候兒”。現在的問題是“看看”該寫成一個詞不該？就重音説，該是一個。不過“看一看”跟“看了看”怎麽辦呢？我把“看看”寫成kanken，“看一看”寫成kan ikan，“看了看”寫成kanlə kan。我的理由是後兩個kan别看也是輕音字，可是他不能起a-e的元音變化，所以跟ken不是一個東西。事實上説“看一看”跟説“看一下兒”，説“看了看”跟“看了點兒”全部一樣。合着是這兩個kan是獨立的單位，不再是上頭那個“看”的重叠了，所以該算一個獨立的詞。

“看戲”寫成一個單位，“看看戲”呢？我算兩個。第一爲跟“看了戲”那種形式劃一。第二，“看看戲”，用的重音是313型的，跟正常三音綴詞的314不一樣。“看了看戲”是三個單位，跟“喝了碗水”一樣。

“看看”是一個詞，“打聽打聽”是幾個呢？就理論説，也該是一個。可是語象仿佛認成兩個。我没法子，服從理論了。

説“一步兒一步兒的走”跟説“慢慢兒走”一樣。説“一口一口的喫”跟説“慢慢兒喫”一樣。這裏的“一口”並没作單位的意思，正好像“大口小口的啃”裏的“大口小口”只有“亂”的意思一樣。所以“一步兒一步兒的”五個音綴只是一個詞。可是説“臺上的人一個一個的全都下來了”，這句話裏的“一個”單位的意思極强。還有一説，這個“的”也可以省下去，那陣兒單位的意思更清楚。這怎麽辦呢？我把“一個一個”瞭解成“陸陸續續的”或者古漢語的“魚貫”，算成一個單位，跟“一步兒一步兒”看齊了。

6．北京説“下來了”、“走進去了”用的重音是3122。“了”自各兒成一個詞，剩下那三個只有一個重音，所以也該是一個詞，“下”伍的是語根，“出來”、“進去”、“起來”、“下去”伍的是雙音綴的添後詞。這種看法兒大概齊没人反對。

可是“下起小雨兒來了”、“走進東跨院兒去了”怎麽辦呢？單看漢字，可以説“下起”是一個複合詞，“小”是單詞，“雨兒”也是單詞，“來”自己是單詞。“下起小雨兒”合成一個語叢，形容“來”，正好像“燒熱炕去”可以分析成“燒熱炕”跟“去”一樣。可是上口一念就不成了。誰都看的出來：“進來”跟“起來”都是添後詞，並不是獨立的詞，而且連的極緊，决不許拆開講。可是現在居然拆開用了，這是怎麽回事兒呢？一種説法兒説“小雨兒”是插進去的，整個兒“下起小雨兒來”就是一個詞。這種手續叫incorporating，在紅印度話裏極常常見。漢話也帶點兒這種特殊性。我自己很信這種話。可是我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信這個話的人來了。再説把“走進北海後門兒外頭奔後門橋兒去的那個小夾道兒去了”寫成zəuzimbéixǎixəumèruaitəubènxəumenciáurciùdənèigesiǎuziâdàurciù lə兩個詞，也太難叫社會接受了。迫不得已，只好把“看不出來印兒”寫成kàmbucrulai ier算兩個詞，把“看不出印兒來”寫成kàmbucrû ièr lei算三個單位。前一個很對，因爲“看不出來”的重音是3124，正是北京話四音綴詞的形式，跟“希裏胡都”、“鳥兒郎當”一樣。後一個可勉强極了，只於是個無可奈何的辦法兒罷了。

7．在“裏邊兒裝的是珍珠”這句話裏，左邊兒五個漢字是一個單位，跟盡右邊兒那倆漢字當間兒可以劃等號兒，這“是”字兒自然就是個等號兒。照第二節説的，這個“的”不等於古漢語的“之”，左邊兒可以寫成lǐbierzruâŋdə。自然寫的人心裏有數兒，别看寫兩個單位，實在是一個可以獨立傳達意義的單位，不過拆開寫就是了。

不過在“我就爲的是兒女”這句話裏，上頭的分析就用不上。因爲“我就爲的”不像中國話。這是怎麽回事兒呢？

原來“爲的是”三個音綴實在就是一個單位。别管當初怎麽結成的，現在“的是”兩個跟綴一點兒意思也没有。上頭那句話跟説“我就爲兒女”一樣。所以該寫成[image: ]
 uèidəsr érniǔ。還有幾個常用的詞兒是“怕的是”、“鬧的是”、“笑的是”……。這種詞兒的否定形式最特别。比方“我爲的是兒女”的否定説法兒是“我不（是）爲兒女”。要像“裏邊兒裝的是珠子”那句話的否定説法兒是“裏邊兒裝的不是珠子”。

不光否定的説法兒兩樣兒，就聲音也兩樣兒。“爲的是”是用一口氣念的，“裏邊兒裝的是珠子”這句話裏在“裝的”底下老有一住。輕重音倒看不出兩樣兒來。

這個例子可以説明光就漢字看，一個形式可以有好幾種作用。趕頂連口語的力量調子氣呼全打進去，這種情形就有也少多了。

8．“不”字兒在北京話裏簡直少有獨立的機會。就是回人的話説“不、不”的時忽兒也可以説“不價”。

除了這個，别的地方兒老跟别的語根合着用。所以説，把“不”算一個添前詞最方便不過。

不過有時忽兒他又是獨立的。比方説“不知道”這個話平常用314重音説成bùrdàu，這裏頭的“不”當然不獨立。可是在“知道不知道”裏這三個音綴的重音是341，所以非算一個獨立的否定詞不可了，該寫[image: ]
 了。在兩個音綴的話裏“不”的地位該按語象定，比方“不壞”“不錯”决不是什麽否定的話，不過表示某種程度的好罷了。還有一説，“不錯”裏的“錯”跟單説的時忽兒意思也不一樣。大概説，上頭要没有個肯定的意思跟他對比的時忽兒，盡力兒，把“不”算添前詞大約没什麽毛病。

關於“不”有一個試驗極有意思：山東農民行一種酒令兒，誰説個“不”就罰誰一杯酒。挨罰的最多的是在“喝不了”、“説不上來”這些話裏。因爲説話的人光用“喝不了”指某種情形，坐窩兒就没理會這裏有個否定的成分。再其次就是“不大離”“不錯”這些話了。

9．説“兩塊錢”是三個詞大概没人反對。“兩”是數目字，“塊”是單位，“錢”是東西。可是“兩塊半錢”可得算兩個詞，因爲“兩塊半”跟“二十五”的形式一樣，只好説他是一種包括單位詞的數目字。“兩塊多”“兩塊來”也一樣。都用314重音。

照這個例推。“現在三點鐘”siànzai sân diǎn zrûŋ是四個詞。“現在三點半鐘”siànzai sândiənbàn zrûŋ是三個詞。“現在三點”siànzai sân diǎn也是三個詞。這實在讓人不大安心的，可是怕没别的好法子了。

10．照第四節説的，“木頭作的”該分析成三個詞。可是説“鐵打的漢子”是四個詞又不對，因爲“鐵打的”是一個成語，並不是“用鐵打出來的”的意思。照這個話推，“人心都是肉長的”裏的“肉長的”呢？“那是神牛。”“我騎那匹是肉牛。”“怎麽叫肉牛哇？”“就是肉長的阿。”要照平常説這個話的話像該是一個詞。要是一個文學上的新創造就該是三個。可是這個玩意兒又不是平常的成語拿起來就使，可又不是新創造，他是把陳話兒用個新鮮的用法兒。現在姑且把他算個新造的東西，算三個詞。

11．在“靠門兒站”這個語叢裏有三個詞。“靠”加上“門兒”構成一個語叢，形容“站”。可是在“當道兒坐”、“攔路兒站”裏可就有兩個詞。因爲“當道兒”跟“攔路兒”都不能拆開。這兩個都該算雙音綴詞。這因爲兩個原故：（a）這兩個東西裏的“兒”是整個兒詞的添後詞，不像“靠門兒”的“兒”光屬於“門”；（d）這兩個詞兒當間兒插不下“着”字兒去。

12．“掌櫃的”是一個詞，誰也不能反對。“騎車的”呢？最好也算一個，因爲“的”又不是“騎”的語尾，又不是“車”的語尾。照這個例推，“穿大衣的”也該是一個。可是“穿灰布棉袍兒青馬褂兒的”該算幾個呢？要看厦門話“賣枝仔冰冷水ə”是兩節兒（變調的段落），好像也該算cruânxuêibumiánpáur [image: ]
 。兩個詞。不過這種算法兒怕社會不能接受。

現在我暫定的辦法兒是：要是像“喫飯”那種詞兒當間兒什麽也没插上的話，别管幾個音綴，也算一個，比方：“賣菜的”、“抖空筝兒的”、“打識不閑兒的”。只要裏頭一有東西，就盡力兒分，比方“賣荳芽菜的”是mài dəuiácài də，“賣燒餅油鬼的”mài srâubiŋ iéuguěi də。

13．在“還没到五十就白了頭了，都是操心操的”這句話裏“操心操的”四個字連着，很難分析。就這點兒知識説，世界上别的語言裏少有這種句法兒。除了這個例子以外，還可添出來“眼睛近視了，都是看書看的”、“鬧了肚子了，都是喫冰棍兒喫的”。

最末末了兒這個例給我幫了老大的忙。這個話也可以説“鬧了肚子了，都是喫的”。在這兒，别管這結構怎麽回事兒，反正咱知道鬧肚子的原故“是”“喫的”。或者説“喫得鬧了肚子了”。這“的”跟“得”兩個漢字寫起來不一樣，嘴裏説得是一個音。也許原來都該寫“得”。也許原來光有“喫得鬧了肚子了”這個説法兒，後來才有那種説法兒。别管怎麽着吧，反正“吃的”只有一個詞“的”是添後詞。説“都是喫的”跟説“這些花兒布多們絢華呀，都是印的”裏頭後四個漢字一樣。

好！“喫的”是一個詞了，“吃冰棍兒”是幹甚麽的呢？這個東西是説明“喫的”這個詞兒的，正跟“都是胡喫的”裏的“胡”字兒作用一樣。因爲單説“喫”不明白才加上他。

再回過去看“操心操的”，也是用“操心”説明“操”是怎麽個“操”。這個詞兒非用不可，也可以看出咱們把“操心”算一個詞有多麽正確來：去了後一半兒就没講兒。

可是爲什麽不算是“操心”的重叠式呢？因爲有時忽兒並不重複。比方“都是打仗打的”也可以説“都是打仗鬧的”。

那麽這樣兒的四個漢字算一個複合詞成不成呢？也不成。因爲有“都是張三鬧的”那種話比着。

所以“都是操心操的”該寫成[image: ]
 。

14．過去的語法學者説“飯都吃完了”、“腦袋都打破了”這種句子是倒裝句兒。本來的句子該是“都吃完飯了”伍的。不過這個話靠不住。因爲“飯都吃完了”的“完”等於“光”，包含着一個另外的意思是：“你來的不巧了，飯作的不富裕了”。“都吃完飯了”的“完”等於“過”，包含“你來晚了，一點都打過了”。這兩句話的意思並不一樣，怎麽能説誰是誰的倒裝呢？

又有人説這是“飯都被吃完了”的省略。先别管北京話裏有“被動”這個範疇没有，就説是有吧，不巧的是北京人向來没這麽個説法兒。

既然這麽樣兒，平常的語法書裏用的分析法兒就全用不上了。本來照坊本兒的語法書説，“飯”是主詞，“都”是狀詞，“吃”是動詞……，現在咱要不承認那“被”字兒的話，那“主詞”的名字也就不成立了，因爲印歐系的主詞Subject，案根據亞理士多德邏輯造出來的語法系統，得是一件事情的“執行人”（Agent）或者“原因”（cause）。現在要説“飯”是“吃”的主詞自然説不過去。

另外，説“她三歲上死了爹”的“她”是主詞也不像話。

再望古書裏看，《孟子》説“三年之病求七年之艾”、“師行而糧食”，那“病”也不是“求”的主詞，“糧”也不是“食”的主詞。這種現象實在歷有年所了。

那麽在這個地位的東西是什麽呢？我管他叫“標”詞。怎麽叫“標”呢？就是給人的注意力一個個指路標，告誦你底下説的那個現象，該望哪麽找去。説“飯都吃完了”就是告誦你有“都吃完了”的現象，又怕你不知道談的是什麽，就給你一個路標，説那個話是“關於”飯的。

我這麽這並不是空口説白話。我真找着了一句古文，在一般人叫“主詞”的東西上帶了個“於”字兒。這句是《考工記》的話：“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

懂得這個結構就能懂得漢語裏的這個東西的價值也不過等於一個“狀詞”，他的作用是説明那核心詞（nucleus），也就是一般人説的“動詞”伍的。在印歐系的話裏，主詞跟動詞這二元少一個也不成。實在找不着就得用個it或者es凑凑。漢語的句子是一元的，連標詞帶别的零碎兒都是圍着一個核心詞説明他，正好像好些個電子圍着個原子核是的。

懂得標詞的真價值，才懂得爲什麽望後頭粘。比方“軟炸裏幾”固然是一個詞，“醋溜白菜”、“蝦子燴豆腐”、“葱燒海參”也都是一個詞。懂得“鷄蛋炒飯”的“鷄蛋”不是“主詞”，至少可以挨不着厨師父的揍。

現在把上頭的理論挪到實用的地方兒來，像底下這句話有幾個詞也好認了：“瞧今兒這天，雲遮月”。這“雲遮月”只有一個詞，用324重音。説“八月十五雲遮月”跟説“八月十五陰”是一樣的。

15．過去的語法學者説北京話的“是”等於英語的verb to be。乍一看倒也罷了。趕望細裏一追究可就不成了。北京話的“是”要用四度重音念，就跟“實在”一樣，比方説“這個是好”。還有時忽兒，説個“是”爲的是韵律（rhythm），一點兒意思也没有，比方“我是不去”。

頂缺的是，他跟英語be有一個頂大的分别。要是用在兩個名詞（noun）當間兒的話，be可以説等於算學的＝，左右的東西可以説是相等的，合於演繹邏輯的A＝B公式。北京話的，“是”可不價。比方説“他的腦子都是這麽受的傷”，那“腦子”並不等於“傷”。

這句話的意思是説“他的腦子受傷都是這麽受的”。讓現在的作家寫大概要寫成“都是這麽受傷的”。現在讓我分析這句子的結構，我實在没把握。我看這個“傷”的作用正“跟操心操的”裏的“操心”一樣用法兒：因爲單説“受”不明白，就加個“傷”説明他。

那麽怎麽寫呢？我暫時把“受的傷”連着寫成一個。我把他解釋成“受傷”加個添内詞“的”，作用跟説個“來着”一樣。對不對呢？我也没法兒保險。

以上只於是幾條兒零碎的討論，不過都是些難問題。就這點兒材料要歸納出積極的結論來怕不易。不過至少可以得出一個消極的結論來：什麽是一個詞既不由學理定規，也不由幾個人定規，是整個兒社會傳統給定規的。在梵語和漢語這兩種結構絶不一樣的話裏，都有不好分斷的地方兒，因爲這兩種話都没有分詞的傳統。

考查哪兒該斷的法子，頂少該包括上力、調、氣呼的段落幾個東西，不能靠漢字。要是能多用幾種方言比比就更好。頂有用的方言是常在一句裏分段兒作音便（Sandhi）的閩語。

後　記

以上是原來的報告，八九月裏寫的。後來在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同人的座談會上討論過。討論的結果，我接受同人的意見，作了點兒修正。

a．把“喫飯”“看電影兒”那種語叢挨個兒審查。用n代表前一個成分，用t代表後一個成分。要是n跟t當間兒可以插的下一個“一”再加一個“單位”的話（比方“吃一頓飯”、“打一伙架”），就不把nt連着寫。不過我發現這種語叢個對個兒都通得過這條兒考驗。比方“拍馬屁”明擺着是一個意義單位，可是也可以拆開説“拍了一陣子馬屁”。所以我處理材料的時忽兒，並没利用這個原則。我光是挨條兒顛掇的。并且我還保留“再申前説”的權利。

b．廢除把“的”按古漢語的“之”、“者”的分别分開的原則。承認“的”本身是個獨立的東西，不過説他有個特性是能把他前頭的東西，别管有多麽長，結成一個單位。至於必須認成添後詞的“的”，像“掌櫃的”那一類的話裏得挨條兒顛掇。

c．數目字每一個成份算一個單位。比方“二十五”就是仨詞。“兩塊半錢”是四個。不過我又發現了一個難題：“兩塊來錢”是幾個？要説“來”是獨立的，那麽就得承認“十來個”的“來”（音是[image: ]
 ）也是獨立的。不過這後一説又絶對成立不了。我現在遇上“兩塊來錢”我還是把“兩塊來”寫成一個單位。

我還該找補兩點：第一，一個漢字所代表的東西，只是一個語根（root）。别看一個語根有時忽兒可以獨立當一個詞使，他照樣兒可以不獨立，加入到别的複合詞裏去。比方“你這兒來”“二爺明兒來呀”的“來”固然是獨立的詞，可是“你進來”的“來”就不是。就連聲音也有lai跟lei的分别。要有人拿這兩個當一個就錯了。

第二。語法學是一門兒講形式的學問。有形式的表現的，再問他的作用、意思。這就是Jespersen提出來的form-fun action-notion的話。要是没形式的表現的就不該因爲他在作用跟意思上跟别的話的什麽相當就分開。比方英語的代名詞只可以有三個形式，比方，I，my，me，那麽就不應該説他有nom、gen、dat、acc四種格。Sonnenschein没弄清楚這點，跟Jespersen大打筆墨官司。可是他引的那些希拉拉丁文，一點兒作證明的資格也没有。回到北京話上來，就可以决定北京有主動（active）跟被動（passive）這個範疇没有。先説形式。在“昨兒唱的人是個票友兒”跟“昨兒唱的戲還不錯”這兩句話裏，兩個“唱的”分明有别的話裏的主動被動的意思，可是並没形式的分别。即便是拉丁文法漢證專家也没法兒説“唱的戲”是“被唱的戲”的“省略”。照這個意思望下推，“飯都吃完了”也决不是“飯都被吃完了”的省略。那麽“飯都讓人吃完了”是被動的形式不是呢？也不是！“讓人”的意思並不見得就得是英語的被動式的意思。誰敢保這個“讓”不許翻成suffer或者let呢？要説“讓他”表示被動，那“替他”難道表示一種“替動”嗎？要是還祭起納氏英文法這件兒看家的法寶來，説“主動”跟“被動”的範疇非有不可的話，可就叫人家念過梵文希拉文的人笑話了，世上還有一種“中動”（middle voice）您不知道哪！非得像古漢語的“伐者爲主，伐者爲客”有長言短言的分别（這條兒到了兒靠的住靠不住也没人給何老先生保險），或者像古官話“都吃打了”的“吃”，單用個添前詞，那才能確定有被動的範疇。就連這個“吃”也有問題：誰敢保當時的人用他不等於現代的“挨”或者“遭”或者“受”呢？

底下我把發現出來的該寫成一個單位的複音綴詞的例子舉出些個來，請同道們批評，補充。

1．雙音綴的

a．用41或者42重音的

房子　看頭兒　家裏　鄉下　喫了　坐着　張家　蘇州　掖縣　無錫　甘肅　廣東　朋友　仁義　喜歡　忌恨　提拔　規矩　利害　買賣　來往　笑話　廢物　老虎　倭瓜　韭菜　豆腐　看看　嘗嘗　等等兒　候候兒　惡心　拿手

b．用34重音的

天天　頓頓　月月兒　人人兒　長短兒　好歹兒　大小兒　菠菜　茶葉　鯽魚　鷄子兒　當院兒　挨家兒　一順兒　老王　小趙兒　小李兒　搗亂　起哄　掏壞　缺德　吹牛

2．三音綴的

a．用314或者324重音的

薩其馬　塌絲密　哈肋巴　胳鄰瓣兒　頦拉嗉　冷孤丁　酸不激　滑出溜　冷不防　走着瞧　搬不倒兒　黄登登　黑忽忽　冷颼颼　磨洋工　吹牛皮　放狗屁　看不見　受不了　房山縣　天津衛　衛輝府

b．用341重音的

掌櫃的　跑外的　拉縴的　高高兒的　慢慢兒的　小小兒的　頭大的　精濕的　嚛臭的　鍋煙子　三清子　大暈頭　□棱子　繞脖子　耍骨頭　泡磨姑　打饑荒　轉影壁　找稜縫兒

c．用312重音的

伙計們　弟兄們　家裏的　走進去　看出來　倒下去

3．四音綴的

a．用3124重音的

胡胡都都　馬馬糊糊　麻麻番番　胡裏胡都　馬裏馬糊　麻裏麻番　希裏胡都　鳥兒郎當　黑不溜啾　白不雌裂　酸不拉唧　看不出來　拿不出去　假冒爲善　狗仗人勢……跟一切的成語

b．用3314重音的成語

打馬虎眼　放驢子屁　扯××蛋

c．用3341重音的成語

打黄亮子

（《燕京學報》第40期1951）






 “了”跟“着”的用法

“了”這個字，代表兩個聲音。一個念“勒”，照一般的説法，是個虚字。第二個念“燎”，有兩個意思。頭一個是“完”的意思。比方有人打架，我們去給他們説和，就叫“了事”；要是勸了半天，還有一方面非要接着打下去不可，我們就説：“你這人，怎麽没完没了哇？”第二個意思是“明白”。比如“了解”“小時了了，大未必佳”裏的“了”字，都是這個意思。這個“了”實在跟“瞭”差不多。現在要講的是那個念“勒”的“了”，跟念“燎”的“了”的頭一個意思。第二個意思，這裏不談。古典文學裏“了”還有些别的意思、别的用法，這裏也不管。

念“勒”的“了”，又有兩個用處。一個是用在一句話的後頭的，平常叫“語氣詞”或“句終詞”。同樣的一句話，後頭加的語氣詞不一樣，口氣就不一樣了，比如：

下午你來吧。——這是個命令式的句子，

下午你來嗎？——這是個疑問式的句子，

可是

下午你來了。——這就是個叙述式的句子了。

凡是一句話用“了”作語氣詞，那句話裏説的事情一定得開始辦了才成。所以前兩句的“下午”，指的是説話的時間以後的下午，在説的時候，“你”來不來還不一定。可是第三句的“下午”一定是指説話以前的某一天下午，“你”一定是來過了的。因此，有好些人説“了”代表“完成式”。不過這種看法是有問題的。比方我們説“下雨了”，“下雨”這件事在説這句話的時候並没“完成”（要是完成，就該説“不下了”），不過已經“開始了”罷了。再比方我們問一個小孩兒説：“你今年八歲，上學了嗎？”他説：“上學了。”也不過是告訴我們：他已經“開始”上學了，離畢業還遠着哪！這個“了”，要是必須取個名稱的話，我想也許可以叫做“實現式”。在發音方面，這個“了”也有個特點：它常跟後頭的音黏成一個。比如：

來了＋啊＝來啦？

走了＋嘔＝走嘍！

别的“了”没有這種變化。

念“勒”的“了”的第二個用處，是作動詞的“詞尾”附加在動詞的尾巴上，給它添上個“完成”的意思。比方單説“喫飯”，没人知道喫完了没有；可是説“喫了飯就去上工”，我們就知道上工以前先喫完飯了。這個“了”的聲音也有個特點，就是前頭一個加“不”，馬上就改念“燎”。請看下面這兩句對話：

甲：快一點兒吧，要不然車就開了（念“勒”）。

乙：你放心，開不了
 （念燎）！

這個“不了”就是“了”的否定式。凡可能的事不一定完成，而不可能的事一定不能完成。不論事情的本身是可能的還是不可能的，只要説它不能完成，就可以用“不了”。所以“不了”的意思比較寬。比如：“這麽多飯，我喫不了”、“就是長上翅膀兒，你也跑不了”就是兩種不同的情形。把這麽多飯喫了，原是可能的，不過“我”不能完成這件事，所以説“喫不了”，長上翅膀兒跑掉，根本是不可能的，也説“跑不了”。所以第一節裏説的那個念“燎”的頭一個講法，跟現在念“勒”的第二個用處合成了一個單位，凑成了一個詞尾的正反兩面。由“×不了”又發展出一個正面的形式來，就是“×得了”。這個詞尾可以説是“了”的强式，意思也比較寬，連可能性包括在内。

詞尾“了”跟語氣詞“了”在句子裏出現的地位不一樣，所以平常很容易分辯。只有遇到句子末尾有個動詞的時候才會混淆起來。比如下面的對話裏就有這種情形：

甲：乙先生，昨天我托您寫的那分講義，您寫了嗎？

乙：寫了。

乙這句話一共只有一個實體詞，就是“寫”。那麽“了”是詞尾還是語氣詞就看不出來了；這句話的意思到底是“寫完了”還是“已經開始寫了”也不確定了。那麽，這個例子不是要把前邊説的那個區别推翻了嗎？不，不要緊，推翻不了。這個“了”當然是詞尾，全句的意思也很明白：寫完了。怎麽知道的呢？因爲，如果意思是“已經開始寫，可是還没寫完”，就應該换一個説法。比如：

乙：剛寫了
 不到一半，您等着用嗎？

所以，遇到這種特殊情形，人們可以由話的語氣、上下文，或説話時候的環境看出來，那個“了”到底是哪個“了”。

這兩個“了”的分别，所謂“北方官話區”裏有，别的大方言區裏没有。不過這種分别倒是從周朝起就有的。念過文言的人都知道，文言裏有“已”跟“矣”兩個虚字，聲音一樣，意思也很像，可又多少有點兒分别。那分别是什麽呢？古書上説“已，既也”“矣，語已詞也”，正説明一個代表“完成”的意思，一個是語氣詞，不過他們没詳細解説罷了。

請比比下面這句話：

后稷呱矣
 （后稷哭了，〔可是還没住聲哪！〕）

后稷呱已
 （后稷哭完了，〔不哭了。〕）

因爲這兩個意思不一樣，所以兩個字常常連在一塊兒用，比如：

始可與言詩已矣！（纔可以跟他談詩了嘍！）

期可已矣！（一年足够了嘍！）

後來的文章，往往把“已”字挪到動詞前頭去，像“已知之矣”就是。

北京話的“了”，正是從“已”“矣”發展出來的。别的方言自有它的辦法，用不着像北京話似的，把這個精細的區别保存得這麽好。可是别處人要想真懂北京話，至少得了解這個區别。

現在我們可以把“了”的用法排成一張表：

叙述

喫了
 飯……（吃完飯，句子不完整＝食已）

喫飯了
 （開飯了＝食矣）

喫了
 飯了
 （吃完飯了＝已食矣）

命令

把飯吃了


疑問

喫飯了
 嗎？

喫了飯了
 嗎？

下命令的人是教對方完成他的囑咐，所以用完成式。發問的人總是問一樁事實現了没有，所以用語氣詞。

現在的白話文用“了”，大都是照翻譯文字的習慣用的。西洋語言裏的動詞有“現在式”、“過去式”的分别，作翻譯的人就用“了”代表過去式，永遠放在動詞後頭。語氣詞“了”就看興之所至隨便用幾個。這樣一來，就把“了”的用法弄模糊了，久而久之，就出現了“我將要會見了愛倫堡”那種錯誤的句子。

“了”字還有兩種用法，也順便説説。第一種把它念成“兒”黏到動詞上。比方“呆一會兒我給您送（兒）去”，這是京東武清……等八縣的方言，北京人不這麽説。寫文章的人就把這“送（兒）去”寫成“送了去”。第二種像“跑了出去”“寫了下來”的“了”這不算是什麽方言，光京戲舞臺上有。吴語區某些方言裏有個“仔”字，有時候用得像北方話的“了”，所以有些人就把所有的“仔”全翻譯成“了”。比方“跑仔出去”就有人寫成“跑了出去”。這純粹是紙上文章。認真説，北京話在動詞後頭跟“出去”那一類詞尾前頭，只許插進“不”、“得”兩個字去，任何别的東西也不許用。北方官話區裏别的方言，就我所知，也是這樣。

上面説的“跑仔出去”，與其翻譯成“跑了出去”，還不如翻譯成“跑着出去了”好一點兒。實際上常有人在該寫“着”的地方也寫過“了”，比方“拿着一支筆寫字”就常有人寫成“拿了一支筆寫字”。從這兒我們就可以説到“着”的用法。

“着”這個字代表三個聲音不一樣的詞尾。下面的對話用的是頭一個，表示“停止不動”的意思：

趙：天不早了，我要走了，孫先生您坐着。

錢：對，您先請，讓老孫再坐一會兒。

孫：不，我也坐不住。

還有下面用的是第二個，表示“到”或“接觸”的意思：

甲：靠後點兒，看碰着
 你。

乙：不要緊，碰不着
 （“着”念zráu，即“之熬切”）。

這裏要講的是第三個。這個聲音很簡單，念“遮”，説快了就念成“之”。意思也簡單，平常説它是“進行式”，在單有一個動詞的時候，這話很正確，比如：

你别鬧，我這兒寫着
 字哪！

在有兩個動詞的時候，前一個的後頭加上“着”，就變成後頭那個的“手段”或者“方式”。有時候，前頭那個動作一開始，後頭那個也跟着開始，比如：

甲：茨菇這東西我還没吃過哪，怎麽吃法啊？

乙：煮着
 吃。

“吃”的動作自然得等“煮”完成了再作。所以我們説，把這種詞尾叫“進行式”是不大合適的。

懂得“完成”跟“手段”或者“方式”的分别，也就真懂了“了”跟“着”的分别了。比如：

他拿了一本書，出去了。

他拿着
 一本書出去了。

在這兩句裏，前一句實在是叙述兩個動作的，先拿書，後出去。後一句是叙述一個動作——出去——的，不過還告訴我們出去的方式或者姿態是“拿着書”罷了。

（《語文學習》一九五二年五期）






 漢語的愛稱和憎稱的來源和區别

在這篇文章裏，我談的是漢語裏頭兩個重要的名詞詞尾：“兒”跟“子”。這倆東西，有人管他們叫“細小格”；現在講起他們的區别來，又用了“愛稱”“憎稱”這兩個名詞兒，這幾個名詞兒都是不大常見的，所以先解釋名詞兒。

什麽叫“細小格”呢？有些個語言裏頭有一種詞尾，平常常望名詞後頭加，加上以後，就在原來那個名詞的意思上頭加上個“小”的意思。咱們國内最流行的兩種外國話——俄語跟英語裏頭都有這種詞尾。俄語的例子像шляпa
 （帽子），шляпкa
 （小帽子兒）；книгa
 （書），книжкa
 （小本兒的書）。英語的例像book（書），booklet（小本兒的書）；duck（鴨子），duckling（小鴨子兒）。德語裏頭這種東西最多，比方“姑娘”叫Mädchen或者Fräulein，那-chen跟-lein就都是細小格詞尾。受過印歐語言學影響的人，往往把這個名詞兒借過來用到國内的語言上去。比方有人看見西藏話裏有這種例子：bya（鳥兒），bya-u（小鳥兒）；thug（男孩子），thuggu（小男孩兒）；就説這個“u”是細小格兒詞尾。（這一次大概很對），我可以用這個公式説明：藏dgu：漢“九”，藏khu：漢“舅”，藏glu：漢“虬”，藏u：漢？？＝幼。）再有人看見漢語的“盆”是指大水盆説的，“盆兒”總小點兒，就也管漢語的“兒”什麽的叫細小格詞尾。高名凱先生就這麽辦。

什麽叫“愛稱”跟“憎稱”呢？有些個語言裏有這麽一種詞尾，加到名詞尾巴上以後，並不影響原詞的意義，可是加上一種感情。這感情可以是“親熱”、“可愛”。比方俄語裏管外祖父叫дeд
 ，可是叫得親熱的時候兒，就叫дeдyщкa
 ，這一yщкa
 就是愛稱詞尾。一個普通名詞，加上愛稱，就表示説話的人心裏很喜歡這個東西，比方гoрoд
 不過就表示“城”的意思，可是гoрoдущкa
 ，就表示這個城怪可愛的了。俄語在人名字上頭最喜歡用愛稱。英語的愛稱並不發達，可是在親屬的稱呼跟人名字上也有，比方mammy（媽），Johnny（約翰）的-y。要是感情是“厭惡”、“看不上眼”呢，那詞尾就叫“憎稱”。比方俄語説一個挺臟的、破破爛爛的城就説гoрoдuщко
 ，那-uщкo
 就是“憎稱”詞尾。

説漢語的“兒”跟“子”是細小格詞尾對不對呢？我説，要説他們的起源是細小格詞尾就很正確，可是現在他們的用法的範圍可大多了。最近王了一先生在《語文學習》（1953年11月號）上發表了一篇講“兒”跟“子”的文章，講得挺多，可以參考着看。我先説我的看法兒。“兒”的作用可以分成三項：

（1）加上小的意思，比方“碟兒”、“碗兒”。平常説話，只要前頭用“小”，後頭的名詞就容易“兒化”。

（2）把别的類的詞造成名詞。比比底下這些例子：蓋→蓋兒、畫→畫兒、片→片兒、圈→圈兒、乾→乾兒、尖→尖兒、亮→亮兒、三→三兒、五→五兒。

（3）造新詞。這裏頭又分兩種情形。第一種是爲跟一個舊詞分開，像：勁（力氣）→勁兒（興趣）、眼→眼兒、嘴→嘴兒、白麵→白麵兒、小人→小人兒、親家→親家兒（情人兒）。第二種也不是爲分詞，乾脆就是拿他當一個記號兒，表示前頭的東西，别管有幾個音綴，也别管原來是什麽關係，已結合成一個單位，可以照多音綴詞（不一定是名詞）處理了。最清楚的像底下這幾個漢字部首的例：

“扌提手兒”、“刂立刀兒”、“宀寶蓋兒”、“忄竪心兒”、“□側玉兒”、“氵三點水兒”、“冖秃寶蓋兒”

誰要以爲這是三四個詞凑成的“仂語”就錯了。比方“側玉兒”也叫“王字兒傍兒”，誰也没想到這是一種“玉”（小學家自然不算）。其餘的例像“就手兒”、“順便兒”、“一氣兒”、“大伙兒”、“花椒鹽兒”（炒糊的花椒跟鹽混起來壓成面兒）、“三眼井兒”、“大栅欄兒”……多了去了！數也數不清！

王先生舉出來五項用法，他的（甲）項就是上頭説的（1）。（丙）項的一部分就是（2），不過他没看出詞性轉换的作用來。（丁）項就是（3）裏的第二種。至於（3）的第一種，因爲他本來是粤語區的人，北方話並不是他的家鄉話，也許觀察不到這麽細的地方兒。他的（乙）項可商量的地方兒尤其多。他説整體的一部分用“兒”，不用“子”，可是就在他的例子裏我就可以舉出來“箭杆子”、“燈捻子”、“鼻梁子”都用“子”。此外還可以舉出來“炮筒子”、“爐篦子”、“鞋底子”、“猪蹄子”、“羊肚子”……，多了去了！這一項也不過是（3）裏第二種的零碎例子罷了。他的（戊）項（好好兒、慢慢兒）其實是該放到形容詞的重叠式裏講的問題，跟“兒化”無關。就歷史講，那個“兒”是從古漢語的“而”（＝然、如）發展來的，比方《西遊記》裏就有“慢慢而走”的寫法。

“子”跟“兒”最不一樣的地方兒就是：“兒”是個活詞尾，孳生
 新詞的能力極大（俄語説прoдyктивный
 ）；“子”呢，即便没有全部僵化，也不大能孳生新詞了。咱先説他能孳生的那一部分。請比底下的例：

扳→扳子　撥→撥子　卡→卡子　推→推子　抄→抄子（理髮館用的小梳子）攏→攏子

讀者可以看出來，這是從動詞造工具性的名詞的辦法，跟“兒”的（2）種用法的一部分一樣。其餘帶“子”的名詞，是我們整個兒當多音綴詞接受過來的遺産，從《左傳》的“晋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起直到今天，不知道有多少，根本不必分類，分了也没有教給人用“子”造新名詞的用處。要非像王先生是的，勉强分去，結果只好是“支離瑣屑”。講着講着語法，講起個别的詞的意義來了。這正跟斯大林學説“文法的特點就在於它給以詞的變化的規則，不是指具體的詞，而是指没有任何體性的一般的詞”的精神違背。在上頭舉的例子，乍一看好像跟他的（未）項一樣，其實不是。他舉的“斧子”、“棍子”、“爐子”那些詞，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了。我舉的“推子”、“抄子”可連幾十年的歷史也没有——這是在“剃頭”改成“理髮”以後新打外國傳來的東西。“扳子”也是跟螺絲母兒一塊兒輸入的。只有在這種例子上，才看得出來“子”這個詞尾的孳生新名詞的用處。

把“兒”跟“子”合起來説，我説這兒有三種東西：①細小格詞尾“兒”，②名詞詞尾“兒”、“子”，③造新詞的記號“兒”。

這些東西是不是能用“細小格”這個名詞兒包括呢？我説，只要不把“細小格”的意思限制到①上，這個名詞兒也可以將就着
 用。比方俄語管人叫нога
 ，椅子腿兒（注意這個兒化！）叫ножка
 ，起的作用是③，可是平常也還叫細小格。

可是要提到“兒”跟“子”的區别來，就又複雜了。必須用“愛稱”、“憎稱”這兩個新名詞兒。過去没人用這兩個詞兒，講“兒”跟“子”的區别的人就在些例子裏兜圈子，綜合不起來。比方王先生舉出來五項例子，説明“兒”跟“子”的區别。除第五項根本跟“兒”這個詞尾没關係以外，剩下那四項都不妥當，底下分開説。

1．王先生説：“‘兒’有小的意思，‘子’没有。”我可以舉出來“小狗子”、“小驢駒子”、“小牛犢子”、“小羊羔子”説明在有些個詞裏頭
 ，“子”還有小的意思。

2．王先生説：“‘兒’字可以表示整個中的一部分，‘子’不可以。”咱們上頭已經舉出“炮筒子”那些例子來了。

3．王先生説：“‘兒’能表示抽象的東西，‘子’只能示具體的。”我可以舉出來“性子”（他説一定得説“性兒”，不是事實），“亂子”、“面子”、“門子”（舊社會裏鑽營的門路）、“三清子”（神經過敏容易吵嘴動怒）。

4．王先生説：“‘兒’能表示行爲，‘子’不能。”我可以舉出來“轉腰子”（着急）、“□棱子”（拖延時間）、“繞脖子”（有話不直説）、“□樓子”（惹亂子）。這些詞自然是北京的方言，王先生或許還没注意到。

照上頭説的看起來，王先生始終不能把“兒”跟“子”的現代
 的、活着的、孳生新
 詞的用法兒跟保留在好些個詞裏的古人的用法兒
 分開。他的例子裏有古漢語的、中古漢語的、近世漢語的、現代漢語的産物，就難怪所歸納出來的條例，有不少的例外了。

那麽怎麽辦呢？我光把現代的、活着的、孳生新詞的用法拿來，看看這裏頭“兒”跟“子”有什麽分别。在這兒我發現兩種區别。第一種是上頭説的（2），“兒”是造一般的名詞的，“子”是造工具名詞的。第二種就是“愛稱”跟“憎稱”的區别。

講這個題目，限制更得嚴。例子不光得用現代的、活着的，從同一個方言裏引出來的，而且還得用同一個詞根後頭又加“兒”又加“子”的。不光同一個詞根，意思還得一樣，這才能講“兒”跟“子”的區别。要是像“門兒”（學科，考試的科目）跟“門子”那種例子就全不要。不這麽辦就分不清那區别到了兒是在詞根的意義上還是在詞尾的作用上了。

照着上頭説的話，我選了些個例子，列到底下：



	愛稱
	憎稱



	來了一個老頭兒。
	瞧這糟老頭子，多討厭哪！



	這是誰家的小孩兒啊？
	小孩子家少管大人的事！



	我的圍脖兒呢？
	一個破圍脖子，能值幾個大？瞧你這嚷嚷勁兒！



	張師傅是我們頭兒。
	他還是一貫道的頭子哪！



	今兒吃麵條兒。
	他還能給我們好東西吃？左不過是乾餑餑、臘餅子、爛麵條子！



	我買了兩燈泡兒。
	到處是破電綫、爛燈泡子。



	我給你買了點兒桑甚兒、酸棗兒，還有山查糕哪！
	别吃那些破酸棗子、爛桑甚子，看吃壞了肚子！



	還是你心眼兒透亮。
	别理他。那小子一肚子壞心眼子！




看了這兩組例子，“愛稱”跟“憎稱”的區别已經清楚極了。用不着我再説了。我在1949年六月號的《燕京學報》上（323頁）説過：“北京人用‘子’跟‘兒’倒是有分别，可是那是情感的分别，‘兒’字兒親熱，‘子’字兒有看不起的意思，比比‘老頭兒’、‘小孩兒’跟‘老頭子’、‘小孩子’就知道了。”還只是説出來這分别是感情性質的，可是也説不正確，也定不出好名詞兒來。王先生説：“譬如説，在北京，‘老頭兒’和‘老頭子’都可以説，但是，説‘老頭子’就往往帶些譏諷的意思。”現在看起來，别管我上一次説的“看不起”，還是他説的“諷刺”都不合適。所以我就乾脆從平常的俄語語法名詞兒裏把“愛稱”跟“憎稱”借過來了。

最後，我再説幾句這個問題是語法學的哪一個部門兒的問題。這應該是形態學裏的名詞部分裏的詞尾用法的問題。也許有人反對，説這不算形態學的問題，因爲這裏没有性、數、格……。這還得解釋幾句。原來舊式的拉丁語法本來分“形態學”（講變格、變數……）、“造句法”、“造詞法”三部分（獨立出去的語音學、文體論不説了），用英語説就是Morphology或者Accidence，Syntax，Word formation。可是在蘇聯，有一種傳統，就是把“造詞法”拆散了，放到名詞類裏講去，總名叫Moрфoлoгия
 。斯大林説語法包括詞形變化法、造句法（原文是Грамматика
 〔мoрфoлoгия，cинтaкcиc
 〕），是照着蘇聯傳統説的，也就是説形態學包括造詞法。現在有些位先生不承認漢語有形態，也就是説不承認漢語有Moрфoлoгия
 ，那是因爲他們認爲мoрфoлoгия
 跟morphology完全相等，其實是誤會了。高名凱先生本來承認漢語有“造詞法”，可是堅决不承認有“形態”，他們“形態”也是狹義的（morphology）。咱們用“形態”這個名詞兒是照斯大林的用法用的。我的主張是漢語不光有廣義的形態（мoрфoлoгия
 ），就連狹義的（morphology）也有。比方重叠式就是放到梵語（[image: ]
 dā：dadāmi；[image: ]
 ）、希臘語（πeμπφ：πeπoμφa
 ）裏去也得算狹義的形態。漢語的重叠式可是很豐富的，不過這一次的“兒”跟“子”，尤其是“愛稱”跟“憎稱”，倒是廣義的形態裏的東西罷了。

後記：這篇文章出來以後，有人説我舉的“爛麵條子”是借用“爛”來證“子”號憎稱。其實我是説這兩者可以搭配。不帶爛字的是《紅樓夢》寶玉過生日那段芳官説“我也不慣吃那個麵條子”。

（《中國語文》1954.2期）






 北京話本字札記

古入聲［p］尾的遺迹

古平上去聲［m］尾在北京話裏丢得相當晚。北京口語“找”説“xuémexuéme”（我自己説xuéle）。據説這是“尋”字的音。武清話（現在劃歸天津市，口音像北京）三個叫sāme，這實際上就是“三”字（古音收［m］尾）加個寄生音。兩個叫liǎme是類推出來的。

古入聲［p］尾可丢得比較早。在《中州音韵》裏“拉”是“郎架切”，“掐”是“强雅切”。一點兒入聲的痕迹也没露出來。北京、天津的古入聲［p］可還留下了點兒痕迹。底下就幾個北京口語保留的入聲字痕迹説説。

一　拉

北京口語“拉網”説lā，用刀子割叫lákei，海淀説lǎkai，可是還有個話叫“拉拔”lāba。比方“張三把他從個大頭兵拉拔成個排長”，天津可以説“他媽媽從他五歲把他拉拔大了”。“拉”《廣韵》盧合切，“拔”是從“拉”字［p］尾加寄生音來的，小孩兒不是蘿蔔，没法兒“拔”。這無非是寫個自己覺着稱心的字，好比北京人抖“空鐘”（海淀人叫“空筝”，那才是真正合語源的，原來放風筝的都帶哨兒），藝人們寫“空竹”，因爲空鐘兩頭兒都是竹子做的。這叫“俚俗語源寫法”，有點兒像高地古德語管基督教“洪水”叫sin-vluot，sin的意思是“全”，可是現代人們寫sund-flut，“罪惡洪水”（人類犯罪招來的洪水）。

二　哈

明朝管現在的崇文門叫“海岱門”。現在説“哈德門”。羅先生（莘田）説過一條兒西北的民謡：“十個回民九個馬，剩下一個準姓哈。”解放前在八面槽兒行醫的回民外科大夫就叫“哈鋭川”，久住北京的人還許能記得。這個音是hǎ，跟笑的“哈哈”的聲音hā不一樣。人的兩條腿膝關節朝外分，脚又朝裏併的叫羅圈兒腿。跟羅圈兒腿正反着，膝關節併攏，兩隻脚朝外撇的是“哈巴腿兒”。兩條前腿兒朝外撇的小狗兒也叫哈巴狗兒。“哈”字《集韵》呼合切。這裏的“巴”也是從“哈”的收尾音［p］加個寄生音來的。

三　掐

這個話，音是qiā。緑豆發成緑豆芽兒，帶着挺長的鬚子。鬚子尖兒上常銹了點兒，也就是説，因爲在水裏泡工夫兒大了，變成茶褐色了。炒以前把這部分去了，就叫“掐菜”。引申義是難爲人。《漢語詞典》簡本在“掐巴”條下説：“謂以手力握之，又引申爲縛束虐待之意。”在我的話裏，“以手力握”是“攥”，用指甲才説“掐”。《醒世姻緣傳》這部用山東話寫的小説裏有個晁大户説：“該受人掐把的去處，咱就受人的掐把；人該受咱掐把的去處，咱就要變下臉來掐把人個够。”（第十五回）刻畫出土地主欺軟怕硬的嘴臉來了。“把”跟“巴”没什麽正確不正確問題：都是從“掐”字（《廣韵》苦洽切）的收尾音［p］加寄生音來的。

四　眨

zhǎba這個話的意思是人眼睛一閉一睁，平常寫“眨巴”。天津話説zhǎmeyǎr。因爲“眼”在《廣韵》裏是“五限切”，就把眨（《廣韵》側洽切）的收尾音［p］同化成［m］。我的二孩子本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可也説zhǎmeyǎr。這也許因爲他岳家住在天津，也許是因爲北京新來了好些外地人，跟人學的。早先，北京説評書的都説“殺人不眨zhǎn眼”。藝人們的口音往往自成一家，跟一般市民不都一樣。這個音清清楚楚的指向zhǎm。

五　雜

北京話管雜亂的東西叫“雜八凑兒”zábacòur。乍一看好像八樣兒東西凑成的。其實“八”不過是“雜”（《廣韵》徂合切）的收尾音［p］加上個寄生的［a］罷了。像解放前的天橋兒那樣兒，是一切走江湖的“金、披、采、掛……”的總匯。這裏早先還有過地痞流氓、私酒暗娼……真够“雜”的了。早先天津的像天橋兒的地方是南市，俗話兒叫“雜巴地”。這裏的“巴”等於北京的“八”，都是收尾［p］的殘迹。

六　沓

《説文》五上曰部説：“沓，語多沓沓也。”《廣韵》“徒合切”。《漢語詞典》簡本寫“嘚啵”。注釋説：“言語絮叨曰嘚啵：‘難道你也要合我嘚啵嘚啵不成’，見《兒女英雄傳》。”這個話天津人用得多。比方説：“窮嘚啵什麽？老實呆會兒不行麽？”音是dēbe，這是“沓”的收尾音［p］加寄生音變來的。我在北京最常去的地方是棋茶館兒，那裏最忌諱多嘴，所以我極少聽見這個話。我的朋友裏眼下没有髮孩兒交情的了，所以我也極少説這個話。

七　焦

“鰈”字《廣韵》裏的注是“比目魚别名”，吐盍切。除了好轉文的人寫比目魚以外，一般北京市民叫tǎmayú。天津人住在海邊兒上，鰈魚更普遍。入聲字收［m］，因爲“魚”是“語居切”。北京話、天津話在這個字音上完全一致了。日子久了，去了“魚”字，音還是tǎma。拗（rào）口令兒説：“解北來了個喇嘛，手裏提溜着tǎma。”這個例子跟眨巴眼兒一樣。

這七條都有古入聲［p］尾的遺迹，一、三、六都用陰平。二、四、七都用上聲，五是陽平。所以説，北京音並不是中州音的直系子孫。還有個“咂me滋味兒”。“咂”《廣韵》作“□”，子荅切。論理該念zābe，可通行音是zāme。也許原來説“咂me味兒”，那樣兒就順理成章了。“味”本來是微母字。可惜“書缺有間”，找不着這麽寫的作品了。

北京口語爲什麽把“我和你”説成“我hàn你”？

老北京人有些位好説“桌子hàn椅子，張大媽hàn李大嬸兒去了”。我仔細回想一下兒，確實記得他有這種習慣的人是一位老太太，也在九十邊兒上了。羅先生（莘田）在世的時候兒説過，“這個hàn是趙元任提倡起來的”。他還説“你們别學這一套”。我估摸着羅先生不喜歡這個話是因爲它土。侯寶林同志説過：“怎麽焊？是氣焊還是電焊？”從這兩位地道北京人的話裏看出來：説它土，因爲没個正字可寫，又没法兒解釋。（轉句文，就是語源不清楚。）

我别看不説它，可也經常想：什麽叫個“hàn”呢？

我仔細回想比我大一兩輩兒的人，有誰這麽説話。想着想着，想起我的姨媽來了。這位老人家，生在天津，嫁在天津，死在天津，如今要活着，大概一百零幾歲。他老人家好説“他huàng他，剪子huàng鋪陳”（這個話北京人一般不説，就是打隔褙gēbei的碎布）。這又出了一道難題：該寫“晃”麽？怎麽晃？是上下晃還是左右晃？我有點兒後悔了：幹嘛給自己找這份兒麻煩呢？

我一位老同學的母親是武清人，他老人家好説“我hèi你去”。這倒没變成難題。這是個“會”字兒，因爲受“我”字開頭的［u］异化，掉了個介音。這在頻率高的詞裏不希罕。英語的and在口語裏經常只剩一個［n］。《兒女英雄傳》裏説“甲趕着乙叫××”，現代北京口語説“甲管乙叫××”。這也是頻率高的詞裏開合口混亂。“我”先“會你”，隨後“去”，挺合理吧？從這兒又想到huàng，我好像找着了一綫光明。這huàng是不是“唤”呢？收尾音可能是受後頭字的開頭音同化的。“唤姑姑，唤哥哥”都得用huàng！可是這個説法兒有毛病：“我、你、他”頻率都比“哥哥、姑姑”高，怎麽用到“哥哥”前頭的形式倒流行開了呢？所以我把這個想法存到心裏，不敢公佈。遇上有人問我什麽叫hàn的時候兒，我就説：“東北話‘和’叫hè。後頭加上‘你’，就産生了hèn這樣兒的音。hàn多一半兒是從hèn發展出來的。”您猜怎麽着？這麽一含胡，效果還滿不錯，要再有人問北京人幹嘛説話像東北，我就可以舉出來金萬昌唱的梅花大鼓《鴻雁捎書》裏的“在南朝，吃的是珍羞hè美味”。越靠前，北京話裏像東北的成分越多：大部分北京人老根兒原是從東北來的麽！

一九八八年春天，我在操場聽幾位體育系的老師説話。裏頭有一位王老師，東北人，説話裏就有“甲huàn乙，桌子huàn板凳”。我簡直如獲至寶了。我問他：“你的東北話怎麽跟别人不一樣呢？”他説：“我原籍是唐山。”這下子我可找着那個“唤”了：“我”先“唤你”，隨後咱倆人一塊兒“去”，多麽順理成章啊！hàn不過是异化掉了個介音罷了！回想羅先生跟我們議論hàn這個話的時候兒（一九三六年），已經五十多年了。

考證這麽個hàn，用了五十年。除了怨自己不够勤快以外，主要還因爲我不説這個話。我平常説“跟”。這不光是因爲它生動、不空洞，還因爲説它有禮貌：你在前頭走，我跟着你。hàn太抽象了。現在講語法的朋友們動不動説什麽什麽是介詞。我承認“對於”這種從翻譯文學裏來的東西可以叫介詞。像“我替你去，我給你墊上，我爲誰忙？”裏頭的“替”……都可以獨立作“謂詞”，“你、誰”後頭的話都可以没有，憑什麽算介詞呢？人總不能因爲常有人用它們翻外文的介詞、連詞，就説它們本身也是介詞、連詞吧。

印歐語那種表現時間空間裏的相對位置和關係的介詞，像英語的on，in，before……，漢語不喜歡用。漢語喜歡用生動的動詞。“花落春常在”的“在”並不等於英語at，倒跟exist一樣。什麽時候用得顯着空洞了，就用另外一個生動的詞頂它，北京人就連“在”也不愛説，倒愛説“挨”，像“你挨這兒坐着”。爲什麽？因爲“在”已經顯着空洞了。還有一宗：“不在”顯着喪氣。我一聽見找人的，趕上本人兒没在家説“不在”，我就心驚肉跳——北京人説“不在”是“往生净土”了。

1988年第2期



校訂後記

這本著作的撰寫距今已經過了一個甲子。限於當年各方面的條件，初版中遺留些問题在所難免。這次再版時我们在不改變著者原意的前提下做了一次校訂，除了常規的校對以外，還有下面幾點需要説明：

1．原書成稿時“漢語拼音方案”尚未推行，書中的標音方案是著者自行設計的（在書的第二章第九節有具體解釋）。其中表示漢語陰平聲的符號借用了法文的l'accent circonflex，例如â，相當于漢語拼音方案的調號“－”，例如ā。另外，原書中i的調號是直接加在字母上面的，例如[image: ]
 等，包括借自國際音標的ə和ŋ都原樣保留（個别寫於“漢語拼音方案”推行之後的附文例外），因爲這裏面渗透着著者當年的研究心血。

2．著者是白話文和書面語言簡化的擁護者和早期實踐者，原書中有些用字難免看上去不合後來的習惯，例如作爲詞尾的“的”和“地”都寫成“的”，人稱代詞“他”和“它”（牠）都寫成“他”，“做事”的“做”和“工作”的“作”都寫成“作”，表示“按照”的“按”寫成“案”，表示“跟……一樣”的“似的”按实际发音寫成“是的”。我们把這些字都原樣保留，只是把表示程度的“利害”改成了“厲害”，以免在字面上跟“利害關係”的“利害”混淆。

3．著者反對單纯依據書面資料來研究語言，本書的行文風格及引用的語料多來自上世紀50年代以前的“老北京土話”。儘管其中有些字音和詞語的用法可能難以被今天的讀者理解，但我們除了個别的排印訛誤外一律未加改動，僅僅爲照顧現在的閲讀習慣而調整了一些標點符號，因爲“我手寫我口”是著者畢生的追求。

校訂者

2016年10月

OEBPS/Image00086.jpg
s1au,rau





OEBPS/Image00085.jpg
B iAoy

i — {55 S| R fé; ﬂ,}fiif; KR
K
{2
flly
HEA () | ) -
A C Y () -
PRAM C Y () -
fiuf AR =





OEBPS/Image00088.jpg
liau do lidu doa





OEBPS/Image00087.jpg





OEBPS/Image00090.jpg





OEBPS/Image00089.jpg
p'etclipe tel





OEBPS/Image00091.jpg
7
cram





OEBPS/Image00006.jpg





OEBPS/Image00007.jpg





OEBPS/Image00004.jpg
¢





OEBPS/Image00005.jpg





OEBPS/Image00002.jpg
¢





OEBPS/Image00082.jpg
7
<

230 dr





OEBPS/Image00003.jpg





OEBPS/Image00084.jpg
-
717ar





OEBPS/Image00083.jpg
5
Z12T , Z€goT





OEBPS/Image00010.jpg





OEBPS/Image00011.jpg
71 .c1.S1





OEBPS/Image00008.jpg





OEBPS/Image00009.jpg
&l |





OEBPS/Image00097.jpg
crlo





OEBPS/Image00096.jpg
cing ni1 crfan





OEBPS/Image00099.jpg
crlo





OEBPS/Image00098.jpg
crian





OEBPS/Image00101.jpg
13 <tfu





OEBPS/Image00100.jpg
ud s1é da ze





OEBPS/Image00081.jpg
dud .dua





OEBPS/Image00111.jpg
MR & T i A

Wik € ¥ W ¥ W W






OEBPS/Image00079.jpg
3
/A g2





OEBPS/Image00093.jpg
I

¢ |1 srapled]

- | |22 sropei





OEBPS/Image00080.jpg
3
/A g2





OEBPS/Image00092.jpg
o B
disie





OEBPS/Image00077.jpg
N323





OEBPS/Image00095.jpg
i
roro





OEBPS/Image00078.jpg
ZI' 923





OEBPS/Image00094.jpg





OEBPS/Image00001.jpg





OEBPS/Image00000.jpg





OEBPS/Image00075.jpg
719+1





OEBPS/Image00076.jpg
ZI'3ED





OEBPS/Image00073.jpg
nin





OEBPS/Image00074.jpg
. 3
A=





OEBPS/Image00072.jpg
nim





OEBPS/Image00070.jpg





OEBPS/Image00071.jpg
uamen . 1mma . 1n





OEBPS/Image00068.jpg
nimen nNima . nim





OEBPS/Image00069.jpg
ta  t9





OEBPS/Image00066.jpg





OEBPS/Image00067.jpg





OEBPS/Image00064.jpg
dudr





OEBPS/Image00065.jpg
{ ~o N
1g9igada





OEBPS/Image00062.jpg





OEBPS/Image00063.jpg
dudsrou





OEBPS/Image00061.jpg
713U ua





OEBPS/Image00059.jpg





OEBPS/Image00060.jpg
liau ua





OEBPS/Image00057.jpg





OEBPS/Image00058.jpg
713UT





OEBPS/Image00055.jpg
il |





OEBPS/Image00056.jpg
713U





OEBPS/Image00053.jpg
liau





OEBPS/Image00054.jpg
cl





OEBPS/Image00052.jpg





OEBPS/Image00050.jpg
P .
niuel





OEBPS/Image00051.jpg
o P





OEBPS/Image00048.jpg
(t¢e t¢‘ un ]





OEBPS/Image00049.jpg
ludsua luAluasudsué ludliludsud





OEBPS/Image00046.jpg
4] v zié 2 1i 18
WO vk giehe 4 libo {2





OEBPS/Image00047.jpg
. & ow | mEE | WA | B
[s]

& @ | FER | OB W] @i | o &
Bow | mAR | KM






OEBPS/Image00044.jpg
cl1iuer





OEBPS/Image00045.jpg
ddper





OEBPS/Image00042.jpg
J5E

ia,lan

B 5E tidur

W FE idur

Gl 58 zidinr

MR &% 5d zidpr

=

i i, xar

ua,uan,uai,

B GE guar, K i guar, 5L sruar

ua(-ud)

THAEE 5L qudr

un,uen ud; uei

HEGL duér ,ﬁi?ﬂ

Ls

uap

up

iuarn

iuan

iu,lun

/NS EE ziwér BE 5L ciuér

I BB siudr

JINRE B sidgr





OEBPS/Image00043.jpg
muar





OEBPS/Image00039.jpg
7
X All





OEBPS/Image00040.jpg
7
XY





OEBPS/Image00037.jpg
o] A
niau





OEBPS/Image00038.jpg
HBLBKET

S B 7

rénrér

1

xau xaur

féi fei

san sin






OEBPS/Image00035.jpg
o] A
niau





OEBPS/Image00036.jpg
o] A
niau





OEBPS/Image00033.jpg
7
cin zidu'idu





OEBPS/Image00034.jpg





OEBPS/Image00041.jpg
B ' o5

. a ¢ bar, 5 bar,
a,an,ai

K5l zrer, =+ 5 san srér, 5
zér , MR GE gér, AUHE Gl zrmér

Zr',Cr,sr,ré;e;en;el

a(-9)

au

u

aj

o





OEBPS/Image00108.jpg





OEBPS/Image00032.jpg
sy
121





OEBPS/Image00107.jpg
srlogo





OEBPS/Image00110.jpg





OEBPS/Image00109.jpg
orha.grhe grhe





OEBPS/Image00028.jpg
i3in'z1
ZInr





OEBPS/Image00029.jpg
zidan'xuanr





OEBPS/Image00026.jpg





OEBPS/Image00102.jpg
p " ebst¢ig pebsteig





OEBPS/Image00027.jpg
b
Z1Nr





OEBPS/Image00024.jpg
v
D





OEBPS/Image00104.jpg
7rdau bt zrdau





OEBPS/Image00025.jpg
)





OEBPS/Image00103.jpg
ud7z13u





OEBPS/Image00022.jpg





OEBPS/Image00106.jpg
dA3ur ciusin cauda





OEBPS/Image00023.jpg





OEBPS/Image00105.jpg
ciymiguardo





OEBPS/Image00030.jpg
uaguo





OEBPS/Image00031.jpg
7
c1Nnz14au





OEBPS/Image00017.jpg





OEBPS/Image00018.jpg





OEBPS/Image00015.jpg
VA :





OEBPS/Image00016.jpg
4
muo





OEBPS/Image00113.jpg
BemaEs






OEBPS/Image00013.jpg
dor





OEBPS/Image00014.jpg
Lt
21





OEBPS/Image00012.jpg
ZT CI . ST





OEBPS/Image00021.jpg





OEBPS/Image00019.jpg
I S
|=%4953





OEBPS/Image00020.jpg





